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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在第二次論文口試結束，正準備修改最後版本的期間，工作上被主管指派協助一位沒

有攝影工作經驗的研究生，學習電視新聞攝影，擔任助理攝影記者。從攝影和剪接器材使用

拍攝方式，到如何和其他人（特別是文字記者）溝通等等事項，每一次的「課程」（當然並

非正式課程，只是在辦公室討論）其實都在反思自己的碩士論文和檢驗自己的「研究發現」

但更有趣地，每次助理攝影記者同事在「實作」中出錯（不管是操作技術或拍攝概念上），

而被我直接點出錯誤時，或許是我說話語氣太嚴肅，每次都會看到同事默不作聲，無言以對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不服氣，但也沒有感受到他真很「心甘情願」地接受我的批評或意見的樣

子。每當這個時刻，我都有一種小小的無力感，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如何幫他；要不管他做

的好或做不好，都稱讚他、鼓勵他嗎（反正他以後的薪水也不會分給我）？還是應該用自己

當初擔任攝影助理時師傅要求自己的標準，去同樣地要求他把講過的事情做好呢（但我又不

是主管，我有權力要求他嗎）？對此，我常常感到兩難，而每次與同事看拍攝帶檢討的過程

中，都必定會出現雙方講不出話、不想講話，或無話可講的沈默。其中有一次，我與他又掉

進寧靜的沈默，只聽到剪接機的馬達聲音時，看著面無表情的同事，我突然像回到某個在政

大商學院裡面的 7-11旁，和指導教授討論論文的時空裡，只不過在那時候，面無表情的人

是我，坐在我對面沒有說話（講不出話？沒話可講？）的人卻是百齡老師。一瞬間我才知道

指導我寫論文可真是身心俱疲的痛苦事情啊！記得在很多次的meeting中，我也常常被「打

槍」或指正，心裡雖然沒有說不服氣，但臉上卻應該是一副不服氣的表情吧。我雖然沒有問

過百齡老師，但我猜他當時看著我的感覺，就像我看著助理攝影同事時一樣，無言、無力和

無奈吧！

無論如何，我能夠完成這篇論文，最必須感謝百齡老師。記得當初找百齡老師當指導

教授被拒絕時，自己說了很噁心的話（「不怕晚畢業，學習最重要」）來糾纏他，也記得當

初其他同學、學長姐知道我要找百齡老師時，都對我露出一副「好好保重 ...」的表情，但到

今天為止，我從來沒有後悔過。而且，我想這是自己這幾年來做過最值得，也最對得起自己

人生的事情。當然，我想在很多關於研究的想法沒有完全和百齡老師處在同一條線上，從來

都不是聽話的學生，但我想，正是因為百齡老師從來沒有要求我必須都聽他的，而讓我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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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百齡老師曾說，論文是「思考的屍體」，也就是把已經想透的思考結晶轉化成文章的

形式；對於這一點，我想自己真的很內疚，在還沒想透問題前，就已經粗糙地把它「活埋」

成論文，使得論文品質不佳，可能讓老師失望，也可能壞了老師聲譽。對百齡老師，真的同

時充滿謝意和歉意。

除了指導教授外，也很感謝兩位口試委員。感謝儒修老師在課堂上以及論文上的許多

啓發、爽快直接的指導與各種獨特意見。對我來說，儒修老師就像是另外一個時空的未來人

類一樣，讓我看到自己如何被困在一個自以為是的封閉世界裡。而且，儒修老師也讓我體認

到學術研究必須嚴謹，但卻可以有趣。

另外，感謝文強老師亦師亦友、亦父亦兄的指導與照顧，我想從碩士班第一篇學校報

告開始，我每次的報告、作業，以及這篇碩士論文，其實都在不斷和他對話。白先勇在「驀

然回首」中提到了高中時的國文老師，無私地建議他大學選讀外文系而非國文系，對他日後

能夠成為小說家有關鍵影響；我想如果不是文強老師當時熱心建議和鼓勵我找百齡老師當指

導教授，自己最後或許早點畢業，但卻永遠脫離不了自己某種已經僵化的思考模式，工作中

依然還總是充滿怨氣吧！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文強老師可以說是我論文過程

中非常關鍵，把我「連結」到百齡老師，並造成「網絡差異」的重要「行動者」。

最後，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包括麗芳助教和為雲小學妹助理、共患難的 EMA96

同學們、因為我就讀研究所而受到影響的公司主管和同事，以及在這幾年中，由於我太忙而

忽略連繫的好朋友們：素娟、千芬、雅萍、美儀、燕玲、月惠、阿生、洪羽、麗娟學姐、豚

豚、鯨鯨、揚揚...。

當然，還有感謝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幾位女性：外婆、媽媽、妹妹、鄧淑貞老師、安安、

和立山而。

最後最後，要感謝這幾年最辛苦，以後還要辛苦很久的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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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者以「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為觀察角度, 希望探討實

作中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本質。本研究以錄影方式紀錄不同實作個案，並對

13位不同年資的電視攝影記者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實務中電視新聞攝

影實際上不只是「攝影」的活動而已，更是關於什麼是「新聞資訊」和「解

題資訊」的想像、聚焦和校準工作。而且，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使用攝影機

的過程，也同時是智能配置與權力互動的「連結」活動。一方面，攝影記者

必須與各種人與非人的工具/資源連結，才能涉入到現場的情境性中，理解

新聞現場的解題意義，並以攝影機工具將特定對象轉化為新聞影像素材。另

一方面，由於連結活動除了智能協力，也隱含了權力角力，攝影記者雖然

「操作」了攝影機工具，但事實上主導攝影機工具如何被「使用」的人卻可

能不是攝影記者。簡單來說，電視新聞攝影中「人 – 工具 – 現場」形成關

係的過程，也同時是攝影記者配置智能與參與建構行動者網絡的過程。攝影

記者在過程中不斷計算自己與其他行動者之間在智能上以及權力互動上的關

係，以瞭解到底該「拍什麼」甚至「如何拍」。研究也發現，實務中電視攝

影記者經常處於「資訊焦慮」和「權力焦慮」的狀態，也就是一方面對解題

目標的模糊性感到困擾，另一方面又可能擔心自己在工作中失去主導攝影機

使用以及詮釋新聞現場的權力。本研究提出，電視攝影記者如果想強化自己

在網絡中的行動位置，必須加強處理資訊以及與其他行動者連結的能力，並

找出更均衡的「人 – 工具」關係。

關鍵字：電視新聞、新聞攝影、攝影記者、攝影機、新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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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think the practice of TV news photojournalism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V news photographers, the tool(s) they use, 

and the location where “news” happens.  Employing methods of case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study finds that TV news photographer's job is more than 

just skillfully using camera to capture news video; in fact, in order to know what 

to  film,  as  well  as  how  to  film,  TV news  photographer  needs  to  work  with 

different human and non-human resources,  “involving-in” the context of activity, 

and constructing the content and objectives of the assignment.  In short, TV news 

photography  is  a  situated  activity  and  process  of  calculation.  To  effectively 

perform his/her task, photographer is required to bring people and things together 

and measures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actors.

Keywords:   TV  news,  Photojournalism,  TV  news  photographer,  Camera,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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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一、 「自動攝影器材」：心不在焉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

如同士兵不能沒有槍一樣，攝影記者的工作也離不開攝影機。當士兵在槍雨彈林的戰

場中尋找敵人，隨時準備射擊（shooting）時，攝影記者也經常在混亂的新聞現場中，忙碌

地變換位置，尋找目標，按下快門（或錄影鍵），執行拍攝任務。Susan Sontag說，士兵和

攝影者所從事的都是一種非常微妙相似的「狩獵」行為（Sontag, 1977/黃翰荻譯，1997）1，

但兩者之間可能還有一個更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使用「工具」的職業。對戰場中的的

士兵來說，丟了槍就可能丟了生命；而對攝影記者而言，沒有攝影機在身邊，儘管站在再有

新聞價值或歷史意義的新聞現場，也無法完成「新聞攝影」。記得自己當初擔任攝影助理學

習電視攝影時，傳播公司的老闆不斷叮嚀，出門工作準備器材時，一定要帶備足夠錄影帶和

電池，因為沒有錄影帶的攝影機等於廢物，沒有電池的攝影機也一樣是廢物。在擔任多年攝

影記者後，自己似乎也發現，在新聞現場中沒有攝影機的攝影記者也是廢物吧！新聞攝影工

作，基本上就是某人在某地方使用某種攝錄影工具的事情。攝影記者和攝影機，可以說是行

動的共同體。但從事電視新聞攝影工作將近十年後，我卻逐漸感覺，當帶著攝影機到新聞現

場採訪時，原本作為攝影機使用者的「我」和「攝影機」之間似乎發生了顛倒的關係。我感

到似乎不是「我」在用攝影機，而是攝影機透過「我」去完成它的功能。我曾經在一份學期

報告裡（區國強，2008），以「自動攝影器材」來比喻自己的感覺：

1 澳洲民族誌影片導演David MacDougall也提出了一個關於攝影與射擊之間的有趣觀察：「我們可以說攝影
機的取景器和士兵瞄準敵人的瞄準器的原理恰恰相反。後者框出所要消滅的影像，而前者框出要保留的影
像、消除周圍在同一時空形成的眾多影像。影像變成證據，就好像陶器碎片一樣。經由刪除其他可能的形

象而呈現的影像也可以說是思想的反映。這種二元本質就是讓我們感到目眩神迷的魔法。」（MacDougall, 
1998/李惠芳、黃燕祺譯，2006：1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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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院每個委員會裡，都有一到兩台日本製池上

牌（Ikegami）廣播級攝影機，每次委員開會時，就算現場沒

有任何記者，它們都會經由一間控制室，以遙控的方式操作，

完整記錄開會情形，...。同樣在立法院裡，每天大約早上八

點四十五分，就會看到一大群來自不同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

湧進立法院裡，帶著他們的攝影機和麥克風，開時忙碌的一

天。...有時候，看著委員會裡的 Ikegami 攝影機，我會想：

『我跟它有什麼不一樣？』」

我感覺在工作中，自己和攝影機依然是行動的共同體，但「操作者」似乎已經不是我，

而是某種力量把「我」投進攝影機之中，以讓它順利操作。而且，在這樣的關係下，「我」

和「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跟著改變，因為「我」似乎只是因為工作需要被投到某個「現

場」而已，至於現場發生了什麼，好像已經不是「我」所真正關心的。「我」只是作為一種

讓攝影機發揮作用的「人力」資源，在現場不斷地拍攝，忙碌地「攝影」。很多時候我雖然

「意識」到自己在新聞現場「做」了很多事，例如換了不少位置、錄了一些訪問、拍了不少

畫面，但卻常常說不清楚究竟「採訪」了什麼。很多影像在觀景窗中停留、流動、消失，卻

說不出太多詳盡的理由。我甚至越來越記不起自己去過哪些地方，採訪了什麼。儘管只是幾

個小時前才做的事，也常常想不太起來，直到回家看電視時，才驀然想起自己原來曾經到了

某個地方。在日常工作中，我越來越感到「心不在焉」。「心」不見了，像是只有「身體」

操作著攝影機，讓它發揮作用；「焉」模糊了，新聞現場與我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薄弱。有時

候，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只是一個帶著攝影機「夢遊」在新聞現場的人，醒來後感到身心疲

憊，卻對做過的事印象模糊。我比喻自己是一台「自動攝影器材」。對我來說，新聞攝影工

作似乎失去了某些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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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悲傷的攝影記者？

2009年，政治大學傳播在職專班碩士生李惠仁完成了《睜開左眼》這部畢業作品。片

中描述了四個不同年資，主跑不同路線的電視攝影記者對攝影工作的想法與反思。曾經也是

資深電視攝影記者的導演李惠仁，在紀錄片末提出了他個人對電視攝影工作的想法：「睜開

左眼」。在此，導演以「左眼」作為比喻，提出電視攝影記者除了要把「右眼」緊貼在攝影

機的觀景窗去觀看新聞現場外，也應該睜開屬於自己的「左眼」，真實地觀看鏡頭外的世界

在片末，當導演決定睜開自己的「左眼」時，卻也是填寫離職單，決定離開電視新聞攝影工

作的一刻。對導演來說，電視新聞攝影是一份曾經滿載熱情與理想，最後卻無可奈何必須選

擇離開的工作。而片中的幾位攝影記者，似乎也對自己工作意義產生懷疑，其中有人積極準

備投考義消，以希望有朝一日能轉行。在這部紀錄片中，電視攝影記者似乎不是一份令人滿

意的工作。

這部紀錄片在公共電視播出後，電視攝影記者之間也一度熱烈討論。有人在社交網站

發表想法，有人則在辦公室或新聞現場互相交換「感想」。以下是一些自己親自聽到的「意

見」：

「悲哀，攝影就是一個工作...。」

「攝影的悲哀，專業明明是攝影的，卻被別人主導...。」

「心酸啊！其實做了五年以上的攝影，有哪個不想走，哪個不是騎驢找馬，等著離

開？」

「睜開左眼有什麼用？最後還不是閉上左眼。不能改變的現實...。」

「這一行本來就不能做啊！」

「睜開X眼算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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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談話中，我發現，似乎不只我對工作不滿，同業與同事們，大家似乎也都滿腹

心事和怨言。其實，這種對攝影工作的負面情緒，不只發生在電視攝影記者身上，也出現在

許多關於平面攝影記者的觀察之中（許靜怡，2003；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楊智捷，

2007；潘俊宏，2009）2。總括這些觀察，以攝影機工作維生的人，似乎都不是很快樂；而更

進一步地思考這些觀察結果，似乎都發現不管是電視或平面攝影記者，都感覺到自己的「專

業」被忽視、不尊重，以及被其他力量所主導；使用攝影工具的人，似乎失去了對攝影工具

的主導權。在新聞現場的拍攝活動，好像只有工作的目的而已。

第二節   研究視角

不過，當我們回顧以往關於新聞攝影工作的研究，雖然選取的理論或角度有所不同，

但主要是把攝影記者視為勞動者，或以人與組織的關係（其中也包括了攝影記者本身的認同

心態問題）作為主要的切入點，去探討和分析各種新聞攝影工作的狀況。在這些研究中，我

們常看到新聞組織的運作，雜夾了媒體生態的競爭與商業利益的考量（有時候也包括了政治

利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結構」，制約了攝影記者與其他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以及他

們在新聞採訪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在「結構」之下，人並非毫無能動性，但許攝影記者

們卻又容易被圍困在「結構」的控制之中。「人 – 組織」或「人 – 結構」之間的關係往往

是過往研究最關注角度。

而對本研究而言，研究者作為實務工作者，也認同新聞組織或結構對攝影記者的影響

2 例如，平面攝影記者潘俊宏（2009）形容，平面攝影記者在商業化的新聞產製中，是一個主體與實作分離
的「照相工人」，「很多攝影記者每天處在這種趕新聞的遊戲中，慢慢覺得這不是一份可以成為一輩子的

志業。」同樣也是攝影記者的黃義書（2004）則認為，「這個行業，不管在新聞場域或社會文化中，都是
個看似光明正大，實則隱晦的角色」，他說，「攝影記者在新聞場域上，就是如此般成了到處被指使、調
派的『拍照的』、『攝影師』、『攝影大哥』。如此稱謂，語意上似乎難與『記者』劃上等號，而多被認
為是『拍照的』。受訪對象對文字記者總以『記者』小姐、先生來稱呼；且在新聞宣傳上也比較重視文字
記者，呈現明顯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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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制約，但對研究者來說，除了關心結構與攝影記者之間的關係外，還希望以一種更原初

的方式去思考攝影記者進行新聞攝影所面對的「結構」。當然，這個「結構」可能無法獨立

於新聞組織或商業力等等影響力量之外，但卻更攸關新聞攝影中，最基礎的一種關於攝影者

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記得當自己擔任攝影助理學習攝影時，似乎曾經以為

「新聞攝影」是一件與使用攝影機來紀錄歷史的工作。今天聽起來或許自己都覺得太天真，

但還是覺得「新聞攝影」除了是一件與組織或商業有關的職業或工作外，也似乎應該是一件

關於攝影者、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的事情。對研究者來說，曾經認為新聞攝影中，有一

種如Cartier-Bresson所說的「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密切關係：

「...對我而言，相機就像是一本素描本，一種記下直覺及瞬間的儀器，

相機也是一種視覺的工具，它即時紀錄下事件，在紀錄的同時將攝影者當下

的懷疑與決定融合在一起，攝影除了是一種給世界上的某個瞬間予以一種意

義的形式之外，也是一種將攝影者與他的所見的事件結合在一起的形式；攝

影者需要集中注意力也需要具有敏銳的感覺，這是一種內心的紀律，此外他

必須具有幾何構圖上一種極為簡潔的表現概念，當攝影者拍照時必須時刻際

記住攝影是一種尊重被攝影主體與自己的形式。」（Cartier-Bresson，1999；

轉引自李昱宏，2009：210）

或許Cartier-Bresson有點過分要求攝影構圖的幾何關係，也或許平面靜態攝影和電子

動態攝影有許多技術和美學上的差異，但Cartier-Bresson的這一段話，似乎描繪了一個研究

者曾經以為的新聞攝影或紀實攝影工作者之形象：反應敏捷卻又心思熟慮的人，技術熟練地

使用攝影工具，將自己在某個時間與空間中的觀察，紀錄在攝影底片或錄影媒材之中。在

Cartier-Bresson這段話中，似乎有一種攝影者、攝影工具，以及現場之間的重要連結，一種三

者之間必須緊密互動的關係。但是，在研究者的日常工作中，這種「人 – 工具 」之間，以

及「人 – 現場」的關係似乎不見或變得模糊了，研究者納悶，自己所從事的還是「新聞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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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嗎？而萬一自己所從事的已經不再是自己所相信的「新聞攝影」，那我還算是一個「攝

影記者」嗎？

當然，以「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來探討，也是同時思考「攝影工具」在新聞攝

影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在新聞攝影實作中，攝影者如何透過攝影工具去紀錄新聞現場這件事

情。其實，除了攝影記者外，其他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特別是當「記者」的人，往往都需要

透過使用工具去進行採訪工作；例如，廣播記者使用錄音機，而文字記者則利用紙筆或筆記

型電腦當紀錄工具。新聞採訪工作似乎不只是人與現場之間的事情而已，兩者之間還存在著

媒體工具的使用問題。但對攝影記者來說，他們的工作卻似乎更必須與攝影工具「相依為

命」；沒有攝影機，哪來新聞攝影？但有了攝影機後，就一定是新聞攝影嗎？以研究者工作

的狀況來看，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之間，似乎是比單純的使用者與被使用物之間更複雜的事情

而且，這種複雜關係也可能牽連到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作為實務工

作者，研究者或許也關心某個存在的「結構」對自己工作的影響，但是也更關心在「結構」

底下，電視新聞攝影的工作中到底如何進行？而在新聞攝影中，攝影記者與工具以及新聞現

場之間的關係又該為何？以研究者的個人感受來看，實務中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之間，以及

他們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似乎缺少了某種密切的連結（雖然很弔詭地，當這種密切的連

結變得模糊時，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從事了多年的「新聞攝影」），而當自己以及許多同事和

同業都對工作感到懷疑和抱怨時，研究者想問，自己當初對新聞攝影的想像與現在每天工作

中的現實之間，到底有多少差距？攝影記者除了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外，他 /她還多大程度地

是一個使用攝影機在新聞現場進行紀錄的人呢？

第三節  研究問題：實作中的「人 – 工具 – 現場」

無論如何，本研究希望從探討電視攝影記者日常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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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反思電視新聞攝影工作。本研究認為對「人 – 工具 – 現場」的探討，也可能形成某

種新的觀察角度，讓我們更進一步地反思新聞攝影的本質，以及思考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影響

電視攝影記者工作的「結構」。對本研究來說，攝影記者除了是某個新聞組織的員工，也應

該是一個在新聞現場中使用攝影工具進行攝影活動的人。當我們想關心電視攝影記者與組織

/結構之間的關係時，或許也需要釐清什麼是電視新聞攝影的實作面貌。

因此，本研究將聚焦以下問題：

一、  電視新聞攝影工作究竟是什麼樣的攝影活動？

二、工作中，電視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之間的關係為何？攝影記者到底是如何「使

用」攝影工具？

三、電視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為何？電視新聞攝影實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如何形成？

四、與傳統新聞或紀實攝影論述比較，實務中的電視新聞攝影有何特色？「理想」與

「現實」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異？

社會文化學者 Dent（1999/龔永慧譯，2009）在一本關於物質文化與人類生活的書中提

到，人與物之間建立了一種「準社會」（qusai-social）關係的連繫，也就是說，在人與物的

關係中，「個人可以同時表現其社會身份，並體驗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因此，當我們透

過「人 – 工具 – 現場」之觀點來探討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時，實際上也在反思他們到底是

站在什麼樣的「位置」，觀看他們的「新聞現場」，來從事他們的「新聞攝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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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視新聞攝影工作內容

第一節  新聞組織中的電視攝影記者

黃新生（1994）在《電視新聞》中強調，電視新聞是團隊的產物，不同的工作人員扮

演不同的角色，共同運用科技設備，組成一套可以讓電視新聞順利播出的工作流程。而且，

流程必須被各人所了解以及遵守，新聞運作才會順暢無礙。那實務中，攝影記者又扮演了什

麼角色呢？簡單來說，攝影記者可以說是在新聞現場中，生產新聞影像的工作人員，在外國

有許多不同的稱呼（Cameraman, TV News Cameraman,  Photojournalist, Videographer, Video-

journalist, Electronic Journalist, Shooter, Camera Operator, Photog, Cameraperson, Camera-op...）

（Underwood, 2007; Lindekugel, 1994），每一種稱呼似乎也代表了某種對攝影工作內容的解

釋3，而在台灣一般都以「攝影記者」做職稱。另外，台灣攝影記者的工作也不只是在新聞

現場攝影而已，他/她還需要負責新聞剪輯的工作4，完成電視新聞帶Sot（Sound on tape）5的

剪接，有時候還要兼任 SNG（Satellite News Gathering）現場衛星連線的攝影師。而且，當文

字記者人數不夠時，台灣的攝影記者有時候也需要「單機」作業：一人前往採訪現場，拍攝

畫面，蒐集資料，回報給公司的編輯或記者；一人同時處理攝影、採訪、剪接的工作。不過

在大部份情形，攝影記者都會與文字記者搭檔，後者負責聯絡、撰稿、過音等「文字」工作

前者則負責「影像」的採集與剪輯任務。目前台灣電視台攝影記者的組成中，除了新聞本科

系的畢業生外，也有許多非相關科系的畢業生，以及從傳播公司轉職電視的攝影工作者等等

一般來說，相較起文字記者，電視台中攝影記者的流動率比較低，因此在各電視台中，常常

3 像Underwood（2007）的受訪者中，就有人堅持自己不是 Shooter或Cameraperson，而是 Photographer，因
為前面兩種職稱都有一種操作員的意味，而 Photographer則強調了攝影記者是一個說新聞故事的人，以光
線說故事的人（writes with light）。

4 電視台逐漸數位化後，攝影記者除了傳統非線性剪輯，也開始要負責非線性剪輯的電腦剪接工作。國外出
差時，還必須負責用網路傳輸影像回台灣的任務。

5 除了 Sot外，另外還有 So（sound on ; 只有受訪者訪問）、Bs（background sound：只有畫面，由主播唸出
新聞內容），與 So+Bs（也就是先一段現場訪問或自然音，再配上主播讀稿）等形式。但 Sot，也就是有記
者過音、受訪者訪問，或加上現場音的新聞帶，依然是主要的電視新聞報導形式。（黃新生，1994；熊移
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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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看到年紀比較大的攝影記者與年紀比較輕的文字記者「老少配」出門採訪的情形。而相

對於文字記者在組織內的升遷管道，一般來說，電視攝影記者相對較窄，也往往成為另一種

攝影記者的心情問題（熊移山，2002；李惠仁，2009）。

至於每日的新聞產製流程，大部份情形下，主要是新聞部一級或二級主管篩選新聞內

容和角度，再交付文字記者執行採訪任務，而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一起出門到新聞現場，採

集新聞素材（例如：訪問、自然聲、各種影像畫面），需要時會進行現場連線，而採訪後大

多會回到新聞部辦公室進行撰稿、過音、剪輯、後製的工作。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可以說

是新聞組織在新聞現場，執行新聞報導任務的重要組合。兩者之關係往往比平面文字記者與

攝影記者的更密切，因為對電視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他們更需要隨時保持合作，一起進行

採訪。

第二節  新聞攝影分鏡：把現場變成影像

至於電視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工作，簡單來說，攝影記者是以攝影工具，把三度空

間的新聞現場，紀錄在二度空間的錄影影像之中。更精確地說，攝影記者是以「分鏡」的方

式，使用不同的影像語法，透過鏡頭大小（shot size）6與攝影角度（angle）的變化，將新聞

場景的人、事、物紀錄在攝影機的錄影帶（或光碟、硬碟）裡，以完成一般長度一分半至一

分二十秒的電視報導。黃新生（1994）7形容，這是一套有連貫性的視覺結構，目的是按序持

續地表達新聞的「故事」。而熊移山（2002）進一步解釋，電視新聞攝影是一種排除過程，

把與主題無關的「雜物」排除鏡頭之外，並把拍攝現場細分成很多大小不同，但畫面之間有

相當程度關聯性的畫面。黃新生也說，電視新聞攝影的目的也不只是為了攝影而已，同時需

6 例如：大景、中景、小景、特寫、轉場鏡頭等等。

7 必須說明，黃新生書中並沒有用分鏡這個語彙，而是在視覺思考能力一節中有關視覺連貫性規則裡有關鏡

頭（shot）的基本分類。分鏡，基本上是新聞攝影實務者的共同術語，有的電影書籍可能會用不同的景別分
類或連戲風格來討論這種影像處理手法。基本上，它是一與好萊塢電影風格有關，並相對於歐陸電影長鏡

頭理論的一種影像處理方式（詳細討論可參考Katz, 1991/井迎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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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後製剪接的流程，特別在採訪突發新聞時：

「攝影人員在拍攝新聞事件的時候，得同時盤算新聞剪輯事宜，即回

到新聞部之後如何有效的剪輯畫面，趕上新聞播出時間。因此，攝影人員在

可以控制的情況下宜以剪輯順序來拍攝新聞畫面（edit in camera），免得攝

影人員或剪輯師反覆觀看尋找畫面作剪輯，浪費人力，增加工時。」（黃新

生，1994：66）

因此，電視新聞攝影是一種有組織的拍攝活動。正如美國著名攝影記者兼製作人

Travis Fox（轉引自Kobre，2008: 310）所說，電子新聞攝影與平面新聞攝影工作方式的最大

不同，就是兩者在新聞現場「抓取」（grab）目標的差異；當平面攝影記者著眼於影像的瞬

間（moment）時，電子攝影記者則在尋找「影像序列」（sequences）。Kobre（2008）也解釋，

電視攝影無法單靠單張傑出的影像完成精彩的報導，電子影像還需要有傑出的影像序列，或

如某攝影記者所說，「決定性的影像序列（decisive sequence）」。所以，從事電子紀錄影像

的人，必須在拍攝時同時思考剪接（shooting with editing in mind），也就是說，電視攝影記

者的工作除了「攝影」外，不管他/她工作內容是否包括剪輯工作，他/她都必須具備剪輯和

影像敘事的邏輯。

但拍攝新聞必定能夠和需要仔細分鏡嗎？這可不一定，因為拍攝的過程往往會因為現

場狀況有所調整；例如，在混亂的新聞場合中，攝影記者為了避免漏拍重要畫面，便可能以

不停機方式一直錄影（Underwood，2007）。但無論如何，作為電視攝影記者慣用的工作分

式，電視新聞攝影或攝影分鏡可以說凸顯了電視新聞攝影主要是以完成電視報導（Sot）為

目的，並且考量到剪接因素的拍攝作業。而且，回到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攝影記者 – 攝影

工具 – 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攝影分鏡可以說除了連接攝影與剪接外，也連接了攝影記

者與新聞現場；一方面把三度現場空間轉化為二度影像空間，另外一方面也把新聞現場的時

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間轉變為一種時間長度約一分半鐘的影像序列。因此，我們可以說，電視新聞攝影是一種以

分鏡的方式，將物理時間與空間轉化為「影片」的過程，也就是一種透過攝影工具的使用，

把眼前所見的事物變成電視報導的活動。

第三節  電視新聞攝影作為解題活動

以智能的角度來看，電視攝影除了是操作攝影工具的工作外，也是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過程。攝影記者不是為了拍攝而拍攝，更是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務而進行拍攝。

如同近年一些新聞學研究（鍾蔚文等，2007）強調文字記者的「知識基礎」與「解決問題」

之間的關係，攝影記者作為以影像報導新聞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的工作也具有特定的目標、

條件、限制，以及計劃等元素。相對於文字記者的核心工作是對新聞事件形成文字表徵，也

就是把新聞轉化成「文字」，攝影記者的工作目標可以說是把三度現場空間轉化成二度影像

以讓新聞現場形成「影像」表徵。影像是攝影記者賴以使用的表徵符號。

而且，攝影記者工作也有各種條件與限制，例如必須使用器材、採訪時間往往緊迫，

以及電視報導的時間長度限制等等。在新聞攝影的活動中，參與活動的人除了操作攝影器材

的攝影記者外，事實上還有其他諸如文字記者和受訪者等其他活動的參與者。不過，在新聞

攝影的活動中，物質攝影工具似乎扮演了關鍵的地位，因為與其他參與者比較，攝影記者的

解題活動更不可能沒有攝影工具。攝影工具可以說是新聞攝影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使用工具

的能力則可以說是攝影記者賴以維生的重要技能。但以智能的觀點來看，工具其實並非「工

具」而已，它的含義將比我們一般想像的來得複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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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當工具成為了延伸的心智：「我」變成了「我們」

德國哲學家 Kapp詳細分析工具與人類的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提出了「器官投影說」，

把工具以及機器比喻為類似人類器官的事物，認為它們是人類器官的投影，也就是人類器官

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延伸與強化（喬瑞金等，2009）。蘇俄時代心理學家 Vygotsky則指出，人

類與其他低等動物之間的差異在於人類擁有了工具，也因為人類製造工具，使用工具，並教

導他人使用這些工具，才讓人可以完成原本沒有工具無法完成的任務，因而延伸了人類的能

力（Bodrova & Leong, 2007/蔡宜純譯，2009）。Vygotsky認為，工具除了是物質工具外，也

可以是各種符號或語言的心智工具。當物質工具幫助人類控制或克服自然環境，延伸人類身

體的能力時，心智工具則運作在人類心智之中，成為了人與外界的中介，幫助人類掌握自己

的行為、反應、注意力，以及情緒等等。因此，在某一程度而言，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而不

是其他「低等」動物，和其製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有重要關聯。人類史在某個角度來看，也

可以說是一部工具發展史。而發展時間還不到兩百年的「攝影」工具，其實就同時是具備了

物質工具和心智工具的特質，或者說，一種透過物質工具的使用，生產出類似符號或語言的

心智工具。

那「攝影工具」的發明，又延伸了人類的什麼能力呢？初步來看，對「新聞攝影」來

說，當攝影工具被用在新聞報導時，它確實延伸了我們人類「紀錄」、「報導」和「傳播」

的可能。而且，當攝影術出現時，它就被認為與「真實」有關；無論它所製作的影像是否被

認為等同於「真實」，大部份人卻一直把攝影作品視作為一種有關「真實」的再現、複製，

或證據。「有圖有真相」這句話雖然常常被質疑，但「攝影」和「真實」的關係可以說一直

糾纏不清。二十世紀初的文化評論者Walter Benjamin曾說，攝影術的發明讓人類可以重新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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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眼前的「真實」，忠實地「反映出日常生活中常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大量細節」，並且揭露

出某種「視覺上的無意識」（Wells, 2000/鄭玉菁譯，2005）。蘇聯時代著名紀錄片導演

Vertoz也說，電影攝影機是比「目光短淺」的肉眼更完美的「電影眼」，擁有自己的時空、

力量和潛力，超越人類本質的局限，幫助我們對世界進行「感性的探索」，甚至是一種革命

的力量（Barsm, 1992/王亞維譯，1996； Vertoz, 1923/皇甫一川等譯）。總之，在攝影（不管

是靜照攝影還是電影攝影）出現並開始普及的年代，它就給予人類許多想像，並且改變了人

類紀錄世界的方法和可能。Barthes說：「攝影未必顯示已不存在者，而僅確切地顯示曾經在

場者」（許綺玲譯，1997），攝影術出現以後，「時空」已可以不只存在於口語對話和文字

符號的的紀錄中，更可以被紀錄在照片或影片之中。

但無論如何，不管攝影是否能等同真實，它的出現的確完成了以往我們人類所無法完

成的事情。而且，作為物質和與心智工具，攝影在一方面延伸了攝影者的「能力」時，也可

能延伸了人類的「心智」。正如 Vygotsky（Bodrova & Leong, 2007/蔡宜純譯，2009）以心理

學家的角度提出，人類與外界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事實上並非直接，而是透過各種物質和心

智工具所「中介」的，因此工具除了是被用之物外，更對我們與外在世界互動有著重要的影

響。對本研究來說，除了要觀察攝影工具如何幫攝影記者完成任務或延伸他們的能力外，也

可能必須注意工具的使用是否也中介了攝影記者與外在世界。以認知科學家 Clark的話來說，

攝影記者的工具可能參與了攝影記者「心智」的建構過程。

Clark（Clark & Chalmers, 2008; Clark, 1998；劉希文，2009）提出，人類的「心智」除

了在人的「心靈」之中，也配置在各種周遭的工具和環境之中。Clark以「延伸的心智」

（The extended Mind）形容這種人類心智的特色。Clark說，這是一種「主動外在論」（active 

externalism）的認知論；也就是說，人與外界的互動，產生了一個「契合系統」（ coupled 

system），外在元素對人類的認知有著重要而且主動（active）的影響，並且是「此時」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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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here and now）。而且，我們的經驗（ experiences）、信念（beliefs）、慾望

（desires）、情緒（emotions）等等的心理狀態（mental states），都和這種外在元素所組成的

認知有重要關聯。我們平常以為是發自內心的「心智」，其實不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很

多時候更是透過我們身體與各種工具或技術等「界面」（ interface）與外在世界接觸碰撞後

的結果。Clark舉了一個例子，某個患有阿茲海默症的人必須每天帶著筆記本，寫下各種資

訊，以讓自己需要時可以去尋找。Clark認為，對這位患有阿茲海默症的人而言，他的筆記

本實際上已經不只是幫助他「記得」資訊的工具，而且更變成了像大腦一樣的記憶。而且，

對這個人來說，筆記本根本就是他「延伸的心智」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因此，從這樣的角度

延伸，我們可以發現日常生活中，身邊其實充滿了各種如同「筆記本」一樣的工具或技術物

（例如：電腦、手機、資源庫等等）。透過它們，我們與環境產生關係，並且形成了我們的

「心智」，甚至是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所以，對人類來說，工具不僅延伸了我們的能力，而

且人與工具之間實際上也超越了單純的「使用者」與「被使用的物」之間的關係。「人 – 

工具」之間已經參與和建構了所謂人的「心智」或「心靈」。在這種「延伸的心智」中，人

的「心智」/「心靈」與工具交織成一個「通暢運作的整體」，心靈與工具之間無須有所分

別（劉希文，2009），因為兩者已經難以切割，變成一個認知的整體。

在此，Clark的「延伸的心智」強調的，就是我們必須擴大對「工具」的定義和理解。

「工具」除了是延伸我們能力，實際上更參與並構成了我們與外在世界接觸的認知活動。或

者說，以認知的角度來看，「工具」已經難以與我們人類的頭腦或心智分割，因為它實際上

已經是我們心智的一部份。其實，這種「外在論」就是主張一種超越主體與客體絕對劃分的

概念；在人與外在世界的接觸與認知中，人和環境（包括各種環境中的工具或中介物）已經

無法切割，難以分辨何謂「主」，誰是「客」。認知的過程中，人的頭腦、身體，和工具和

外在世界緊密相連，人的智能已經超出了人的頭腦與身體之外（Clark, 1998；劉希文，

2009）。對人類來說，所謂「心靈」或「心智」以非單純地為「我」/「自己」所有，而是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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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同時考慮到我們的工具以及環境；一種 I-sim往We-sim的過渡：

「所謂 I-sim，是指以『我』為智能的核心，『我』是完成活動的主

體。Clark認為這種說法與人類社會現況不符，在一個分散智能的時代，許

多事很少由『我』獨力完成，通常是『我』和工具、他人以及環境中其他要

素—也就是『我們』--共同協力完成。因此，應從we-ism出發，才能掌握當

代智能的真諦。」（鍾蔚文等，2007：236-37）

其實，這種強調人與工具以及環境的緊密關係，也被研究教育的學者所注意（Pea, 

1993; Perkins, 1993）。Pea就提出，人類的智能除了在大腦裡，還配置或分散於其他環境中，

各種人造或非人造的事物中，例如，非物質的「人際網絡」。換句話說，我們人類在進行任

何一種活動或任務時，並非只是「由上而下」地發揮我們的「心智」或「頭腦」，而是把我

們的智能「配置」在活動情境的其他人與非人的環境資源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協助我們完

成任務的「工具」，往往並非只有單一種而已。例如，一個貿易公司的業務經理，他工作中

除了需要筆記本和電腦工具輔助外，也需要他的秘書幫忙紀錄和處理許多大小事；那對這位

經理而言，秘書實際上也是一種資源或工具，以讓他順利完成任務。同樣地，以文字記者為

例，PDA手機以及 PDA手機裡的受訪者和同業電話，也就是他的人脈，實際上也是完成工

作的重要資源。人脈可以說是一種「社會資本」，一種以物件以外的方式幫助我們完成任務

的資源。事實上，「社會智能」就是一種傳播工作者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重要能

力與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臧國仁等，2001）。所以，當我們想要探討人與工具

的關係時，我們更必須把工具的觀察延伸到周遭的環境資源，因為一個人在進行某項活動時

往往不是單打獨鬥或「單兵作戰」，而是一種個人與環境（包括工具）的結合。Perkins稱這

個概念為 Person Plus （以有別於 Person Solo），也就是人與環境是一個結合的合成系統

（compound system），把認知視作是一種資訊流動的活動，人、工具、環境，以及各種配置

智能的互動結果。總而言之，工具已經不再只是被使用之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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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本研究而言，當我們探討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的關係時，我們

也必須同時觀察攝影記者的工作或攝影活動中，是否也需要運用其他環境中的資源，因為這

些資源都可能是攝影記者完成任務的「工具」。也就是說，攝影記者的「工具」其實不只攝

影機而已，還包括了其他資源和「社會智能」：

「一則好的電視新聞的完成是需要團隊合作，因此充分溝通就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和自己配合的文字溝通、並且充分瞭解今天採訪的主題和他

（她）想採訪的重點，讓對方知道你拍了什麼畫面，要怎麼鋪陳才能更吸引

觀眾的目光。」（熊移山，2002：95）

如同前面所述，大部份電視攝影記者都是和文字記者一起出門進行採訪，特別是相對

於攝影記者，文字記者通常首先知道工作任務的內容，因此兩者之間的溝通便顯得非常重要

從智能配置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初步認為，對電視攝影記者而言，文字記者可以說是非常

重要的環境資源。如同攝影工具延伸了電視攝影記者的能力一樣，文字記者也可以說是電視

攝影記者的另外一種「工具」；電視攝影記者必須與文字記者協力，才能更理解新聞重點，

以順利完成攝影任務。但當然，更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是：「攝影機」以外的各種環境資源

或工具，是否也可能影響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之間的關係？攝影記者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究竟是如何動用他/她身邊的各種資源？對攝影記者來說，什麼是重要的資源？資源除了是

協力的工具外，是否也有別的影響？在「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中，攝影記者的「心

智」活動到底如何進行？

第二節  工具現象學：被「放大 – 簡化」的「人 – 工具 – 世界」

如果說以上 Clark或 Pea等學者所關注的，是工具和環境在人類「心智」構成的重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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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人類是如何創造更聰明的「環境」，以讓自己有別於其他動物的話（鍾蔚文等，

2007），那當代有關「工具現象學」的討論，則是關心人類與工具的密合，對人類認知外在

世界所形成的影響。在此，工具也再一次不只是「工具」而已，更必須被延伸視作為一種與

人類「存有」息息相關的「技術」。現象學的重要人物，哲學家 Heidegger就提出了，技術

是一種「知道」（Wissen）的方式（喬瑞金等，2009），任何工具或技術都不僅僅是人類單

純地完成某種目的的物，它更決定了物質世界如何展現在我們面前：

「當我用一臺 70匹馬力的拖拉機去耕種土地時，和我用自己和動物

的體力去耕種土地時，我與大地就有不同的關係。當我只能用養育和照顧的

措施去補充和支持動物和植物的生長過程時，和當我通過化學物質能隨便操

縱生物時，動植物和生物會向我要求不同的關係。」（轉引自喬瑞金等，

2009：86） 

Heidegger以哲學角度分析，對現代人而言，技術不只是一種被使用的對象，更是一種

他所稱的「解蔽」，一種「展現」的方式，決定著人類與事物的存在關係。Heidegger認為，

技術實際上根本是一種「真理」的發生方式，一種「看和揭示世界的方式」（喬瑞金等，

2009）。如同透過動物和拖拉機與土地接觸會形成我們對大地不同的體會，沒有大眾媒體的

古代人與生活在大眾媒體的現代人相比，他們之間對所謂的「世界」的定義也可能大有不同。

例如網際網路發展和開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在實體空間外，我們也開始透過虛擬的網

路空間與其他人產生關係，這樣的結果可能已經改變了我們對所謂「朋友」的定義。技術或

科技的發展的確與我們的生活世界之構成有密切關係。因此，對 Heidegger以及工具現象學

的研究者而言，他們所關注的便是這種工具或技術的「中介」作用，對我們理解「世界」時

所產生影響。對他們而言，所謂的外在世界並非恆定的，而是透過技術中介後被「放大」或

「縮小」的結果。空間，也不只是一種物理概念，更包括了一種工具或技術中介後，人與空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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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不再是具有三維向度的客觀存在，也不是先於萬物的空洞架構。

相反地，此在面對世界的態度，就是將之理解為用具世界。此在面對世界時

所遭遇的是具體的用具。在實作中，人類為了生存就須需要使用用具，而我

們周遭的世界就是用具所構成的世界，我們的空間也是由用具所構成，而不

是先有空間才有置身空間之內的萬事萬物。」（黃厚銘，2007：17）

因此，回歸本研究所關注的「攝影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場」的關係，我們所要

探究的其實也可能是工具或技術中介後，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狀態。簡單來說，也就是當人

透過「工具」的協力後，這樣的「人 – 工具」的互動會對攝影記者認知外在世界（新聞現

場）造成甚麼影響？而在這種以技術中介的角度觀察人與空間的討論中，工具現象學的研究

者 Ihde進一步提出了四種「人 – 工具 – 世界」的關係：「具身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s）、「詮釋關係」（Hermeneutic Relations）、「背景關係」（Background Relations）

和「它異關係」（Alterity Relations）（Ihde, 2006/韓連慶譯，20088）。

在第一種「具身關係」中，Ihde以 Heidegger、Husserl以及Merleau-Ponty為基礎，提出

我們參與環境或世界的方式，實際上包括了對人工物或技術的應用。例如，在視覺上，我們

很多時候是由眼鏡或目鏡為中介的，聽覺也常常是由移動電話作為中介，觸覺上則可能是用

探頭的末端來感覺遠處所研究的表面結構（例如盲人的拐杖）。而在這些例子中，我們

「『身體』的感覺從方向和方位兩個方面體現在遠處，而技術成了我們通常『對 ...的經驗』

（experience of ＿＿＿）的一部份（Ihde, 2006/韓連慶譯，2008：56）」。而且，工具或技術

往往不被我們所察覺（除非它故障或損壞了），成為了如 Heidegger所說的「抽身而去」，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準透明」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達：

8 原書為 Ihde在 2006年訪問北京大學時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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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技術） –  世界 」(（human – technology） –  environment)

Ihde形容，在這種關係下，人造物已經被一同「融入到」我們的身體經驗中，導向環

境的行為，或者作用於環境，成為身體的一部份（Ihde, 2006/韓連慶譯，2008：56；喬瑞金等，

2009）。

而在第二種「詮釋關係」中，人與工具或技術之間的關係則形成一個「連續統」

（continuum）:

「人 – （技術 – 世界）」( Human  – （technology – world）)

在這種人與技術的關係下，技術已經應用了我們人類語言學上的，也就是以意義為指

向的能力。Ihde解釋，儘管人類這種應用技術的方式還是主動的，但這一過程更類似我們的

閱讀或解釋活動。例如書寫、交通燈號、各種設備儀表板等等都屬於這種「可讀的技術」。

例如，當我們想知道房間的溫度時，我們閱讀溫度計上水銀所在的刻度，在此，我們正是透

過「閱讀」溫度計這項人工物，去感受這個房間的溫度。或者說，溫度計原本是用來指示用

的，但我們閱讀它時，已經把所讀到的（刻度上的數字）轉化成身體和知覺上的意義。正如

溫度計「成為」了溫度，技術物本身也變成了我們所理解的「世界」（Ihde, 2006/韓連慶譯，

2008：57；喬瑞金等，2009）。

至於在「它異關係」中，人並不是通過工具或技術來感知世界，而是單純地與它們發

生關係，而形成：

「人  – 技術（ –  世界）」(Human –technology (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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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從 ATM提款機提款時，人已經不是在知覺或感知世界，而僅僅是和一台機

器打交道。這時，技術成為了某種具備獨立性，成為一個「准對象」（quasi-objects），甚至

「准他者」（quasi-others）而與人發生關係。Ihde舉例，玩具就是這樣的一種技術物（Ihde, 

2006/韓連慶譯，2008：57；喬瑞金等，2009）。

至於第四種人與工具之間的關係，Ihde稱之為「背景關係」（Background Relations）。

在這種關係下，工具或技術形成了一種如同背景一樣的影響力量，以間接的方式對人產生影

響。在「背景關係」下，工具或技術往往不是被直接使用，而是如同一種背景一樣，例如冷

氣機，已經不需要人類的操作而自動發生作用，而且我們也往往忽略或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但它實際上卻一直影響著人的感知甚至行為（Ihde, 2006/韓連慶譯，2008：58；喬瑞金等

2009）。

對本研究而言，透過以上Ihde所提出的各種人與工具之關係來觀察，我們發現攝影記

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可能比我們原先想像的更為複雜。特別是攝影記者的「工具」甚至已經

不再只是攝影機而已，還包括了各種為了完成任務而進行智能配置的資源，而這些不同工具

或資源，實際上便可能形成了攝影記者進行攝影活動時的「心智」，並與攝影記者之間，存

在可能不同的人與工具之間的關係。例如，當我們以「背景關係」來看電視新聞攝影記者的

實作活動時，便可能發現，除了攝影記者直接使用的工具外（例如：攝影機、剪接機），他

/她工作環境周遭的「電視」傳播技術，事實上也可能是一種與攝影記者發生間接影響的

「背景關係」。傳播學者McLuhan提出，當一種媒體使用另一種時，使用者就是它的「內

容」。當「攝影」變成了「電視攝影」時，兩者雖然同是「攝影」活動，但活動的內容和特

質卻可能已經有所不同。McLuhan舉例，一部汽車騎乘在火車搬運車台上時，汽車其實是使

用著鐵路，於是汽車就是鐵路的，也就是鐵路的「內容」。那麼當「新聞攝影」與「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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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時，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就不只是「新聞攝影」而已，更是以「電視」作為平台的「電

視新聞攝影」9。因此，攝影不僅已成為了「電視」的內容，「電視」本身的技術條件也可

能形成了某種對電視攝影記者來說的「背景關係」，並且可能對電視攝影記者的「身體」產

生影響。例如，在一些電視研究中，學者便強調了電視技術的「速度」特質對電視新聞的影

響，並認為當今電視科技發展下，速度已經不只是手段，而根本是環境，並影響了新聞工作

人員的工作方式（唐士哲，2009）。

不過，無論如何，Ihde的理論對本研究的最重要啓發，是他強調了一種「關係存在

論」（relational ontology），也就是說在人與工具或技術的關係中，暗示了人和工具或技術對

外在世界的共同構造。因此，與其說我們是直接地面對這個身體以外的物質世界，倒不如說

我們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技術和工具去實現人與世界的關係。Ihde形容，這是人與工具以及周

遭環境的具身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也就是說，我們身體的意向性或對外界環境的認

知，往往是以獨特的方式，擴展到周圍的世界，而形成了我們的身體經驗。特別是對現代社

會中的人類而言，工具和技術無所不在，但它們的作用又往往被我們所忽略，不過，實際上

它們已經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份了。而且，Ihde強調，在這種工具/技術轉化知覺的過程

中，會產生一種「放大 – 簡化」（magnification-reduction）結構；也就是說，技術一方面擴

展我們對世界的知覺，使世界以新的方式向我們展開；但另外一方面，技術又可能簡化了我

們的知覺。透過技術的中介，我們同時多看見和少看見（甚至看不見）事物的某些部份。例

如，望遠鏡可以讓我們看得更遠時，但卻同時去除了我們聽覺、味覺的注意力，甚至對視覺

本身也形成了簡化，只看到「遠」的事物（喬瑞金等，2009）。又例如，當我們打手機給朋

友時，手機的中介雖然擴大了聲音的經驗，但同時也化約了我們對他人全面感知的可能性

（曹家榮，2009）。因此，在技術的中介下，我們似乎看見、聽見或感受更多的同時，實際

9 其實，我們也可以思考，當同樣的一部劇本或故事的構想，呈現於文字、電視和舞台劇時，便可能變成了
三種不同的新的內容。就以我們日常生活為例，同一部電影在電影院、有線電視頻道播放，以及電腦網路
中播放時，都會產生不同的感官接收結果，引起不同的感官甚至是情緒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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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可能少看見、少聽見，或少感受了這個世界的其他部份。而以此角度檢視新聞攝影工作

我們不禁思考，攝影記者與世界（新聞現場）的關係，是否也可能被他們所使用的工具所

「放大」和「簡化」？當不同的「中介」或「工具」可能會引起我們對某事物不同的感知時

（例如：粉筆、鉛筆、原子筆、木棍、雞毛撢子，或雷射筆會形成我們「觸摸」教室中黑板

時的不同「感覺」），攝影記者的工具是否也有某些特性，影響了攝影記者對新聞現場或外

在世界的感知？「攝影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以 Ihde的分析來看，應

該是一種人與工具的「具身關係」、「詮釋關係」，「它異關係」，還是「背景關係」呢？

而這些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影響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的關係呢？電視攝影記

者，是否可能「面對面」地（face-to-face）直接感知新聞現場，與新聞現場的人、事、物互

動嗎？10新聞現場是否可能被「放大」或「簡化」？那如果技術果然對攝影記者感知外在空

間時形成了中介作用，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新聞現場」？

因此，作為新聞攝影的活動空間，我們似乎也需要思考這個場所與工具以及攝影者之

間的關係。黃厚銘（2001）在一篇文章中，以Heidegger的技術哲學角度分析究竟什麼是「世

界」。黃厚銘提出，「世界」並非物理上的三度「空間」而已，它實際上是被人類所經驗的

事物。因此，並非先有「世界」再有「人」，而是我們是「先在世」（ in the world），才置

身於「世界」當中。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並非包含在內（contained in）的in，而是

涉入（in-volve）的in；也就是說，我們人類存在於「世界」之中，實際上是一種「涉入」活

動；而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或「世界」對我們的意義，也是因為「涉入」方可能形成。

因此，根據Heidegger的說法，「世界」或「空間」並非我們人類棲身的「容器」，而是由於

我們人類進行實作活動，最後產生具有日常生活意義上的「世界」與「空間」。而且事實上

「空間性」比「空間」對我們人類更具意義；因為後者實際上是源自於前者，是「先有此在

的空間性，才有了空間」（黃厚銘，2001：18）。簡單來說，也就是當我們想要理解一個

「空間」時，實際上我們所要探索的是人類如何透過實作賦予「空間」意義。

10 這裡面對面的關係的概念，取自龔卓軍，2006，頁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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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樣以現象學作為基礎，資訊科學研究者Dourish（2004）在一篇名為「什麼是

我們所要討論的『情境』？」（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Context）的文章中，

則以「情境」（context）去探討人與電腦互動的活動空間與環境。Dourish舉例，人使用電腦

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種活動情境下的「實作」活動（practice）。而當我們要去探討這種活

動的「情境」時，我們並不能把「情境」視作為物理空間的場所或靜態的活動背景而已；

「情境」不只是電腦使用者使用環境中的燈光、環境吵雜度、網路設備等等空間硬體佈置，

「情境」更是實作活動中，環境與人本身不停互動後的某種「結果」。也就是說，並非有了

「情境」，再有人在裡面活動；而是透過實作活動，「情境」才真正形成並被理解。所以，

與其說要討論「情境」，不如說我們只能夠討論「實作」或「活動」發生時的「情境性」

（contextuality）。

其實，不管是Hiedegger、黃厚銘，或Dourish，以上這些把「空間」或「情境」置放在

日常生活實作的脈絡中的探討角度，目的也就是要把人、工具（或技術/科技），以及空間

重新連結，並且把三者視為密不可分的同一過程。而對本研究而言，這樣的角度也是延續以

上「工具現象學」以及「延伸的心智」的討論，去嘗試追問究竟人與工具的互動對於人與外

在世界之間的影響。「主動外在論」所強調的正是「人 – 工具 – 世界」的密合關係；一種

人與環境之間的具身性互動關係（embodied interaction）。因此，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攝影

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時，我們除了無法把攝影記者的工具只局限於攝

影機外，我們也似乎不能再把「新聞現場」單純地視作為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空間」，而必

須從電視攝影實作的活動過程去理解它對攝影記者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新聞現

場」視作為一種實作的情境，或攝影記者「涉入」至新聞現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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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涉入情境中的人類身體

不過，除了現場或情境，我們也同時關心著「人 – 工具 – 世界」中的「人」。Ihde

在《科技中的身體》（Bodies in Technology）中，提出了三種人類身體：一、第一人稱的身

體自身，也就是我們「運動知覺與情緒的在世存有」的「1號身體」；二、具有社會和文化

意涵，人類學意涵的「2號身體」；三、經由各種科技或技術的在世存有的「3號身體」（轉

引自龔卓軍，2006）。其實，當代許多認知科學或有關人與工具的討論，其焦點或許有所不

同，但大部份論述所要討論的就是如Ihde所說的，「3號身體」對我們人類的意義。科技、技

術，和工具不只幫助我們完成各種任務，更進一步地構築了我們對外界世界的感知，以及回

過頭來改變了我們人類自己。「主動外在論」、「延伸的心智」、「工具現象學」以及「具

身認知」等概念所強調的，除了是工具或技術對「人」的「身體」或「心靈」的重要影響作

用外，實際上也同時提出了我們的「身體」或「心靈」是無法與外在環境或世界脫離關係。

西方哲學家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是一種關於人的心靈和外在的世界是二分的

「主客二元論」的概念，而Clark、Heidegger和Ihde等人所要反駁或克服的正是這種人與世界

的二元劃分。當Descartes將所謂的「自我」徹底地從「對象世界」中區分出來，來做為一種

純粹存在的自我，並以此作為理性主體的基礎時，Ihde等人所提出的，則是繼承現象學哲學

家的思考脈絡，認為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無法二分，而其中「生存著的身體」成為了連接外

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的「統一體」，也就是「流變的純粹自我與經驗自我客觀化的匯集地」

（Ferguson, 2006/陶嘉代譯，2009：80-81）。或者，簡單一點來說，當我們討論所謂的

「人」、「自我」或「主體」等概念時，實在已經沒有辦法把這些概念獨立於物質的、經驗

的條件之外，唯心地認為有一種獨立於外在世界的內在自我。「人」之定義或意義，必須透

過更整體的角度，也就是必須透過觀察真實生活脈絡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

其實，有關類似問題，有研究者進一步論述，在工具的中介以及周遭環境對人類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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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人的身體或心智已經難以單獨從「人 – 工具 – 世界」抽離，就算可以也已經是非常

的「薄」（thin），也就是相對於外在資源，內在心靈已經失去了優位（劉希文，2009）11。

而在心靈的重要性顯得薄弱時，人的主動性或能動性也受到了懷疑：到底我們人類的認知還

有多少屬於自己「心靈」的部份？在主客難以辨認甚至無法分離後，人本身還算完整存在嗎

我們到底是以「自我」去認知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還是可能已經被工具、技術等原本被認

為是「外在」物質的因素所擺佈或制約？我們以為憑著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些事情，但這

又真的是屬於我們自己「能動性」的結果嗎？還是所謂的「能動」，實際上是外在人工物、

技術，和物質環境條件下所引發的「被動」行為呢？當我們的生活已經充滿各種工具和技術

時，我們還有「活生生的身體」嗎？還是已經變成了滿身裝置的「機器人」？連「心智」也

被機器所控制了？

所以，對本研究而言，這些關於人類「心靈」的「厚度」之探討所引起我們注意的，

便是各種人造物，工具或技術在幫助攝影記者完成某些任務的同時，是否也對他們與外在世

界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如同Ihde所說的「放大 – 簡化」作用，並因而改變了「攝影記者」

在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攝影記者在使用工具/技術以完成新聞攝影的過程中，個人狀態又是

如何？當「人」被認為是一種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就是物質、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暫時

存有個體」時（林建光，2009）12，那麼各種攝影記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技術，是否也可能改

11 必須提出，劉希文在這篇研究論文中，實際上是要修正Clark的觀點，強調內在心靈裡依然存在重要的角色。
12 林建光（2009）解釋：

「人類智能／智慧（ intelligence）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能夠與外在環境—亦即非生物
（nonbiological）本身的輔助工具—產生複雜、深度的互動。工具並非外於人的輔助物，它們經常是人類認
知、理解、解決問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於克拉克【Clark】而言，科技不僅指涉電腦、太空梭、機
器人等這些高科技產物，舉凡紙、筆、手錶等日常生活各類物件都是科技，這些科技讓人與世界、心靈與
環境產生連結，人與工具因此絕非單純的內與外的關係，事實上工具已經成為人類智能／智慧的內在要素
了。以語言為例，我們通常會認為語言文字先於智能與思考：透過語言文字此類外在系統，我們將頭腦內
部的想法表達出來。但實際情況可能剛好相反：語言文字實際上形塑了我們的思想、認知、概念，所謂的
內在思想其實早已被外在物質中介了。這裡我不是要討論語言先於思想或思想先於語言，或者人使用工具
或是工具形塑人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想說的重點是：內與外、人與科技的界線，以及隨之而來
的完整自我、人類中心的概念，其實是個美麗的幻覺。誠如克拉克所言，生物有機體僅是思想、智能的一
小部分，其他有一大部分來自於腦、肌膚之外的社會、文化、科技物質，他稱這些物質為『臺架』
（scaffolding）。」（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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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他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他們對世界（例如新聞現場）的認知呢？「攝影記者 – 攝影

工具 – 新聞現場」究竟是一種果，還是因呢？

第四節  工具變成了行動者：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工具觀點

在以上的段落，本研究藉著探討各種關於人與工具的文獻，思考人與工具，以及空間

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工具對人來說，其實不只是物質器具而已，更是攸關我們人類智能

配置，以及「涉入」至外在世界的方式。「攝影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

絕非只是在某個空間使用攝影機的活動而已，也同時是使用工具，延展智能，並與外在世界

接觸的涉入活動。當然，對攝影記者來說，工具 – 特別是攝影工具 – 始終扮演核心角色，

但更值得我們注意是，攝影記者賴以完成任務的事物可能已經不只是攝影機而已。而且，當

我們更進一步地想分析工具以及它 （們）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會發現定義或描述某一工具

的「本質」或特色，本身就已經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Heidegger所說：

「嚴格來說，從來沒有一件用具這樣的東西『存在』。屬於用具的存

在一向是一個用具整體。只有在這個用具整體中那件用具才能夠是它所是的

東西。用具本質上是一種『為了作...的東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

等都是為了『為了作...之用』的方式，這各種各樣的方式就組成了用具的整

體性。在這種『為了作』的結構中有著從某種東西指向某種東西的指引。」

（喬瑞金等，2009：85）

Heidegger提出工具實際上沒有本質，某件工具之所以用某種方式被使用（而不是以其

他方法使用），其實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事實上，如同各種有關科技物的「機緣」或「符擔

性」（affordance）13的討論中指出（鍾蔚文等，2007；方念萱；2008；王靜怡，2008），物

13 在台灣，有學者將Affordance翻譯成機緣。（鍾蔚文，2007；方念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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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許有其固有的物質特性，或某種先於使用者需求而存在的特質（例如：空氣支持了呼吸

這件事情；水提供了游泳的可能性；固體物質則供給可削、塑形等特性），但「某物的價值

必定會隨著觀察者的需求不同而有所改變」（Gibson，1986；轉引自王靜怡，2008）。因此，

例如我們思索究竟什麼是攝影機時，其實並不能只從攝影機本身的構造、功能，以及各種物

質特性來找答案，而必須從攝影機究竟「為了作...之用」的方式去思考。或句話說，攝影機

只有被置放在新聞攝影活動中，我們才能真正描述它對攝影記者的意義。以「行動者網絡理

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話來說， 工具的本質或意義並非由工具本身而生，而是視乎

它在某個行動者網絡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其他行動者（actor）之間的關係。

行動者網絡理論原本是一種以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興趣的研究取徑，作為科學社

會學的一部份，它強調所謂的科學或知識，實際上也是自然與社會的互構過程。也就是所謂

的科學知識，其實隱含了社會想像、社會利益，與科學家信譽密切的社群活動等過程。對行

動者網絡研究者來說，科學與修辭學之間其實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郭明哲，2008）。科學，

甚至是我們所認為的「世界」其實並不是具備理所當然的意義，而是行動或行為後的狀態：

「我們根本無法預設、也不可能知道在實際行動之前是否有這樣一個

一般性、先驗性的存在架構，告訴（規定）我們世界有什麼、是什麼；事物

是什麼、是由什麼構成的事實，總是必須經過實現具體相關知識與事物的過

程而被穩定下來，而世界是在此實現過程中被具體化的。」（林文源

2007）14

行動者網絡理論提出，知識、社會群體，以及物質世界等實際上是各種異質

（Heterogeneous）因素所組合、互動、連結，或鬥爭的暫時狀態。行動者網絡理論也被稱為

是一種「行動本體論」，物質是被促動（ enacted）、展演（perform）的結果，是由轉變工作

14 見 140.114.40.238/files/T200702.pdf，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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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種狀態（state of affairs），成為一種事實（a matter of fact），一直到最後在穩定的網

絡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林文源，2007）。而和其他理論取向最大不同，也對本研究最大

啓發的是，行動者網絡理論更把各種人造物或技術物，放置在一個與「人」同樣的位置，在

網絡中發揮可能比人更大的影響力量。對行動者網絡來說，各種的「物」或「工具」已經不

是被「人」所使用的對象，其本質也非簡單地由「人」所決定；「人」和「物」或「工具」

都是網絡中的「行動者」（actants），各自擁有可資駕馭與利用的利益（interest）或角色需

要，並與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連結、互動、構造成一個動態的網絡結構。而一項成功的

科技（也或者是某種被大部份人理所當然地視作為「事實」或「知識」的概念），正是某種

穩定網絡的結果。也就是，網絡的各個組成部份同時作用，達成一致的效果時，此時網絡就

好比運作良好的機器一樣，而當這些網絡的組成部份在似乎彼此同意的情況下行動時，此時

網絡就形同事實，成為某種「理所當然」。對行動者網絡研究者來說，科技的課題，就是在

暸解多樣化的行動者之利益，並且轉譯（translating）15（包括空間和形式的）這些利益，使

得行動者一同工作或彼此同意。對行動者網絡理論來說，工程（科學）和社會學是分不開的

（Sismondo，2004/林宗德譯，2007）。

因此，行動者網絡理論強調連結：

「網絡是一系列的行動（a string of actions），所以行動者，包括人與

非人的，都是成熟的轉譯者，他們的行動，也就是不斷地產生運轉的效果，

15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轉譯」是一個重要但卻複雜的概念，有學者也把他翻譯成「轉換」，含有「移
轉」、「轉化」、「改變」等意義。而且也同時包含了語言、文字的翻譯，以及利益、目標的轉化。對一
個成功的行動者（例如：科學家）而言，其之所成功就是因為有辦法把自己的利益「轉譯」成別的行動者
也同樣認同的利益。例如對抽象的科學或技術理論而言，它必須將實體世界中物質性的力量，從某種形式
轉換成另一種型式，才能產生作用。就是一種技術必須要通過一系列的操弄，讓它適應其地方性環境才行

（或者讓地方性的環境去適應它）。行動者網絡的重要人物 Latour就曾經分析科學家巴士德如何把他在實
驗室有關細菌的研究，轉化為社會也感到有興趣並且覺得重要的事情，從而帶來了法國醫學和公共衛生的

革命。Latour認為，巴士德之所以能夠成功，其關鍵便是把實驗中的細菌變成他的結盟者，並且透過一系
列的做法，例如謹慎策劃的公開示範，讓社會大眾受邀目睹已經操演過的結果。公開示範讓他們相信巴士

德的研究是值得的，因此也成功地構築出一個行動的網絡。另外，轉譯這個用語其實是 Latour引用法國思
想家Michel Serres討論希臘神話中信使Hermes的觀點，也就是為了在各種異質的知識中傳遞信息，神的信
使Hermes發現，除了只會譯碼是不夠的，他還常常必須隱藏、偽裝、甚至要背判，如此才能完成傳遞信息
的任務。（Sismondo，2004/林宗德譯，2008； 郭明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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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點都可能成為一個歧義。這種網絡不是純技術意義上的網絡，而是一種

描述連接的方法，它強調工作、互動、流動、變化的過程，是worknet，而

不是network。」（吳瑩等，2008）16

正如「事實」或「世界」本身是一種建構過程，是一種網絡運作下的暫時結果，實際

上網絡中的「行動者」（人與非人/攝影記者和工具）也只能置放在網絡之中，以關係和連

結的角度去審視，才能真正理解其意義。在這一點上，行動者網絡使用了符號學的方法，也

就是說，如同符號學所宣稱，某個符號的意義（例如某個英語單字）只有在句子中方能被理

解其意義。符號的形成脈絡化的過程。而我們所謂的「現實」或「社會」也正是類似的，需

要被置放在脈絡中，才能被理解的「文本」（林文源，2007）。

在此，回到本研究的核心，也就是電視攝影記者與工具以及現場之間的關係，那麼當

我們想深入探討這種關係時，事實上必須把攝影記者、工具以及現場置放在一個三者關係外

更大網絡之中，才能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特別對於攝影工具而言，它其實沒有必然的「本

質」，而只有在網絡中，或在它與其他行動者連結之中，所展現出來的一種「為了作 ...用」

的方式，或被「使用」的方法。而且這種「使用方法」和其意義，也必須透過它與其他行動

者之間的關係，才能更進一步地被真正瞭解。當然，在初步的思考中，電視攝影記者與攝影

工具的「為了作...用」的方式，必然存在重要的關係。其實，Latour也曾經提出一個關於人

和物關係的精彩例子，認為人與槍枝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對稱和互補的。他說，當人類製

造槍枝時，必定已經想像一個有能力的使用者，而使用者的能力也讓人可以想像一個與他匹

配的武器。所以，不會存在著沒有使用者的武器，相反地也不存在著一個沒有武器的使用者

任何一項技術物，事實上都暗示了另一造的存在（魯貴顯，2010）。因此，當我們探討攝影

工具時，事實上也是探討攝影工具到底如何被「用」，而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實際上也

是再思考攝影記者在網絡之中到底如何進行他們的攝影活動。

16 見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2/1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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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探討電視新聞攝影工作中的「人 – 工具 – 現

場」的關係時，難以避免地也必須把這種關係視為一個網絡的形成，並且需要思考當中的

「行動者」，以及他們/它們之間的連結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行動者網絡理論除了強調

「連結」（不同行動者的合作），也提出「連結」中存有「權力」互動的問題，因為不同行

動者（不管是人或非人）可能各自有不同的利益或角色需要，而網絡形成的過程，除了是

「協力」過程，也是「結盟」的過程。而當「結盟」過程中，不同行動者之間出現「利益」

上的衝突時，連結便可能從協力變成了權力的問題。在真實世界中，「網絡」不一定都能成

功地建構，「結盟」也並非總會成功。而對我們來說，攝影記者雖然是「名義」上電視新聞

攝影網絡的關鍵行動者，但他/她可能並不一定是網絡中能力/權力最大者，甚至也可能不是

網絡的真正發動者。

因此，當我們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去思考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之間

的關係時，事實上可以把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視作網絡中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關

係，而電視新聞攝影這種活動 – 至少以攝影記者的觀點來看 – 也就是攝影記者與各種不同

行動者連結並形成某個行動者網絡過程。而且，如同John Law（1992）提出，所謂的「人」

在某種角度而言，其實是一種「異質的、互動的、物質的網絡所產生的結果」（“ ...what 

counts a person is an effect generated by a  network of heterogeneous, interacting, materials.”），因此

在研究電視新聞攝影這個行動者網絡時，我們實際上也在探討攝影記者在網絡中的狀態或位

置17。透過行動者網絡理論來觀察，電視攝影記者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可能是更龐

大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下，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之間的「連結」關係。

17 當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看，人與網絡之間的關係並非恆定，或具備本質的，但卻常常會從某種狀態
（state of affairs）變成某種事實（a matter of fact），一直到最後在被穩定的網絡中，成為裡所當然的存在
（a matter of course）（郭明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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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其實，以工具或技術作為切入點探討傳播工作並非學術研究上的新鮮事。民視資深攝

影記者陳煜彬（2007）便以活動理論以及配置性智能的角度，在碩士論文中以攝影記者尋找

資料畫面以填補新聞影音敘事「破口」為例，分析了電視攝影記者如何因應工具情境中的個

人、社群、工具以及常規等不同資源與限制，以解決電視新聞內容斷層（discontinuity）的問

題。另外，東森攝影記者廖啟光（2009）則探討了數位非線性電腦剪輯新技術如何強化了電

視攝影記者「勞動異化」的情形。台大新聞所研究生楊智捷（2007）也從「底片相機」變成

「數位相機」的角度，探討平面攝影記者工作中「去技術化」，工作角色「工具化」，以及

文字記者工作「多技能化」的現象。但本研究與以往這些研究稍有不同，本研究雖然是以

「工具」或「技術」為角度（當然也不敢忽略新科技的影響），但所要嘗試探究的其實是一

種更原初的「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而非科技對攝影記者造成的影響。對本研究

來說，攝影記者與攝影工具之間，應該存在著比使用者與被使用物之間更複雜的連結關係。

無論如何，總結本章節所引用的各種理論，本研究初步認為：

1. 電視新聞攝影記者的工作是一種解題的活動  。活動的主要目標是透過使用物質的攝影

器材，在新聞現場中生產具有心智語言特性的新聞影像。而活動過程中，攝影記者除

了與工具以及現場產生關係外，也會與其他活動的參與者合作或協力。攝影機可以說

是攝影記者最重要的解題資源，而解題過程中，攝影記者也需要面對諸如採訪時間以

及組織要求，以及各種活動環境的限制和條件。

2. 「攝影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場」中的「攝影工具」除了攝影器材外，也包括  

所有攝影記者賴以解題的資源，「攝影工具」實際上更是一種整體的「攝影技術」。

以配置性智能的角度來看，電視攝影記者除了使用攝影機外，也必須運用其他工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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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資源才能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務。而正如攝影機作為一種工具附載了部份完成新聞

攝影解題任務的智能一樣，其他攝影記者工作中的環境資源也可能扮演同樣角色。攝

影記者的「工具」是一種配置各種資源的整體技術。

3. 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是一種涉入空間的情境性活動。攝影記者  

與現場之間的關係，與他們透過工具涉入現場的活動方式有關。理論提出，工具會對

人與外在世界接觸造成「放大 – 簡化」的影響，而在攝影記者的工作中，我們也初

步發現，把「現場」轉化為「影像」的過程，其實就可能是一種「放大」或「簡化」。

新聞現場除了是攝影活動的背景外，更是「涉入」活動中所產生的意義或「情境」。

「人 – 工具 – 現場」除了是三者之間的互動外，也是一種活動「情境」的形成，也

就是攝影記者透過整體攝影技術去經驗外在世界或真實的過程。

4. 電視新聞攝影除了是智能配置以及涉入現場的活動，也是某個「行動者網絡」的構成  

活動。工具的本質或特色，以及工具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必須透過整體網絡的角度去

觀察。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電視新聞攝影是不同行動者的連結活動。也就

是說，新聞現場，或這個現場中的「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可能是

一種某個時間點中，不同人類與人造物之間互動或組合的樣貌或狀態。而不同的行動

者，包括人造物在內，其實都可能具有各自的「利益」或「角色需要」，也就是說，

連結之中也存在權力之互動。

5. 「新聞攝影」並無絕對的本質，而是一種「人 – 工具 – 現場」的連結或互動結果  。

完整、精準，並誠實地再現真實，可能是「新聞攝影」的理想，但在理論的探討過程

中，我們卻開始對這個理想目標產生懷疑。電視新聞攝影與其說是使用攝影機再現現

實的活動，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攝影記者連結各種資源以完成目標的解題活動。因此，

當我們反思「新聞攝影」時，必須回歸到實作中「攝影記者 – 攝影工具 – 新聞現

場」之間的仔細分析，才能看見在真實工作中的電視新聞攝影與理想中的新聞攝影之

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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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透過探討各種理論，本研究將以「連結」、「互動」或「關係」的角度去探討

電視新聞攝影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對本研究來說，人已經不再是「使用」

工具，更是與工具「連結」，而新聞現場也不只是拍攝活動的空間背景，而是攝影記者與攝

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之間的「連結」活動。以下為本研究進一步分析資料時將採用的架構：

總結本章節所引用各種文獻與理論後，本研究可以說是企圖以一種「主動外在論」

（active externalism）的角度去探討電視新聞攝影記者的攝影工作。不管是配置性智能、延伸

的心智、工具現象學，或行動者網絡理論，這些論述都在提醒我們，攝影記者、攝影工具，

甚至是新聞現場，都並非獨立存在並具備某種本質的事物，而是必須置放在整體的、連結的

關係的，以及互動的實作活動中才能被理解。同樣地，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

場」之間的關係，也並非只是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已，而是更龐大的網絡關係下的連結狀態或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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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個案錄影記錄

本研究試圖從「人 – 工具  – 現場」的角度切入探究實務中的電視攝影工作，但除

了關注攝影記者「連結」工具的過程，更希望分析出在整個連結活動中，攝影記者與新聞現

場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本研究來說，攝影記者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或「互動」，

可以說是觀察和分析的重點。但在規劃收集資料時，研究者卻發現要找出可以被分析的資料

其實並不容易。例如，研究者作為實務工作者反思個人工作經驗，首先會發現電視新聞攝影

活動經常沒有固定的樣貌或狀態；新聞攝影工作隨著採訪路線或新聞類型等等之不同，會出

現不同的活動樣貌，而且其活動也經常是動態的，難以被視為一種靜態對象置放在實驗室或

書桌前加以觀察和分析。例如，有突發狀況的社會新聞現場，和相對平靜的生活新聞現場，

對同一個攝影記者來說，可能就非常不同的工作形態。所以，要從不同的新聞類型中找出共

同的特質，可以說是本研究的首要困難。

另外，研究者作為實務中的攝影工作者，「我」似乎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完全參與

者」（Complete participant）。R. Gold提出，雖然「完全參與者」可以對其觀察者有比較完整

深刻的暸解，但卻因為他/她的觀察者並不知道他/她的真實身份（除了是工作者，也是研究

者），所以會產生研究倫理的問題。而且，完全參與也或多或少會影響了研究的過程中的

「科學性」或「客觀性」（嚴祥鸞，2008）。因此，為了克服以上這些問題，本研究首先針

對不同類型（政治、社會、生活）的電視新聞攝影活動進行錄影紀錄，嘗試以「局外人」的

角色以家用攝影機，選擇特定個案，紀錄電視攝影記者進行新聞採訪的過程，以希望取得可

以被重新觀察以及思考的影像資料；一方面尋找不同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共象」，另外一

方面則希望找到更多攝影記者「連結」工具以及新聞現場的細節。而為了避免研究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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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了觀察對象的行為（就如同攝影記者和攝影機的存在可能影響了現場受訪者的行為），

本研究選擇以與研究者「交情」不錯的同事為對象，以減低研究者的存在影響了觀察對象的

行為。另外，錄影紀錄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盡量以「牆壁上的蒼蠅」的「真實電影」18拍攝

方式，用旁觀者的角度進行紀錄。對研究者來說，個案紀錄的最大目的是要取得可被分析和

觀察的影像資料，因此拍攝景別多用廣角鏡頭以大景和中景，每個畫面的長度也主要以攝影

記者正在從事的活動來決定，不刻意分鏡和構圖，而以蒐集素材的態度來進行紀錄（因此，

也不在意素材是否適合剪接）。實際上，研究者進行個案錄影時所採取的「拍攝」方式與研

究者平日工作時所使用的「新聞分鏡」完全不同，以某種角度來看，研究的個案紀錄方式也

是一種對自己平日工作方式的反思，有助思考攝影者與工具以及現場之間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的最主要研究對象為搭檔採訪類型中的攝影記者。其實，實務中電視攝

影記者的工作內容往往因為單位屬性而不盡相同，例如，在香港，攝影記者（或攝影師）主

要負責現場的拍攝工作，但台灣的攝影記者除了拍攝，更需要擔任剪接任務，而且有時候也

需要單機作業，一人當至少兩人用。而台灣電視台各地的駐地記者，大部份也是攝影記者出

身，一般編制也只有一人，可以說是每天單機作業。台灣各有線電視台 SNG部門的攝影記

者，除了負責現場拍攝與轉播，一般來說沒有固定文字記者搭檔，也不需要負責後製剪接。

事實上，以上不同攝影記者的工作方式，都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涉入新聞現場的方式，以及不

同的攝影活動，以及有所差異的「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不過，對本研究來說，

由於文字與攝影兩人一組的採訪組合在目前為止依然是台灣絕大部份攝影記者的工作方式，

因此也成為本研究最主要探討的對象。而且，以某個角度來看，文字攝影搭檔的採訪方式其

實也強調了攝影記者的新聞攝影活動中除了必須與攝影工具連結外，更需要具備「社會智

能」，或需要和許其他人進行互動。研究者作為實務工作者也似乎感到，和不同的文字記者

18 真實電影（direct cinema）是紀錄片歷史中一種非常重要的影片類型，強調觀察式方法（observational 
approach），以及拍攝者盡量不干預的立場，主張在真實事件發生時補抓最「天然」的成份，亦提出不使用
腳架、不打燈、不問問題、不安排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拍攝方式。（Rabiger, 1992/王亞維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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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檔，對自己的工作也有所影響。因此，研究者甚至認為，文字記者的角色除了是工作中的

協力者外，更可能影響了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之間，以及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所以，兩人

一組的採訪方式可能是分析電視新聞攝影工作本質的重要起點。

第二節   深度訪談

經過四個電視攝影記者的個案錄影紀錄後，本研究初步發現電視新聞攝影除了是攝影

工具的使用活動和攝影記者的智能配置活動外，更是攝影記者取得資訊以把新聞現場轉化為

影像資訊的活動。簡單來說，攝影記者的進入某個場所拍攝，總是有某個目的，其中最顯而

可見的就是要完成一則電視新聞報導。而在錄影紀錄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攝影記者為了要知

道「拍什麼」，往往需要各種不同的資訊。或者說，資訊是把攝影記者、攝影機、新聞現場，

以及其他資源連結在一起的重要元素。所以，取得資訊與轉化資訊可以說是不同類型的新聞

攝影活動中，一種共同具備的「共象」。而為了更進一步地理解這種資訊活動過程所可能隱

含的意義，本研究邀請攝影記者進行深度訪談。而為了盡量接近「客觀性」的目標，本研究

總共訪談了十三位攝影記者，其中十二人工作年資十年以上，八人曾在一間以上的電視台工

作，分別主跑黨政、社會、生活、大陸，以及專題新聞：

受訪者 曾主跑路線 年資 曾服務媒體
數目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Ａ 政治 5年 2 辦公室

（2小時）

Ｇ 專題節目 25年以上 2 Ｇ家

（1.5小時）

Ｈ 大陸、專題、
黨政

12年 2 剪接室

（2小時）

Ｊ 大陸、生活 10年 2 剪接室

（1小時）

Ｋ 大陸、生活、
專題

14年 1 辦公室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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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黨政、社會、
生活、專題

16年 3 辦公室

（2小時）

Ｍ 大陸、黨政 13年 3 辦公室

（1.5小時）

Ｎ 黨政、生活 11年 3 辦公室

（1.5小時）

Ｐ 社會、政治 13年 5 辦公室

（1小時）

Ｒ ＳＮＧ、政治 13年 1 辦公室

（45分鐘）

Ｓ 黨政、生活 15年 3 剪接室

（1.5小時）

Ｗ 大陸、黨政、社
會

12年 1 採訪車、剪接室

（1小時）

Ｙ 黨政 14年 1 辦公室

（45分鐘）

所有受訪者都是與研究者有相當「交情」的同事，其中三位為個案紀錄中的對象。而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是設計問題詢問受訪者對電視新聞攝影工作的看法，以及關於工

作方式的詮釋。當然，訪談問題特別著重於攝影記者如何進行他們的新聞攝影工作，以及如

何看待他們的「工具」以及和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有時候當受訪者反問時，研究者也會一

定程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另外，研擬訪談問題時，最困難之處在於設計問題去尋找許多關於社會學，甚至是哲

學上的答案。「具身性」、「去身體」、「延伸的心智」、工具中介的「放大  – 簡化」作

用等概念性的學術字彙，究竟要如何變成「問題」，來和受訪者進行訪談與溝通，一直都是

令研究者感到困難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本研究選擇透過研究者個人實務經驗的反思，以及

個案紀錄資料的整理，釐定了以下幾個大方向的訪談問題：

1. 不同攝影器材對工作之影響，不同攝影器材之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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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搭檔的採訪方式和沒有搭檔的單機採訪方式，對攝影記者來說有何不同？哪個比較

困難？

3. 新聞分鏡的原因和目的？

4. 什麼是電視攝影記者的專業？

5. 電視新聞攝影工作中，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6. 除了使用攝影器材外，什麼是攝影記者還必須具備的技能？

7. 攝影記者在電視新聞產製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8. 電視新聞攝影算是「新聞攝影」嗎？

其實，以上的訪談問題，主要是以攝影器材或攝影工具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且，為了

取得更多關於日常工作的訪談資料，攝影記者也會以相對「例外」的工具使用情形，例如偷

拍工具和家用攝影工具，來訪問受訪者意見。至於攝影機以外的其他「工具」，本研究則希

望透過「單機」採訪來詢問；因為在「單機」採訪中，攝影記者「缺少」了文字記者的幫忙

似乎形成了一種如文獻中所說工具「失效」的狀況。而且，正如 Ihde所說，工具本身的透

明性往往被人所忽略，人會注意到工具的存在經常都是在工具功能出現問題的時候，因此，

本研究企圖表面上與受訪者討論「單機」，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更多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

互動的分析資料。無論如何，工具是訪談的起點，而電視新聞攝影的活動特色，以及攝影記

者如何連結（不管是智能配置，或是行動者網絡中所強調的「動員」或「結盟」）不同的人

與物來進行「新聞攝影」之方式和過程，則是本研究最關心的事情。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新

聞現場到底如何與攝影記者發生關係，或對攝影記者形成意義，也是訪談和資料分析時的另

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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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個案：電視新聞攝影活動

第一節  案例介紹

在案例一中，攝影記者Ｙ與文字記者在某天晚班時，前往蘆洲中正路夜市採訪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為了競選五都選舉新北市長的掃街拜票活動。在這個案例中，我發看到一個忙碌

不斷移動，滿頭大汗的攝影記者，穿梭於雍擠的夜市人群中跟拍政治人物的競選活動。在四

十多分鐘的拍攝過程中，攝影記者彷彿被拍攝主題（蔡英文）牽引著，一舉一動都似乎是為

了配合拍攝主題的行徑路線與動作。而且在這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到了原本已經正在休息的

其他同業攝影記者19，如何由於攝影記者Ｙ加入新聞現場，又從半休息的狀態中回到忙碌拍

攝的狀況。

案例二則是相對「從容」現場拍攝過程。生活組攝影記者Ｊ與文字記者到台北縣的某

家百貨公司，採訪百貨業者以影音方式宣傳週年慶以及行銷女性保養品的新聞。在這個案例

中，由於受訪對象非常配合，攝影記者可以說是在一個相對「靜態」的新聞現場進行拍攝。

另外，文字記者在採訪過程中，透過不斷提供攝影記者採訪資訊，以及與現場受訪者協調，

展現了某種文字記者在攝影記者拍攝活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呈現出一種可被文字記者

和攝影記者所「主導」或「控制」的新聞現場特色。至於本案例中還包括了攝影記者在辦公

室拍攝網路影片的活動，對本研究來說，「新聞現場」如果泛指任何攝影記者使用攝影工具

進行拍攝的場景，那「辦公室」其實也可能是其中的一個。「新聞攝影」（至少對電視新聞

攝影來說）不一定是拍攝某件正在發生的事，也可能是某件已經發生，而被紀錄在網路影片

中的事件。

19 當天晚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到達現場時已經太晚，錯過了蔡英文拜票的前半部份。當研究者跟隨攝影
記者追尋蔡英文的位置時，可看見其他兩個電視台的攝影記者，早已拍攝畫面，把攝影機放在腰間，沒有
拍攝，只是跟隨著輔選隊伍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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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是一則社會組攝影記者與文字搭檔共同採訪的新聞。新聞來自一封觀眾寄到電

視台的照片，質疑為何照片中騎著摩托車的警員槍套中竟然沒有槍。觀眾質疑警方有疏忽。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兩人如何互相溝通，規劃拍攝場景和拍攝

重點，也看見了攝影記者除了「拍攝」外，也共同參與了與受訪者協調的過程，一步一步地

確立拍攝內容。而且，在拍攝過程中，新聞部主管一度打電話表示取消該則新聞在當天晚上

播出，但攝影記者卻沒有因此停止拍攝，似乎顯示出某種攝影記者在實務中與組織主管之間

的互動關係。除此之外，本案例的攝影記者並非使用大型電視攝影機，而是小型攝影機，也

提供我們思考攝影工具本身的特性與新聞現場攝影之間，以及與攝影記者「移動性」之間的

關係。

案例四是一次晚上值班的採訪。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到某個在台北舉行的電影活動，

採訪早前在日本東京舉辦的影展中，由於大陸代表團干預而無法走上東京影展「星光大道」

的台灣演員徐若瑄。而當時也有參加影展，並就台灣演員被不公平待遇，對主辦單位提出抗

議的新聞局電影處場陳志寬，也參加了這天晚上的活動。當天晚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到

達新聞現場時，活動已經開始，攝影記者在雍擠的人群和記者群中，找到一個勉強可以拍攝

台上活動的位置。活動結束後，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企圖靠近訪問徐若瑄，但徐若瑄並未停

下回答就離開，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最後只好回到辦公室，結合先前在東京影展的資料畫面

和當天晚上拍攝畫面，製作新聞報導。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如何按照新聞

事件的脈絡，瞭解當天採訪的新聞重點，以及在時間緊張的採訪現場中，攝影記者如何把鏡

頭指向主角人物，以完成攝影工作。

除了以上四個跟拍的案例外，本研究也選取了一個實務工作中的例子作為探討對象。

該案例發生在 2010年年底，江陳會簽約儀式。在這個案例中，透過平面記者按下快門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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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以展現出不管是電視攝影記者還是平面攝影記者，他們的攝影活動都不是一鏡到底或

者全都錄的行為，而是對於時間與空間的選擇。在決定攝影的瞬間，似乎也是攝影記者連結

新聞資訊、新聞現場，以及新聞影像的行為。

第二節 電視新聞攝影活動

無論如何，在各個案例中，我們可以初步發現，電視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使用攝影工

具的行為，可以說如同一種解題活動。作為解題的主體，攝影記者透過使用攝影工具，在新

聞現場這個活動場所中，與文字記者搭檔合作，拍攝足夠數量的新聞畫面，以準備回到辦公

室後的後製剪輯作業。「拍畫面」可以說是整個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核心，但為了完成「拍

畫面」的目標，攝影記者需要先瞭解有關新聞採訪與新聞重點相關的資訊，以及組織要的要

求，才有辦法拍到「對的」或「有用的」畫面。也就是說，以電視攝影記者的角度來看，電

視新聞攝影活動是收集資訊並生產影像的活動過程。「拍畫面」在某程度來說，其實是以影

像連結新聞資訊的行為，但在瞭解新聞事件的意義之同時，攝影記者也需要瞭解當天組織主

管對採訪任務的想像與要求。所以，在新聞攝影活動中，攝影記者必須透過與各種的工具以

及人員互動（例如：文字記者、受訪者、新聞同業），才能得到足夠的資訊來進行拍攝的任

務。在這些活動中，新聞現場則呈現了動態的樣貌；它不只是拍攝活動的物理空間，更是與

攝影活動關係密切的「情境」。無論如何，經過初步觀察，電視新聞攝影活動基本上可以分

成以下幾個重要的過程或階段：

1. 「接受任務」：攝影記者之所會帶著攝影工具走進某個新聞現場，都是因為要完成特

定的採訪任務。在各案例中，攝影記者大多先在辦公室待命，等待文字記者通知出門

時間以及任務內容，然後準備器材，出門採訪。

2. 「討論現場」：在各個案例中，攝影記者離開辦公室後，到達新聞現場之前，一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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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攝影記者都會與文字記者討論到達現場後要拍什麼。例如在辦公室、電梯，或採訪

車中，文字記者會告知攝影記者相關採訪資訊，包括採訪地點、採訪對象，或主管要

求等等，而有些攝影記者也會在這個階段，透過讀報、上網，或主動詢問文字記者等

方式，取得更多和新聞採訪相關的資訊。

3. 「現場準備」：攝影記者到達現場之後，會進行技術上的調整事項，例如開機檢查、

校準色溫、架起腳架、調整音量，以及選擇鏡位等事情。在準備的過程中，攝影記者

也往往會選定某個攝影的位置，以準備下一步的正式拍攝。而同一時間，文字記者則

可能忙於和現場受訪者溝通，或詢問現場人物更多新聞訊息，以準備接下來的拍攝作

業。

4. 「錄影紀錄」：攝影記者拍攝時，大部份情況下並非一鏡到底地「全都錄」，而是使

用分鏡的方式進行拍攝，以不同的景別（例如：大遠景、中景、特寫、大特寫）去紀

錄現場的人、事、物。在這個過程中，攝影記者會首先尋找與新聞主題相關的目標或

被攝物，然後鎖定這個對象，拍攝一定數量的鏡頭。其實在這個錄影紀錄的過程，也

可以說是攝影記者透過攝影機去擷取現場的空間與時間中的事物，以轉化成電子訊號，

紀錄在紀錄載體的拍攝和紀錄作業。

5. 「移動與調整」：新聞攝影是動態的活動。攝影記者需要因應新聞現場的各種狀況而

做出各種即時的反應和調整，例如調整攝影鏡頭的方向或移動個人身體的位置。不管

調整的原因為何，都可以發現攝影記者很少原地不動地，或一鏡到底完成攝影工作。

新聞攝影是動態情境中不斷做出選擇和調整的活動。

6. 「離開現場，後製剪接」：台灣的攝影記者除了負責拍攝外，也負責後製剪輯。在某

個程度來說，新聞現場的攝影作業可以說是為了準備後製剪接材料的前製拍攝活動。

許多攝影記者在訪談中都表示，他們是以剪接的邏輯進行現場的拍攝。攝影和剪接可

以說是相關的處理影像語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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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解題活動中的關鍵任務：想像、聚焦、校準

正如研究文字記者工作的文獻（鍾蔚文等，1997）指出，記者在解決問題，也就是從

採訪到把新聞寫成文字稿的過程中，會有「目標」、「條件、限制」和「計劃」的元素。記

者的工作也不單只是心智活動，還涉及大量與工具以及社會互動的過程。新聞工作也往往是

結構模糊問題，也就是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因為不同時間不同的人對目標或問題的界定也

可能有不同看法，而且充滿了難以確定的外在變數。而在攝影記者的工作中，我們也發現類

似的狀況，但與文字記者不同，攝影記者所要形成新聞報導的符號系統可以說是影像而非文

字，而為了生產影像，攝影記者必須透過攝影機。攝影機可以說是攝影記者解題的核心工具

而攝影機本身的特性，也可能對攝影記者的工作造成重要影響。但無論如何，我們會發現電

視攝影記者的解題活動中，其實從一開始就慢慢形成一種「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而

在整個電視新聞攝影解題活動中，我們可以看，攝影記者都其實在執行三件關鍵事情：「規

劃任務」、「建構影像」和「校準目標」。

一、  規劃任務

（一）瞭解目的、蒐集資訊

攝影記者帶著攝影工具到達某個新聞現場，總是有某個「目的」。簡單來說，他們的

「目的」就是為了完成某則電視新聞報導。去現場就是為了「拍畫面」。國外的新聞攝影書

籍常常提到，攝影記者的工作就執行某個被指派的任務（assignment），而在台灣，我們也

看到電視新聞攝影工作的這種任務性質，正如某位受訪的攝影記者形容，出門攝影就像是

「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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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有點像是在買菜啊，你買菜回來做飯一樣啊。今天如果，家裡

的長官她希望吃到的是什麼菜，那你出去就會朝她想吃的菜來買啊，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啊， 因為要不然，編審會議這件事情，你怎麼知

道你要作什麼方向呢？那編審會議就代表了長官的意圖嘛，切的角度嘛，那

其實每個東西它有各種面向，不同面向，你怎麼切都可以做新聞啊。但問題

是，你總要開一個方向或一個範圍吧，對不對？開出個範圍，我們才能好去

買菜，那今天如果是無範圍的話，那你就拍到什麼程度呢？你瞭解我的意思

嗎？（所以不會有那種隨便你拍的狀況？）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很少，幾乎沒

有，因為都會有一個主題跟方向。」（受訪者Ｎ）

因此，如同買菜者在買菜前會先思考要做什麼菜一樣，攝影記者也必須先瞭解到底採

訪的目的是為了要煮什麼「菜」。因此，在各個案例中，我們都發現在出門採訪時，攝影記

者大多希望多了解當天任務的目的，而這個採訪目的可以說同時包括了與該新聞相關的資訊

以及組織或主管的要求。在實務中可以常常看到，當文字記者通知攝影記者出門採訪時，文

字記者也會或多或少地告知攝影記者採訪目的。例如在案例一中，文字記者通知攝影記者出

門是為了做一則「觀眾投書」的新聞，採訪是為了報導觀眾質疑為何警察會有值勤不佩槍的

情形，文字記者並跟攝影記者強調，這是一則主管會議中決定「六點新聞會播的新聞」。而

在案例二，文字記者在出發時，也告知攝影記者要去百貨公司，拍攝一則關於百貨公司以網

路行銷週年慶的新聞：

文字：影音週年慶啊，就是，沒有啦，怎麼講，就是下雨天，下雨很

多人都懶得走路，懶得出來，所以他們結合網路上，就是說，所以我們回來

拍網路，就網路，直接有櫃姐介紹說，ㄟ，這個產品擦起來感覺怎麼樣，很

保濕啊，什麼之類的彷彿你親自到了櫃台一樣，等於說實體通路也在網路行

銷。（案例二）

在每個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文字記者告知攝影記者採訪目的之情形。在實務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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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們坐在辦公室中，看報、上網或聊天，等著文字記者與自己聯絡

告知出門採訪的時間與地點。如同消防員一樣，攝影記者隨時待命、等待通知、整裝出發、

執行任務。而在以上的案例二中，攝影記者接到採訪任務的通知時，文字記者提供的資訊可

以說算是比較充足的。在其他觀察中，文字記者可能只是告訴攝影記者「去立法院」、「去

派出所」、「有破案」或「去拍金馬獎」等簡單的資訊，但這些簡短的談話內容其實說明了

電視新聞攝影並非前往新聞現場「隨便你拍」的事情，而是總有目的，也就是為了完成某則

電視報導而出門拍攝。攝影，總先有拍攝的對象：

「你突發新聞，為什麼突發，為什麼你要去跑，為什麼這個新聞事件

你要去拍？就是去拍什麼啊！比如說，叫你去拍，因為這邊失火了，那就是

因為失火才要去拍，就是火嘛。不會叫你去拍路邊那個賣菜的或什麼的。」

（受訪者Ｄ）

因此，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討論現場時，除了理解採訪地點外，更要瞭解拍攝的理由。

在一些案例中，我們看到攝影記者主動詢問文字記者新聞資訊的情形。例如在案例一中，攝

影記者晚上值班與文字記者前往五都選舉蔡英文拜票現場時，便和文字記者談起最近的民調：

（採訪車上）

攝影：所以...我們的民調，蔡（英文）又掉囉？

文字：對，一直以來都是朱（立倫）領先，現在他仍然是穩定的，就

是好像是 47％還是多少，但是，現在蔡英文跟上次比，就掉了 5％。

攝影：哇靠！那蘇（貞昌）呢？

文字：這一次只針對台北市。（案例一）

透過觀察，我們發現討論不一定是非常正式的，而可能像聊天一樣。在以上案例一中，

攝影記者被告知出門採訪蔡英文有關最新民調的事情，但文字記者並未進一步告知到底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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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的結果到底如何，因此在採訪車上可以看見攝影記者用聊天的方式進一步詢問最新民調

結果，以瞭解訪問內容。在訪談中便有攝影記者提出，與文字記者「聊天」，實際上也是工

作內容的一部份，一方面除了為了加強與文字記者溝通，瞭解採訪內容，以讓工作更順暢外

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瞭解主管或組織要求，因為實務中新聞部主管決定派人到某新聞現場

採訪時，大多直接把任務內容交付給文字記者，很少與攝影記者直接連繫。儘管主管對影像

方面有特別的想法、建議或指示，也多是透過文字記者再轉達給攝影記者。總之，在電視攝

影記者的工作中，會發現文字記者可以說是與攝影記者關係最密切的夥伴。以配置性智能的

角度來看，文字記者可以說是攝影記者重要的「協力者」或「外在資源」。

不過，除了透過文字記者外，許多攝影記者也會在接到採訪任務的通知後，以其他工

具進一步瞭解新聞相關內容。報紙和網路，可以說是最常用的兩項工具。特別是可上網的智

慧型手機出現後，尋找新聞資訊的方法可以說比以往更方便。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攝影

記者到達辦公室後，都會有看新聞的習慣。有的邊看（聽）電視新聞邊吃早餐，有的則上網

閱報。有主跑政治的攝影記者便說，不管有上班沒上班，都會特別注意政治方面的新聞和訊

息，以便文字記者通知出門時，可立刻聯想到採訪目的。另外，也有受訪者說，每天睡覺前

看電視新聞可以說是他的工作內容之一，因為明天上班要去採訪的新聞往往和之前的有關聯

性，因此他養成了每天看電視新聞的習慣，才不會讓自己上班時「什麼都不知道」（受訪者

Ｋ）。

（二）選擇現場、評估資源與限制

但除了蒐集資訊，瞭解採訪目標，攝影記者在還沒到達新聞現場之前，也會想像現場

的可能情況，例如能拍到甚麼，或有甚麼採訪限制。在實務中，文字記者可說是攝影記者最

重要的討論對象。其實，透過觀察可以看出，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都非常關心正要前往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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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現場是否能夠讓他們順利完成採訪任務。對攝影記者而言，他/她也同時關心著攝影拍攝

活動是否能在新聞現場順利進行，因為實際上，並非每個現場都可以順利使用攝影工具的。

有許多場所，例如公務機關或私人辦公室，是需要得到同意才能拍攝。而且，攝影記者除了

關心是否能夠帶著攝影工具走進「現場」外，他/她同時也關心這些「現場」是否可以讓他/

她拍到好的或足夠的素材。因此，我們在一些案例中看到，新聞現場甚至是一種選擇。例如

在案例三中，攝影記者接到通知要去採訪一則關於「警察佩槍」的新聞時，他在辦公室中便

開始與文字記者討論，哪個「現場」能讓他們完成任務。由於文字記者擔心當天的新聞主題

對警方來說並非完全「正面」的事情，一般派出所可能不願意配合，甚至拒絕受訪，因此攝

影記者提出，或許可以到台北縣某關係不錯的派出所採訪：

攝影：你要有人講我想北縣比較好，可以把這個人揪出來，台北市...

因為怎樣...他沒有必要配合我們。

文字：...

攝影：看你啊。

文字：...要去新莊？很遠ㄟ...

攝影：現在不是遠不遠，是你的新聞怎麼生出來...。（案例三）

在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些採訪中，新聞現場其實是可以選擇的。新聞現場

實際上可能不一定是新聞事件發生的地方，也可以是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為了某個採訪目的

而去的地方。其實在前面所提到案例二中，文字記者在採訪車上對攝影記者說，之所以「選

擇」某百貨公司實際上是因為該百貨「生意不好」，符合「網路行銷」的特性。而在以上的

案例三中，我們則看到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分別考量「距離」和「配合度」而提出關於現場

選擇的想法。其實在個案三中，文字記者已經透過各種方式得知了民眾投書照片中的警員是

屬於台北市的某派出所，但她又擔心與該派出所人員關係不夠熟，害怕對方不願意配合受訪

但當攝影記者提出另外一個應該願意配合的派出所作為採訪地點時，文字記者又擔心距離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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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可能耽誤了製作時間，因此陷入兩難的抉擇中。實際上，不管這一組記者最後選擇到哪

一個地方採訪，這個案例都反映了在某些新聞採訪中，「新聞現場」有時候是可以選擇的，

而且在選擇的過程中，文字與攝影記者都會進行各種考量，預測可能的資源和限制。而對攝

影記者來說，在這個「選擇現場」的階段中，他 / 她所最關心的可以說「現場」是否能夠讓

他/她順利使用攝影工具，拍到畫面。為了完成採集素材的解題任務，攝影記者必須能夠讓

工具發揮作用。拍畫面往往是攝影記者最關心的事情。

（三）想像現場、規劃手段

在實作中，我們發現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在到達新聞現場前，也會想像和討論到達現

場後所可能遇到的狀況，而這種想像和討論，其實也可以說是為了解題而進行的「規劃」。

例如在案例三警察佩槍的新聞採訪中，文字記者由於找到了民眾投書中警察未佩槍的照片之

警察是屬於台北某派出所，因此捨棄了攝影記者建議「配合度」高的台北縣某派出所，而決

定到照片中員警的派出所採訪。當文字記者做出決定後，她也開始想像現場可能狀況，並告

知攝影記者她的想像：

文字：因為我覺得去ＸＸ分局，督察組，我先講我要做的，我原本想

先去大同分局督察組，然後問他們這種狀況，啊，他們一定會極力解釋說，

啊，什麼狀況是可以不用佩槍的，然後他們處理狀況，然後順便找兩個警察

給我們拍一下。（案例三）

透過觀察，不管是哪一種新聞採訪類型，在還沒到達新聞現場之前，文字記者與攝影

記者就往往會先想像新聞現場的可能情形。在以上案例中，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討論的這一

刻，實際上還在新聞部的辦公室裡，文字記者的說法實際上是對新聞現場可能碰到狀況的

「想像」。當然，以某個角度來看，文字記者可能透過以往與警政單位的採訪經驗去做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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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就是說，想像並非毫無根據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發現採訪搭檔還沒到達現場之

前，常會想像現場的可能情形，例如能採訪到誰，或問得到什麼。其實，對攝影記者而言，

想像現場也是經常會做的事情，例如攝影記者Ｈ說，想像可以讓工作更為有效率。Ｈ舉例，

某天接到通知，要採訪一則「股票上漲」的財經新聞時，他就開始思考可能拍到什麼：

「...文字可能會說，今天可能是（股票）閉關日了，股票可能會漲、

會紅，可能就是一些股民高興的表情，當然我到了現場就可會多拍一點這種

感覺...。」（受訪者Ｈ）

受訪者Ｄ也提到一個例子，表示自己出門採訪時，往往會先想像拍攝重點：

「...文字說要出去，...你就開始設想，現場會有什麼狀況，例如，你

要去拍一個健身中心好了，你會想說，健身中心特別在哪邊？想像說，一排

人在運動，我在哪裡可以拍到說？器材，人群很多，例如健身房的 view很

好，我就想說，用哪個角度可以拍到 view很好...。」（受訪者Ｄ）

在以上兩段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出如同文字記者一樣，攝影記者在到達新聞現場前，

也在進行想像和規劃活動。受訪者Ｈ接到通知要採訪股票閉關日股票上漲的新聞時，他便想

像可能拍到「股民高興的表情」，先不論到達現場後是否真的有這樣的股民表情，但至少在

到達新聞現場之前，受訪者Ｈ就已經開始想像和規劃了攝影工具所要紀錄的內容。同樣地，

從受訪者Ｄ的談話內容中，可看見他在到達現場之前，也在想像新聞現場（健身中心）究竟

有何「特別」，以及規劃拍攝重點。其實在訪談中，受訪者Ｈ也強調，想像是一回事，到達

現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也表示，想像還是有好處的：

「...現場如果真的有（想像的事物）的話，你是不是就會注意那些東

西，那萬一有的話，因為你已經預想到了，是不是反應就會比較快一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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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鏡頭會先在那邊等一下...。」（受訪者Ｈ）

受訪者Ｓ也表示：

「我會用今天拍的主題為中心，然後再去想，它是什麼主題？然後，

人事時地物啊。它是偏重哪裡啊？...因為你已經假設某些情況，已經先想好，

如果到時候可以做，你可以馬上就去執行。那如果你到現場後，可能你忙著

拍，沒有突然想到那個，或者你碰到才想到說這樣拍，會慢了一點，反正你

多想總比沒想好...。」（受訪者Ｓ）

在實務中，我們發現攝影記者的日常採訪中，工作時間往往受到限制，到達現場後，

很少可以慢慢地先仔細觀察再拍攝，因此，在實務觀察中可以常常看到，攝影記者邊拍、邊

問、邊了解情形、邊觀察現場狀況的作業方式。因此，為了增加拍攝效率，許多受訪的攝影

記者都表示會先想像現場可能狀況。甚至有攝影記者（受訪者Ｍ）說，他可能連拍攝的方式

也預先規劃，例如新聞報導可能需要以快節奏的畫面開場，那他在出門前就會先想像現場哪

些畫面可以營造這種快節奏。另外，想像現場也與規劃攝影器材有關，因為當今攝影器材已

經不只是大型廣播級攝影機，還包括了許多小型業務級攝影機，以及各種家用攝影器材等。

有攝影記者（受訪者Ｙ）便說，雖然習慣使用大型廣播級攝影機，但當接到通知要去跑「遊

行」時，則會因為採訪場合需要更強的機動性，而準備小型攝影機作為拍攝器材 (當然，也

不會帶腳架去採訪）。而攝影記者Ｐ也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了在某些新聞場合，必須準備偷

拍器材才能進行拍攝任務。在某次任務中，Ｐ被指派到禁止新聞採訪的醫院的加護病房拍攝

一則關於醫療糾紛的新聞。Ｐ說，在以往，這種醫院和病人糾紛的新聞往往沒有「現場畫

面」，只有訪問和家屬提出的照片等作為剪輯材料，但透過隱藏式攝影機的使用，他現在便

有辦法拍到更具證據力的畫面，增加了新聞報導的強度。

無論如何，對本研究而言，我們可以發現在攝影記者還沒到達新聞現場之前，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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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記者）可能就會先對新聞現場進行想像，規劃採訪流程，或準備攝影器材。因此，還未

到達新聞現場前，「人 – 工具 – 現場」其實就已經透過想像和規劃的方式逐漸形成。很多

時候，現場以及工具（攝影機）都可以是種選擇。「人 – 工具 – 現場」作為電視新聞攝影

解題任務的核心，實際上在某些採訪形態中是可以選擇的組合。如果把新聞現場視作為與行

動有關的「情境」，那透過實例，可看到了人和工具在這個「情境」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不過，在訪談和實務觀察中我們也發現，攝影記者並非憑空想像，而是必須具備

賴以進行想像的資訊。而採訪場所是否為攝影記者所熟悉、文字記者提供資訊是否充足，以

及攝影記者是否有時間和意願去尋找相關的資訊（例如：上網或看報紙）等等因素，都可能

影響著「想像現場」的可靠性和品質。

二、  建構影像

到達現場後，攝影記者開始使用攝影工具，正式進行拍攝作業。在攝影工具使用上的

角度來看，「錄影紀錄」的活動可以說「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的核心；正是因為「錄影

紀錄」，攝影記者、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才算得上真正地連結在一起，並構成實務中的

「新聞攝影」。但以解題的角度來看，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拍攝活動，實際上也是尋找解

題答案的其中一個過程。如果說攝影記者的其中一個重要解題任務是後製剪接，那在現場的

拍攝過程中，攝影記者便可以說不斷地透過使用物質攝影工具，生產能被用在後製剪輯的影

像素材。但拍畫面除了需要熟練地操作物質攝影工具外，也會面對「拍什麼」和「如何拍」

的問題。攝影機雖然提供了攝影記者把現場事物轉化為錄影影像的可能，但現場中甚麼事物

該被轉化為影像，則需要更多不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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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尋找目標、鎖定拍攝時機

不管是由於影帶容量的考量，或實際拍攝作業的目的，電視攝影記者拍攝活動並非

「全都錄」的行為。一方面這表示並非現場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拍攝對象，攝影記者總是會鎖

定某些事物拍攝；另外一方面，攝影記者也並不是時間上「一鏡到底」不間斷地進行攝影，

被拍進錄影帶裡的時間往往只是整個新聞發生過程的一部份。案例四中新聞採訪的地點在台

北圓山大飯店 12樓，當天正要舉行第六次江陳會的簽約儀式。在會場的攝影高臺上，擠滿

了 50多位中外媒體的攝影記者。會場中間，則是站滿了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工作人員。在這

個案例中，當主角人物，也就是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還沒出現在會場

時，攝影記者們（不管是平面攝影或電視攝影記者）都在休息等待，或測試性地拍攝零星畫

面，而只有當主角走進會場時，這個「現場」才開始變成「新聞現場」。「紀錄現場」可以

說首先是尋找和鎖定目標的過程：

司儀宣佈：「請海協會陳雲林會長，海基會江炳坤董事長入場。」

會場中，江炳坤與陳雲林並肩走到中央，一瞬間，原本寧靜的新聞現

場，充滿照相機的快門聲。閃光燈閃個不停。身旁的電視攝影記者用右手大

拇指啓動 REC鍵，開始錄影。

時間過了大約十秒，江陳兩人坐在位置上，快門聲音開始逐漸變少，

身邊的攝影記者按下 REC鍵，停止錄影。攝影記者們再次等待著。

「請陳雲林會長，江炳坤董長，簽署協議。」司儀又宣佈。

又是一瞬之間，閃光燈再次此起彼落，快門聲爭先恐後，身旁的電視

攝影記者又再一次按REC鍵，把鏡頭對準現場，直到簽署的動作完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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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又開始回歸寧靜。...。（觀察日誌，2010.12.21）

在實務中，我們發現新聞現場中並非任何事物都是攝影記者的拍攝對象，攝影記者只

會針對特定的對象和動作進行拍攝。因此，如果把整個新聞現場當作是一個物理空間來看，

可以發現實際上被紀錄在攝影工具中的只是這個空間的一小部份而已；而且，只有當「主

角」出現或流動過的空間，才有可能被紀錄在攝影機的影帶或光碟之中。

在案例一中，攝影記者在拍攝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拜票行程時，他鎖定的拍攝對象或

新聞的「主角」可以說就是蔡英文。在大約 40分鐘的採訪中，攝影記者鏡頭指向的地方，

絕大部份都是與蔡英文行進的地方。其實，當攝影記者下採訪車時，他就忙碌地尋找「被攝

物」的蹤影：

看到拜票隊伍了，Ｙ越走越快，穿越雍擠的夜市人群，...到處都是人，

有時候還有機車。Ｙ終於走到隊伍前面，看到蔡英文，Ｙ繞到前面，左右手

都放在攝影鏡頭上，開始拍攝。蔡英文不斷和夜市攤販以及逛夜市的人群握

手。Ｙ繼續保持在正面的位置，繼續拍攝。（案例一）

在案例中可以看到，攝影記者不會拍攝蔡英文沒有走進去拜票的店家，也不會拍攝其

他夜市中與蔡英文拜票這個事情無關的逛街人群。如同案例四的江丙坤和陳雲林一樣，只有

主角出現的地方，才會吸引攝影記者的注意力。在「錄影紀錄」的活動中，攝影記者的鏡頭

和視線一直鎖定在特定的對象上。

當然，在實務中，攝影記者鎖定的對象常常不只是只有一人或一物，而就算是鎖定一

個主角（例如蔡英文），與這個主角相關的許多事物（例如與蔡英文握手的人）也往往可能

是攝影記者的拍攝對象。但不管如何，攝影記者的拍攝總是關於某個「新聞重點」，會被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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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為被攝物的人與物，都必須與這個「新聞重點」有關。有時候這個重點可能是關於特定

的人和事情（例如，江丙坤、陳雲林、簽約儀式），有時候這個重點則可能是許多事物的總

和。例如，在案例二中，攝影記者到達現場後，在文字記者的安排下，他先後拍攝了百貨公

司公關人員的訪問、網路達人模擬網路行銷的動作、化妝品專櫃小姐與網路達人的互動，以

及特定化妝產品的特寫等等，而這些「事物」都是與新聞重點相關的對象。無論如何，就電

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而言，在「紀錄現場」的活動中，「現

場」不只是攝影活動的空間，更是攝影記者尋找聚焦物的場所。

另外，儘管是同一人物或事物，攝影記者在時間的緯度上，也並非一鏡到底地「全都

錄」，例如在江陳會的案例中，攝影記者們只會選定特定的動作或時刻進行拍攝：

...像海浪般一樣的照相機快門聲節奏不斷地重複著，照相機的操作聲

與現場空音輪流交替在空氣之中。閃光燈們很有默契地一起閃，不斷地閃，

又很有默契地慢慢不閃，一起回歸平靜。每當司儀宣佈一件新的事情，或江

陳兩人一個新的動作出現時（例如、換約、握手、交換禮物、合影...），攝

影師們又一起開始忙碌著；動作結束，再一起停止忙碌，直到下一個新動作

出現時，又再一次忙碌地拍攝，然後也再一次在動作結束後停止拍攝。拍攝

與沒拍攝，錄影與停錄這兩件事情不斷地重複著，一直到儀式結束，江陳兩

人離場，走到看不見的地方，然後攝影記者們像下課的國小學生一樣，一鬨

而散。（觀察日誌，2010.12.21）

攝影活動除了是對象的選擇外，也是攝影時機的選擇。電視新聞攝影記的解題任務在

某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是攝影記者透過選擇拍攝特定時間中的特定對象，以把這些影像素材

指向某個特定的新聞主題。當然，分鏡的行為也暗示著後製剪輯的條件與限制，因為一分多

鐘的電視報導實在無法容許影像的「長篇大論」，而必須透過擷取特定的時間與事物來建構

新聞主題。因此，在新聞現場中，攝影記者只有在某個重要的人物出現，或某個特別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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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攝影記者才會攝影。當主角沒出現，或動作沒有發生時，攝影記者常常在等待。其

實，如同平面攝影記者強調「決定性的瞬間」，電視攝影記者也在選擇他們的決定性的攝影

時機。被「儲存」在錄影帶中的時間，實際上只是整個採訪時間長度中的某些時刻而已。

二、  聚焦主題、建構影像

電視攝影記者使用攝影機拍攝新聞現場的過程，可以說是透過物質攝影工具的操作，

把新聞現場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轉化電子訊號，紀錄在錄影載體的過程。而這種被轉化的電子

訊號，除了是具有物質性的特質外，實際上也是如同 Vygotsky所稱的「心智語言」。被紀錄

的影像素材在我們人類的使用方式中，被賦於某種符號功能（甚至超越這種功能），用來

「再現」某個時間上已經回不去的「現場」。不管光學鏡頭前人與物的行為到底是否自然發

生，這些被紀錄下來的影像都是某種 Barthes所說「此曾在」的素材與證據。對電視新聞攝

影來說，這些素材並非在「紀錄」的瞬間就完成其意義，它們實際上還將會用在電視新聞報

導裡，也就是某影像序列之中，以用來建構特定的新聞主題。現場攝影，可以說是為了完成

電視報導中影像序列的鋪陳所進行的素材生產活動。

而在實務中，當電視攝影記者找到與新聞主題相關的對象時，他/她會不斷透過分鏡

的動作，以不同的景別拍攝被鎖定的對象，以累積一定數量的影像素材，以便在後製剪接中

有足夠的畫面可用。也就是說，為了完成解題任務，攝影是一種新聞影像「質」和「量」的

累積過程。例如在案例一中，攝影記者不斷把鏡頭指向蔡英文：

Ｙ忙碌得很，不停地拍攝，走到蔡英文前面，拍攝。當蔡英文離開鏡

頭範圍後，Ｙ再擠到蔡英文的正面位置（現場很多人，除了民眾，還有拜票

隊伍約二、三十人），繼續拍攝。如此轉換位置的動作，一直重複。（案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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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也不是只有單一方式拍攝蔡英文，而是不斷地站在不同距離，使用不同景別

來拍攝。有時候退到比較遠的地方拍攝全景，有時候則靠拍攝中景，另外一些時候則把鏡頭

推進（zoom in），拍攝蔡英文的表情特寫。大部份拍攝時間約五到十五秒，不過有時候也會

因狀況（例如：民眾突然與蔡英文攀談）持續錄影。但一般來說，攝影記者針對特定對象拍

攝時，並非一鏡到底的攝影，而是以分鏡的方式，以不同的角度、距離，或景別去拍攝。為

了完成一般來說一分三十秒左右的電視新聞報導，攝影記者必須在新聞現場中，累積特定對

象的影像。

在案例三中，透過攝影記者所使用的小型攝影機上的ＬＣＤ螢幕，可以更清楚地觀察

攝影記者的這種累積影像和建構主題的動作。當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到達派出所，與所長就

槍套問題進行訪問後，便開始忙碌地地拍攝不同警員身上的「槍套」：

訪問結束，攝影記者開始到派出所一樓拍攝畫面。攝影記者看到一個

警員正要出門，於是上前拍攝，並麻煩警員的動作慢一點，鏡頭一直對準槍

套的位置，直到他離開派出所為止。...所長打開櫃子，拿了一個槍套，...攝

影請求所長先不要把槍套放回櫃子，讓他拍攝一些畫面。...攝影記者再來換

拍攝另外一個員警的槍套。分兩個角度，三個景別拍攝。先拍攝警員全身，

再來拍攝警員的腰間，最後拍攝槍套特寫。...然後，攝影記者請所長把槍套

穿起來，拍攝搶套畫面。換角度，用移動的方式拍。蹲低，拍（槍套）特寫。

再站高，再拍特寫。這時所長突然又拉著槍套腰帶，解釋說，槍套和整條腰

帶是固定在一起（所以就算不帶槍值勤還是會帶著槍套），攝影見狀，請所

長再拉一下腰帶和槍套，拍攝畫面。（案例三）

在這個拍攝槍套的過程中，攝影記者拍攝鎖定某被攝物時，往往會以不同景別或角度

來拍攝。每個畫面中，都幾乎會有被鎖定的被攝物存在。例如，除了每次至少以兩個到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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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拍攝，不斷累積有關槍套的影像的數量外，也會針對某些動態的動作，例如警員配著槍

走到某巡邏點巡簽，請警員動作「慢」一點，以讓他可以來得及變換位置，站在不同的距離

以不同景別來拍攝畫面。先拍警員走路的全景，再拍遠景走路的動作，最後再拍攝走路時警

員腰間的槍套。就算是拍攝派出所所長的訪問時，攝影記者除了拍攝所長的特寫外，也會拍

攝了所長和文字記者兩個人的中景，以及包含辦公室環境（但仍可清楚看見所長）的鏡頭。

在這個例子中，攝影記者除了不是「全都錄」，而且是以分鏡頭的拍攝方式把某特定對象物

分解成不同景別的鏡頭，重複拍攝，累積一定的鏡頭數量。在新聞現場中，可以不斷看見攝

影記者反覆啓動和停止錄影鍵的動作。

其實，關於電視新聞攝影的分鏡作業，如同文獻中所提出，可以說是電視製作的慣用

手法。例如在黃新生（1994）提到攝影記者拍攝時沿用了一套影像語法，透過鏡頭大小

（shot size）與攝影角度（angle）的變化，紀錄新聞場景中的人、事、物。實際上，這也是

如同電影一樣的拍攝手法，藉由不同焦距鏡頭的表現特性，分別表達和介紹空間場景、出場

人物、身體動作，以及特寫表情等影像資訊。因此，在案例一（蔡英文拜票）中，攝影記者

透過不同的距離、景別和角度，拍攝新聞現場中的人（蔡英文）、事（拜票）與物（夜市場

景），以更完整再現「蔡英文在夜市拜票」的新聞主題。在案例三（警察配槍）中，攝影記

者不斷地運用不同景別，拍攝警察在不停勤務中並未佩槍的值勤狀況，介紹場景（例如，看

得到大馬路上站著一個值勤的員警），表達動作（警員指揮交通），並聚焦新聞重點（腰間

沒有佩槍的槍套）。其實，在訪談中就有許多攝影記者都提出，特別是與平面攝影比較，分

鏡拍攝的方法正是電視新聞攝影獨特的地方：

「...他們（平面攝影記者）其實拍出一張是很有張力的，他們一張好

的構圖就可以，但是我們是用很多連續畫面，才能組成一張他們照片。」

（受訪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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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攝影記者也認為:

「我們是很多定 cut20組合在一起，他們（平面攝影記者）只有一張照

片，不一樣的，而且我覺得定 cut（和平面攝影的照片相比）是不同的定

cut，還有不同角度，去把它組合起還，一串地說故事啊，跟他們一張的，

單張的張力是不一樣的。」（受訪者Ｌ）

因此，如果說平面照片強調一張圖片內表達豐富的新聞主題的話，那電視新聞攝影則

可以說是以許多的圖片，組成影像序列來表達新聞主題。當然，這並非指同一畫面內的構圖

對電視新聞攝影來說並不重要（許多受訪的攝影記者都說，單一畫面內的構圖永遠是攝影記

者的基本功），而是同時發現，電視攝影記者似乎更習慣用分鏡的方法去累積影像，建構主

題。其實，以某個角度來看，這種平面和電視攝影影像紀錄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與兩者最後

之呈現形式有關；因為當平面照片由於報紙或雜誌版面往往只能刊登一張圖片時，電視新聞

報導則可以說是一分多鐘的流動影像，而且由於影像是流動的，因此每幅「圖片」都是轉眼

即逝，無法如同平面照片一樣可以被觀看者持續凝視，所以必須透過不同圖片的結合來描述

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對電視新聞攝影而言，不管各種焦距的鏡頭內包含了多少的資訊量，

這些鏡頭都是指向特定主題。攝影記者的拍攝工作就是不斷累積特定人或物的影像。

三、  校準目標

攝影記者除了尋找和鎖定目標，也必須確認自己是否鎖定了對的目標。在案例三，警

察佩槍的新聞中，當攝影記者拍攝進行了約半個小時的時候，他主動詢問文字記者：

攝影：你要哪些東西？

20 定 cut為電視攝影記者常用術語，表示固定角度不加任何攝影機運動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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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剛剛講說那三樣，就是查戶口...

攝影： 可是查戶口...

文字：不是，我只要他拿本子（做出翻本子的手勢），拿著本子那一

個Cut，

攝影：喔...

文字：到時候CG，我要發一個CG，就是翻出來一二三...

攝影：喔喔喔...

文字：這些畫面，所以不能三個警察都不知道是在幹嗎，就是一個

是...

攝影：我知道我知道

文字：...有戶口的，一個是巡邏箱的，...

攝影：可是你哪個畫面是需要比較多？

文字：哪個畫面會比較多...交通疏導。因為那個人，被檢舉的這個就

是，他是去交通疏導。（案例三）

在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到了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協力關係。在兩人一組的採訪方式

中，文字記者除了負責了文字撰稿的工作，也負責了新聞報導要呈現的內容；或者說，由於

在實務中，採訪任務往往由主管直接指派給文字記者，所以，文字記者一般來說比攝影記者

更瞭解組織主管的想像和要求，也因此，攝影記者問「你要哪些東西」時，除了是跟文字記

者想要報導的內容進行校準外，實際上也可能在透過文字記者去校準組織主管所設定的採訪

目標。因此，文字記者可以說是攝影記者取得解題目標的資訊之重要資源。正如某受訪者表

示，工作中必須跟文字記者溝通：

「我的習慣，當下那個習慣，我會邊拍邊跟文字記者溝通，我會跟她

說，這個地方我拍了什麼，我會依他回答我，我會問他說你到時候寫是會多

還是少，而決定我到底拍多和少，因為如果我拍一堆，他只寫一兩句話，那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受訪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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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拍攝活動，往往有許多條件或限制，常常沒機會「重來一次」，

因此為了確認自己拍攝的符合解題目標的需要，攝影記者常常需要文字記者提供相關資訊，

來做校準目標的工作。當然，除了校準拍攝的「質」（「拍什麼」）外，也包括拍攝的

「量」（「拍多少」），因為拍太多也是困擾：

「因為多拍，你選擇就多，你就猶豫不決，就太多啦，（問：猶豫不

決什麼？）猶豫不決是說，這個也好，那個也好，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這

個好，但跟前面又不搭，又想把畫面換掉...，拖到你新聞時間...。」（受訪

者Ｍ）

透過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在新聞攝影這個解題活動中，除了準確地拍攝對

題的影像素材，也要盤算素材的數量是否太多或太少。而文字記者作為提供資訊的資源，一

方面連結了攝影記者與最後報導的文稿內容，另外一方面也連結了攝影記者與組織對採訪的

要求。不過，在一些案例中，攝影記者也可能透過自己的觀察，結合新聞現場人物提供的資

訊，自我校準解題目標。同樣在案例三中，攝影記者正在拍攝派出所所長的槍套，所長突然

解釋槍套和整條腰帶是固定在一起（因此就算警員沒佩槍值勤，還是會帶著槍套），攝影記

者看到這個「突然」的狀況，趕緊請所長假裝拉一下腰帶和槍套，讓他多拍一些「槍帶和槍

套」連在一起的畫面。攝影記者在訪談時解釋說：

「因為今天重點就是槍套啊，而且，我不知道，記者會不會特別提到

說，槍套好不好拆下來。...所以那時候，可能是搭檔，我會猜，她會不會用

比較多？ 槍套在所謂的那個腰帶上面，是不好拆卸下來的？因為你要去呈

現，可能她講到比較多，就變成你要拍的比較多，就是某一個區塊，你會注

意到，可能只是一個腰帶，可能為什麼我一直拍槍套，然後我有打燈去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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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結構，就是跟腰帶上是固定，就是它是不能拆卸下來的，那今天就是重

點啊，為什麼會有警察帶槍套，可是不帶槍，因為槍套是不可以拆下來的

啊。」（受訪者Ｗ）

在此，攝影記者除了透過文字記者提供資訊校準解題目標外，他們也可能透過觀察各

種現場新狀況重新調整拍攝的內容。當然，在以上的訪談內容中，攝影記者「發現」了一個

新的狀況時，他也會把這個現場新狀況連結到文字記者的文稿上，猜測是否被會文字記者視

作為與解題目標相關的重點。因此，如果說現場新狀況是與「新聞」本身相關的資訊的話，

那攝影記者在思考這種資訊時，也會把它連結到「解題」的目的上，因為儘管再有新聞資訊

的影像素材，如果沒有符合解題的需要，也可能是沒有用的素材。所以，在電視新聞攝影實

務中，當攝影記者選擇某一對象進行拍攝時，除了考量其新聞性的功能，更必須思考其解題

功能。只有當兩者重疊時，才會是有用或對的影像素材。其實，如同某位受訪者說，攝影工

作中最困難的事情並非技術層面上的問題，而是資訊的統整問題：

「新聞事件，你要做的新聞，你的資訊，跟文字記者，以及採訪對象

三方面的資訊，這個比較困難。因為你沒有資訊，你不可能做一條新

聞，...。」（受訪者Ｐ）

其實，如同文字記者的解題活動一樣，攝影記者的解題目標往往也是結構模糊的。也

就是說，雖然攝影記者出門前，會透過各種工具和資源（特別是文字記者）去瞭解解題目標

但這個目標事實上並非總是清楚，而可能在攝影的活動中才逐漸形成，例如，隨著文字記者

的想法，以及現場的新狀況而有所改變。現場的新聞攝影活動事實上除了是透過物質工具生

產影像素材的過程外，也是資訊的連結過程。為了知道「拍什麼」，攝影記者除了需要觀察

各種現場中與新聞本身相關的「新聞資訊」外，也需要瞭解或許更重要的「解題資訊」。新

聞拍攝除了為「新聞」而拍，也為了「解題」而拍。也就是說，為了解題，攝影記者除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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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現場轉化成影像的攝影機工具，更需要各種提供賴以思考「拍什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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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攝影活動中的「攝影工具」

透過以上分析，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首先必須需要攝影機（或各種攝影器材）的協

力，才能把現場事物紀錄成為影像素材，進行後製剪接。但生產素材的過程中，攝影記者除

了需要攝影機的協力外，也需要取得有關新聞與解題目標的資訊。以下章節，本研究將分析

攝影記者工作中所必須連結的資源，來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工具如何構成了一種整體「攝影技

術」，並可能影響了電視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攝影機

一、  即時即地的物質工具

攝影工具作為「物質工具」，其使用是需要一定的練習或技術的。但這些技術除了諸

如「打開電源」、「調整色溫」、「操作焦距」和「調整光圈」等操作技術外，對本研究來

說，我們發現更基本，並且和「新聞」或「紀錄」的本質更相關的工具使用技術，就是攝影

記者為了進行拍攝，必須與攝影機以及新聞現場之間先形成「直線」的關係。也就是說，在

攝影的那一刻，攝影記者必須站在某個「對的時間」，以及「對的位置」上，才可能把攝影

鏡頭指向要拍的對象，並拍攝下來。更簡單地說，由於攝影工具如同人的眼睛一樣，不可能

360度地紀錄下現場各種事物，因此，要拍攝特定的被攝物時，除了攝影記者必須在對的時

機「來得及」按下錄影按鍵外，攝影記者也必須同時讓攝影鏡頭指向的方向「剛剛好」是被

攝物所在的位置。否則，要不然錯失拍攝時機，或根本沒拍到目標物。新聞攝影的先決解題

條件之一，可以說就是必須物理意義上「即時」與「即地」地，克服「距離」和「角度」的

限制，使用攝影工具去凝結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為了達到「凝結」的目的，攝影記者也必須

先把自己、攝影工具以及新聞現場，在時間與空間的上形成直線的連結關係。而在這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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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攝影器材本身的許多設計，其實也幫助攝影記者完成即時即地連結的目標。

（一）延伸視力/聽力，拉近距離

在實務中，不管是大型廣播級攝影機或小型業務級攝影機，電視攝影記者所使用的攝

影器材都被配備了從廣角到望遠端的變焦鏡頭；事實上，除了國外一些非常少數追求極致畫

質與景深散景的新聞攝影師或紀錄片攝影師外，在全世界的電視新聞製作環境中，電視攝影

記者幾乎都是以變焦鏡頭作為唯一鏡頭選擇。變焦鏡頭的特性和使用方式雖然在電影製作的

討論中有著許多不同的評價，但對電視新聞攝影而言，似乎沒有人反對變焦鏡頭是最適合用

做新聞採訪的拍攝工具，因為變焦鏡頭使用充滿彈性，而且配備了望遠端，可以讓攝影記者

克服空間上的距離問題，把遠方的被攝物拍進攝影機中。例如在江陳會的採訪現場中，如果

沒有望遠鏡頭的幫助，不要說拍攝這件事情，就是單靠攝影記者的肉眼視力，就根本難以清

楚看見五十公尺外的會場中央，江丙坤與陳雲林互動的各種細節。而且，變焦鏡頭的使用，

也使得攝影記者能在不同距離中，僅僅透過焦距的變換，便能拍攝出不同景別的畫面。例如

在蔡英文拜票的採訪現場中，攝影記者站在一個距離蔡英文約十公尺的位置，便能單靠變換

焦距，同時拍攝到蔡英文拜票的大景、中景，以及特寫。但如果沒有變焦鏡頭，攝影記者就

可能需要頻繁地移動身體位置，才可能拍攝到這些不同景別的畫面。因此，在實務中變焦鏡

頭的使用，可以說延伸了攝影記者的視覺能力，也拉近了攝影者與被攝物之間的物理距離。

除了變焦鏡頭，攝影記者也配置了無線麥克風作為收音工具。無線麥克風作為技術上

的突破，可以說也延伸了攝影記者聽覺的能力。例如在各個案例中，攝影記者往往無法靠近

被攝物進行拍攝，如果單靠攝影機上的「前 Boom」（也就是原廠配備在攝影機上，以聲音

傳輸線連結的收音麥克風），實在無法收到清晰的現場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攝影記者以無

線麥克風作為收音器材，把它掛在與攝影機相當距離的現場擴音器上，或由文字記者手持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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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風靠近現場音源（例如：受訪者），以進行更清晰的收音。作為錄「影」和錄「音」的工

具。無線麥克風的收音技術可以說延伸了攝影記者的聽力，讓攝影機擁有一隻可移動的「耳

朵」。

而且，攝影機也可能增加了攝影記者身體的移動能力。例如在案例三警察配槍的新聞

中，由於攝影記者配備小型攝影機，畫質雖然比不上廣播級大型攝影機，但卻由於體積輕小

便利攝影記者各種身體的行動，讓攝影記者能夠輕易地轉換位置和角度，拍攝所想要拍的對

象。攝影記者Ｗ說，使用「小機器」大大提高他採訪往往是「瘋狂亂撞」和「狂奔」的社會

新聞的「機動性」：

「拍的方式，我覺得選擇變多了，例如擺低角度的話，會比大機器好

拍啊，...畢竟大機器還會有一些限制啦，光是機動性，跟小機器就差很多。

在狂奔中，奔跑，你的角度，我覺得對我而言，我需要在最快的時間跟速度

去作變換角度，而且我常常有那種邊走邊拍，然後我常常呈現，倒著走的狀

態，我背著大機器，我死角會很多...。」（受訪者Ｗ）

在混亂的採訪場合，或難以控制的現場採訪情境，攝影機與攝影記者的身體移動能力

是有著緊密的關係。雖然在實務中，由於組織採購攝影機的規劃以及攝影記者個人喜好等原

因，並非每一個採訪社會新聞或混亂場合的攝影記者都選擇使用「小機器」，而且也有許多

攝影記者表示「小機器」的手動操控功能很難用，但本研究所有受訪的攝影記者都同意，

「小機器」提升了他們工作時的移動性和機動性。

（二）  攝影機協助攝影記者加強反應，減少失誤

為了應付新聞攝影的即時與即地攝影作業要求，專業廣播級攝影機的許多設計也幫助

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了攝影記者即時對現場狀況作出反應。例如，大光圈鏡頭、亮度增感（gain），以及色溫記

憶等功能，都讓攝影記者在面對現場可能多變的光線條件下，拍攝到品質不一定完美，但至

少能用的畫面。也例如，影帶或光碟容量越來越大（例如，目前的藍光錄影技術已經可以用

一張光碟片紀錄超過 80分鐘的影像）以及蓄電量大的鋰電池，也讓攝影記者拍攝時越來越

沒有後顧之憂，放心持續開機，隨時拍攝，免除以往像是擔心電力不足而常常關機，結果導

致突發狀況發生時，來不及開機而錯失了重要畫面的狀況。

另外，在訪談中許多攝影記者也表示，最新發展的藍光攝影機技術，更具備「預錄」

的功能，讓攝影記者只要把鏡頭鎖定特定方向，就可以透過攝影機的暫存記憶體，預先紀錄

按下錄影鈕前最長十多秒的畫面。有攝影記者說，這種「預錄」新技術幫他拍到了不少的精

彩畫面（受訪者Ｈ）。而且，由於新聞畫面轉眼即逝，往往不能重來，攝影記者除了要拍到

畫面，更要確保拍下的畫面在技術條件上沒有失誤，例如光圈和色溫都必須與現場條件相配

合等等。此外，攝影機也具備了各種即時的監聽和監看功能，讓攝影記者在拍攝的同時，也

能檢查各種技術設定是否妥當，確保拍攝畫面沒有出現失誤的情形。特別近年來，不管大型

還是小型攝影機，幾乎都配置了彩色檢視器後，攝影記者更能即時地檢查畫面的顏色和亮度

是否正確，減低失誤的風險。另外，電視攝影機中各種數據顯示，以及警示燈等等，也讓攝

影記者需要時加以檢查諸如音量大小以及影帶剩餘容量等事項。當然，攝影機的各種自動功

能，例如自動光圈、自動色溫，以及自動音量控制等，也可以說分擔了攝影記者工作過程中

的勞力/腦力負擔，雖然這些自動功能並不能夠讓攝影記者拍到技術條件最精準的畫面，但

卻可以幫助他們在新聞攝影「先求有，再求好」的前提下，拍到至少勉強符合技術條件，可

以交差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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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攝影機連結後製剪接的心智工具

（一）影像序列建構電視報導

香港攝影家何藩（1975）認為「構圖」之於攝影，猶如一篇文章之需要寫作方法一樣

重要。他解釋，構圖就是「將景物各個別部份互相結合、組織、配置與安排，使之構成一個

完美統一的整體」，是通過各種諸如對象人物、拍攝角度、景深距離、畫面範圍，以及拍攝

時機等選擇，以「去棄其糟粕，存其精華」，將「意題」傳達給觀眾的拍攝方式。電視新聞

攝影前輩熊移山（2002）也表示，「好的構圖」不是為了畫面好看，更是要「引導觀眾視線

和創造想像空間的感覺」。而在實務中，攝影記者的影像構圖，除了多少呼應了以上的要求

外，更有著一個更重要的意義，也就是「構圖」除了是攝影活動，更是資訊活動。在電視攝

影記者「人 –工具 – 現場」之關係中，每一次的拍攝都是一次構圖的過程，而每一次構圖

也可以說是一次透過攝影景框，把某個現場中的被攝物框在景框之內的選擇。在文獻探討中

工具現象學家 Ihde認為工具或技術可能擴大或縮小了人與外在世界的某些關係，而在電視攝

影記者的工作中，攝影記者的工作事實上必須透過使用物質攝影工具，以構圖的方式把現場

的某些事物留在景框之內，並把其他事物排除在景框之外。因此，攝影記者會透過景別（例

如：特寫）、構圖中被攝體的大小（例如：被攝物佔景框的三分之二）、主體位置（例如：

靠近中央而非景框邊緣）、景深（例如：以光學模糊背景，突出主體），和光影（例如：主

體亮度比背景明亮）等方式來凸顯每個畫面的重點。實際上，這種把鎖定的被攝物「留」在

景框之內的方式，可以說是最基本的構圖選擇。攝影景框可以說是攝影記者的選取工具，展

現了攝影記者和新聞現場之間，是一種經由被攝物和拍攝時機的選擇，把現場時空轉化成影

像素材的活動。轉化就是選擇，也就是進行放大和縮小/排除。攝影記者Ｎ說，對電視新聞

攝影而言，最好的構圖並不一定要「漂亮」，但必須能凸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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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表達主題，讓主題明確，就是最好的構圖。...因為，新聞的

時間就只有一分半，那你要讓人家看到的，新聞發生的主題是什麼，那你可

能都會圍繞在這個時間關聯性上，所以當然你就是以主題明確為最重要的構

圖啊。」（受訪者Ｎ）

不過，也正如本研究在前面部份比較平面攝影和電子攝影的差異時，提出電視攝影記

者透過攝影機生產影像素材時，除了單張畫面或景框內的構圖外，他們還更常以「分鏡」的

方式紀錄影像，建構新聞主題。有受訪的攝影記者舉例，分鏡是讓你看得「更清楚」的凸顯

重點方法：

「分鏡是讓你更加清楚，因為就鏡面來說，你看到的只是一面，它總

有死角，或者是你不是那麼明顯，一個小小的蘋果放在那桌子上，那如果說

你只用一個鏡頭，一個桌子上有一個蘋果，那你看不出那個蘋果，到底是好

的還是壞的，如果你可以分鏡去細拍那個蘋果，是不是很完整很漂亮，有沒

有長蟲，就是需要靠分鏡來呈現。 ...要讓大家很明顯地看出，比如說長蟲，

蟲長得怎麼樣，蟲怎麼動，從哪裡爬到哪裡...讓大家一看就說，哇！真的有

蟲耶...」（受訪者Ｐ）

因此，當平面攝影記者努力地透過一張照片說出更詳盡的新聞重點時，電視攝影記者

則使用分鏡的方法去建構和凸顯新聞意義。而且，對本研究而言，分鏡除了是聚焦或累積影

像的手法外，它更是一種以解題目標為基礎的影像工具使用方式，因為分鏡的本質除了是把

新聞現場事物「切割」成不同景別的事物，壓縮時間，凸顯重點外，分鏡的處理方式更指向

了絕大部份電視新聞攝影的最後目的，也就是把新聞現場的事物轉化成最後將被裝載在某個

影像序列。技術哲學家Mumford（喬瑞金，2009）稱文字是一種既可以儲存物質又能儲存信

息和思想的技術，事實上影像語言也同樣是一種容器技術；而電視報導的影像序列也可以說

是一種容器的「形式」，讓電視攝影記者拍攝素材時就已經有一個參照目標。所有受訪的攝

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影記者都說，拍攝時總會想到剪接：

「錄影的人通常都會有剪接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分鏡，分鏡的最大目

的，其實就是不要去冗長地一直在拍一個，一件東西。他可以經由分鏡縮短

很多很多時間，然後去清楚地表達這個東西。」（受訪者Ｎ）

因此，當我們觀察電視攝影記者使用影像這種心智工具時，會發現他們除了透過使用

影像建構新聞主題，凸顯重點外，其實也受到解題活動的條件和限制之影響。或者說，電視

攝影記者拍攝時，除了要透過影像連結新聞現場與新聞重點外，也透過分鏡的拍攝手法，把

影像素材連結到後製剪接的影像序列中。有攝影記者說，電視報導總有開場和結尾，而他每

次拍攝時，也會以這樣的結構，拍攝分別用在開場和結尾的畫面：

「有些算是要用畫面去說故事的新聞，那我一開始，開場就要讓人家，

馬上就進入，我想講的新聞的東西，所以有時候特別去設計，或邊拍邊找這

種感覺；那 ending就是，新聞很短嘛，一分多鐘，你要人家看完最後留下一

個什麼印象？有時候，你沒有特別去設計一個 ending畫面，或你突然說，有

感覺，這個可以拿來當 ending畫面，其實很多一分多鐘，之前那則到底介紹

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 ending畫面最重要就是，給人家留一個印象，這個映

象就可以大家感覺說：喔，這新聞大概是這樣，留在腦海中。」（受訪者

Ｈ）

其實，以某種角度來看，攝影記者 H就是以影像序列作為參照的對象，思考他與現場

以及影像素材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在拍攝時，Ｈ除了透過觀景窗，也透過某種影像敘事

的結構去觀察和紀錄新聞現場。其實，作為影像的「容器」，影像序列隱含了電視攝影記者

必須壓縮時間、分割現場、強調重點、累積影像，以及注意影像敘事結構等要求。而且，在

攝影記者透過建構將用於影像序列的影像素材時，實際上也是如熊移山（2002）所說，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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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無關的「雜物」排除在鏡頭外的過程。當攝影記者尋找與主題相關的被攝物，並不

斷拍攝，累積影像數量時，他/她其實也是在進行「聚焦」和「排除」活動，同時透過畫面

內的構圖，以及畫面之間的分鏡，把新聞現場中「要」的事物紀錄下來，「不要」的事物排

除出去。影像序列可以說是一個無形的攝影景框，透過它，攝影記者會看見了解題目標中的

新聞現場。

（二）  新聞分鏡連接後製剪接

但電視新聞真的非分鏡拍攝不可嗎？攝影記者Ｋ舉了例子，表面上似乎打破了分鏡拍

攝手法，但事實上更說明了現場拍攝與後製剪接之間的關係。當時攝影記者Ｋ在台大醫院採

訪一則前總統李登輝住院就醫的新聞，當他發現解題目標（李登輝）即將出現，但現場狀況

已經無法讓他進行分鏡的動作時，因此選擇「一鏡到底」地拍攝：

「他們隨扈，接到手機，然後通通不見了，他們就開始跑，我就跟著

他們跑，他們直接下地下室，...結果一跑下去，一群人在電梯前面，...我就

開始錄了，結果沒錄兩秒鐘，老李（李登輝）就下來了，...剛剛好啊，他下

來，就跟醫生握握手，然後弄一弄，然後上車就走了...。」

「那條新聞太重要了，我拍畫面大約只有 50秒，沒有停，就一鏡拍

完 50秒，回來公司，10點 50 分，那時候要播 11點頭條，那時候稿子也還

沒寫，那個文字也很厲害，沒寫稿子，直接去過音，直接過完。那時候我也

很厲害，一次剪完。...拍很重要，如果中間我有疏失，或失誤，我在這麼緊

急的時間，如果沒有修剪的話，那就是失誤都要播出去了。」（受訪者Ｋ）

在這個例子中，除了看到攝影記者Ｋ即時即地使用攝影工具的能力外，其實也看到了

文字記者如何和攝影記者一起協力，解決技術上的限制和要求。但對本研究而言，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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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顯示出「一鏡到底」的拍攝方法之所以能被用在最後的影像序列中，也是因為攝影記者在

拍攝時，就已經透過單一鏡頭的運鏡，把重點以外的現場事物精準地排除。並且更重要的，

是因為這個畫面能夠與後製剪接的條件連接在一起。對電視攝影記者而言，攝影活動必須與

剪接活動連接。其實，在台灣，攝影記者也常常提到「順拍」，這個術語在國外被成為「機

上剪接」（edit-in-camera），也就是當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拍攝時，已經做好分鏡的動作，

除了沒有技術上的失誤外，也以剪接時間為考量把每個鏡頭控制在一定長度內（大多為三到

五秒），並且影像之間的順序也早就排好，以讓攝影記者在後製剪接時，可以不需要進行任

何剪接動作，就一次到底地把畫面「順 roll」（直接剪接）在影像序列上。許多攝影記者都

同意說，完全不需要剪接的「順拍」雖然不容易完成，但卻是很多人慣用的拍攝手法：

「最好的拍攝方式是，你拍完，不需要剪接，整個 keep roll 過去就

好。...，剪接就是要修飾你的拍攝，因為有時候畫面太長。那最好的方式是，

畫面不需要剪，現場已經分鏡好，所謂的分鏡就是考慮到剪接的問題。」

（受訪者Ｐ）

總之，透過分析電視攝影記者使用影像心智語言的方式，可以發現分鏡的拍攝手法可

以說是電視新聞攝影的最大特色。不過，分鏡除了是累積影像，凸顯新聞主題的影像處理方

式外，更是以電視報導影像序列為參照對象的拍攝方法。其實，以電視新聞攝影作為解題活

動來看，這種活動的目標就是生產足夠（又不能太多）的影像素材以「剪」進最後的影像序

列之中。更簡單來說，電視攝影記者是為了「剪接」而「分鏡」拍攝，也成為攝影記者觀察

和轉化新聞現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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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進/接近現場的「連結工具」

（一）  小型攝影機改變心理距離

近十多年來，家用電子攝影機越來越普及，畫質不斷改良的業務級小型攝影機也開始

進入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場域，而如同前面所曾描述的，小型攝影機的使用可以說增加了攝

影記者的機動性，讓他們在特別是混亂的新聞現場中更靈活地活動。但「小機器」除了讓攝

影記者的「身體」更活動自如外，也可能幫助攝影記者拉近與受訪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如同

攝影記者Ｈ所說：

「如果你是 follow一個人，就是你在跟拍的話，其實它是很好用，因

為小機器一開始不會給人有距離感和拍攝感，那你這樣錄的聲音，我覺得在

新聞來講比較自然的聲音，因為大機器給人感覺比較有距離感，他講的話比

較不一定是真的，他覺得好像在開始拍攝，跟他實際上他在生活中的操作不

太一樣...小機器，拍攝受訪者壓力沒那麼大，他做出的動作表情會比較自

然...。」（受訪者Ｈ）

其實，關於這種小型攝影機對人際間心理距離的拉近，早就被從事紀錄片的工作者所

發現以及積極運用。ＤＶ攝影機不只是技術革新，也如同當年的同步收音技術等發明一樣，

改變了影像紀錄的工作方式，克服了許多舊技術下的限制，也讓更多一般普羅大眾可以有機

會變成「公民記者」或拍攝屬於他們的「紀錄片」。不過對本研究而言，我們卻發現攝影機

本身除了是生產影像素材的工具外，其實也對攝影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連結」產生影響，

在某個角度來看，透過小型攝影機的使用，攝影記者可能得以拉近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距離

也就是說，讓攝影記者能夠可能更深入地走進新聞現場。實際上，新聞現場除了是攝影活動

的背景空間外，也是攝影記者取得新聞資訊的場所，而當攝影記者可能透過小型攝影機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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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受訪者的距離時，他/她也可能取得與帶著大型攝影機時所無法取得的新聞資訊，最

後對解題任務的活動產生影響。因此，攝影機作為中介人與現場的工具，除了是紀錄工具外

它實際上還是連結的工具。不同的攝影機可能造成了不同的現場狀態。

（二）  攝影技術與現場的「機緣」

但更進一步地，攝影工具的選擇與某個空間是否能夠變成一個「新聞現場」也有直接

的關係。而在一些被稱作「直擊」、「踢爆」，或「調查性報導」的新聞採訪類型中，各種

各樣的「小機器」被積極地使用在電視報導中，讓新聞現場出現更多可能。例如在某些「禁

止攝影」或「禁止採訪」的地方，攝影記者可能會以隱藏攝影機偷拍的方式去進行解題活動

這也代表了攝影機的特性其實可能會改變攝影記者與現場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某個空間之

所以會成為攝影記者的「新聞現場」，正是攝影記者能夠在其中使用攝影機等錄影工具來進

行解題任務。而隱藏式攝影機與其他家用錄影工具，可以說讓許多原本攝影記者無法帶著大

型專業攝影機靠近拍攝的「地方」也變成了「新聞現場」。受訪者Ｍ說，在一次新聞採訪中

透過使用可錄影手機，走進大型攝影機不可能進入的非法場所進行採訪：

「用手機拍，因為拍人家盜版啊，你小機器人家也會覺得怪，在上海

街邊，...ＸＸＸ那個淫照，看有沒有在賣，然後拿那個在錄，在問，就用我

那個手機啊。...你小DV也沒辦法藏起來，你手機就好像打電話啊，在那邊

弄，結果手機錄，還會嗶嗶叫，靠。」（受訪者Ｍ）

不管手機的錄影畫質如何，它總算幫助攝影記者完成了原本使用的攝影工具所難以完

成的任務。其實，除了偷拍工具的普遍使用外，家用攝影器材以及可錄影手機的普及和畫質

提升，可以說提供了攝影記者更多的工具選擇。如果說在以往，攝影記者只能靠廣播級大型

攝影器材進行新聞攝影，但又因為攝影工具的特性讓他們往往只能局限在某些特定場所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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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對當今的攝影記者而言，他們便可以因應新聞現場的特性，去選擇更合用的攝影器

材。甚至，各式各樣的新型攝影工具發展，可以說讓更多場所成為電視報導中的「新聞現

場」。正如某受訪者說，在許多需要申請才能拍攝（甚至申請了也很難獲得拍攝批准）的場

所，現在攝影記者往往可以用家用攝影機，或可錄影手機來假裝「一般人」進行拍攝。受訪

者Ｙ舉例，他曾經為了拍攝某大陸官員參訪的故宮博物院，為了克服禁止新聞採訪的限制，

於是以遊客身份帶著家用攝錄影機，買票走進被管制的範圍，進行拍攝：

「就陳雲林去逛故宮嘛，江炳坤陪同，但是它（故宮）那天，沒有管制一般民眾不能

進去，一般民眾都可以進去，公司就叫我們買票啊，當一般民眾進去拍啊。」（受訪者Ｙ）

受訪者Ｙ表示，透過使用家用攝影機（以及假裝遊客身份），讓他拍攝到新聞報導需

要的畫面，順利完成任務，而當天其許多他電視台的攝影記者，卻就因為配備的是「大機

器」而被擋在故宮博物院大門外，無法「交差」 21。在此，先不討論這種採訪方式是否妥當

或符合採訪倫理，而就以攝影記者、攝影機，以及新聞現場的關係來看，小型攝影機、數位

相機、具錄影功能的手機，以及針孔偷拍器材等工具，的確幫助攝影記者走進「大機器」難

以進入的地方，提供更多「新聞現場」的可能性。因此，對攝影記者來說，「小機器」或偷

拍器材的使用，可以說不只改變了他們與現場之間的距離，而且更可能改變了「現場」的定

義。如果說工具本身有「符擔性」 （affordance），而「符擔性」也必須能夠被觀察者或使

用者發現才能展現的話，那各種原本被管制或因為採訪上有困難而在以往難以成為「新聞現

場」的地方，卻因為新的攝影工具，讓這些地方的「符擔性」被新聞記者所發現、運用，而

變成「新聞採訪」的場所。在此，攝影機本身除了可能如文獻中所說，除了中介了人與現場

的工具外，甚至可能影響了現場的定義，以及攝影記者涉入新聞現場的方式。攝影機作為攝

影記者解題任務中的核心工具，其功能不只是攝影而已。

21 其實，研究者會在訪談中問到這個案例，是因為在訪談前，遇到一個當天因為帶著「大機器」無法進去故
宮的同業抱怨，為何其他電視台的攝影記者不守「規矩」，以「小機器」假裝遊客拍攝，讓他們這些沒有
想到這種方法的攝影記者，無法向公司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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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

電視新聞攝影作為解題任務，攝影記者除了需要生產影像素材的攝影物質工具外，也

需要其他工具或資源以提供攝影記者瞭解解題所需要的各種資訊。在大部份的情況下，文字

記者可以說是攝影記者最重要的資訊提供來源。以解題的角度來看，文字記者可以說是攝影

記者工作中除了攝影機以外，最重要的協力資源。

一、  工具操作分工：攝影與收音

其實，除了提供資訊，文字記者實際上也參與了攝影機物質工具的使用。在案例一、

案例二和案例三中，攝影記者都是與文字記者一同到新聞現場採訪。兩人一組的採訪搭檔形

式，可以說是電視台最常見的人員編制。而在各個案例中，表面上使用攝影機的人是攝影記

者，但實際上攝影機作為「錄影」以及「錄音」的影音採集工具，在「錄音」的那一端，文

字記者在技術上也參與了「影音」紀錄的作業。在各個案例中，電視攝影記者的攝影機本身

除了原本就備有一個麥克風外，還會有一隻收音效果更好的無線麥克風，而這隻麥克風一般

來說也作為訪問以及現場聲音的主要採集工具，並往往由文字記者負責。因此，在攝影記者

進行攝影工具的影音紀錄作業時，文字記者透過手上的無線麥克風，一起「錄影/音」。而

且，在實務中，錄影和錄音兩件事情其實不一定由同一位置的同一個人（攝影記者）去完成

而是可以由兩個站在不同位置的人（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共同完成。像在案例一中，攝影

記者忙碌於操作攝影工具，根本已經無法分心（手）再手持麥克風去做收音的工作，因此在

這個採訪場景中，可以看到文字記者手持著無線麥克風，協助攝影記者，站在更靠近拍攝對

象的位置收音。例如，當攝影記者Ｙ忙於拍攝蔡英文與民眾互動時，文字記者則會拿著麥克

風，在比攝影記者靠近拍攝主體的地方錄音。而在採訪快結束要進行訪問時，又可以看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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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雜又擁擠的夜市中，文字記者由於移動性比扛著攝影機的攝影記者方便，因此能擠進蔡英

文身邊，進行訪問以及錄音（不過蔡英文當天晚上並未回應記者提問）。其實，在這樣的環

境中，單靠攝影記者攝影機上的麥克風根本難以收到乾淨和清楚的受訪者訪問的聲音，而須

要文字記者的協力。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如同攝影工具的變焦鏡頭幫助攝影記者拉近遠

距離的事物一樣，無線麥克風也讓攝影記者透過文字記者的協力，延伸了收音的距離。而且

為了更有效地使用攝影工具，「影像」和「聲音」的紀錄工作是可以由兩人共同合作完成。

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實際上可以說是共同使用攝影工具的兩個人。

二、  採訪內容分工：訪問與拍畫面

除了技術上的分工和協力，攝影記者「錄影」和文字記者「收音」的合作模式，也是

新聞採訪工作內容的分工。在新聞採訪實務中，一般來說採訪可分為「訪問」與「拍畫面」

兩個部份，而「拍畫面」又可以分為有現場聲的「自然聲畫面」或「同期聲畫面」，以及現

場聲相對不重要的其他「畫面」。其實在台灣電視實務中，這種不同的畫面分類一般來說被

稱作為「訪問」或「Bite」、「Natural Sound」22，以及「反應畫面」23。不過，實際上這樣的

分類也是根據畫面在影像序列中扮演的角色來命名的，也就是說，某個「畫面」到底是

「Natural Sound」還是「反應畫面」，往往是由最後所被運用的方式來決定的。例如，如果

這段畫面被賦予獨立的同期聲方式出現的話（例如：記者旁白後，接一段蔡英文與民眾互動

的聲音），它就是「Natural Sound」 ，但如果它僅僅用來鋪陳在記者旁白上，那它就是「反

應畫面」。而在電視新聞採訪實務中，文字記者一般來說負責「訪問」部份，而攝影記者則

負責拍攝「反應畫面」（至於「Natural Sound」就比較模糊，有時候是文字記者主動建議攝

22 在業界，很少攝影記者或文字記者溝通時會以「自然聲」表示這種聲音和畫面同時會被用在影像序列中的
畫面，一般來說都用英文Natural sound或Natural來表示。

23 在國外，「反應畫面」被稱為Reaction Shot，一般來說是指某件事件發生時，周邊相關人物的反應（例如：
演唱會中的觀眾反應），但在台灣，所有「訪問」和「自然聲」以外的畫面都被泛稱「反應畫面」。事實

上，台灣所說的「反應畫面」，更接近國外所說的B-roll。B-roll實際上也是電影術語，指將相對於A-
roll（主要畫面，例如訪問、記者出鏡（stand up）、記者旁白，以及訪問）以外的其他畫面。可參考
Underwoo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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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記者拍攝，有時候則是攝影記者自己抓取）。不過，對本研究而言，以上的這些畫面分類

方式，其實也隱含了影像序列作為最後的報導形式，實際上也成為了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

溝通基礎。在實務中，這個隱藏在後製過程以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腦袋中的影像序列，就

如同電影製作中導演對攝影師用雙手比出某個攝影景框來討論構圖一樣，成為了攝影記者與

文字記者的共同影像工具，讓他們得以在同一基礎瞭解各種「畫面」背後所隱含的功能。其

實近年來，在實務中，電視新聞報導的影像序列除了「訪問」、「Natural Sound」 和「反應

畫面」外，還多了「網路影片」、「電腦圖卡」（Computer Graphic）以及「資料畫面」等畫

面元素，例如案例二的百貨公司網絡行銷新聞，以及案例三的警察配槍新聞，都分別使用了

「網路畫面」以及「電腦圖卡」作為影像序列中的部份素材。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可以說在

完成影像序列的過程中，分別負責處理不同的影像，形成影像素材的分工合作。例如，在拍

攝的過程，「訪問」主要由文字記者所發動，而「訪問」的題目和內容也主要由文字記者負

責，而攝影記者則主要負責拍攝「Natural Sound」和「反應畫面」。至於「網路畫面」和

「電腦圖卡」在實務中也多由文字記者所負責。總之，在電視攝影記者的解題過程中，攝影

記者和文字記者不管在操作攝影機工具，或生產影像素材上都有分工的關係。文字記者可以

說也是生產影像素材的重要協力者。

三、  文字記者提供資訊與協調拍攝

不過，正如前面所曾經提到，攝影記者常常需要文字記者現場提供相關的資訊重點，

以及組織要求等資訊；在大部份的情況下，文字記者更可以說是攝影記者最重要的資訊提供

者。有受訪者便表示，在尋找新聞重點的過程中，文字記者常常幫上很大的忙：

「例如立法院的新聞，如果我對有些委員不熟的話，如果記者本身她

自己 sense夠，她會提醒我說這個立委和這個立委的關係是什麼，他們可能

是同一黨籍的，然後會特別提醒我帶這兩個立委的互動...對我拍東西其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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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因為她會跟我說，要注意這個人，或是這個人在這個幕僚扮演的重

要的角色，其他人都不知道，那我就會多拍那個人，跟那個主角的互動，或

許私下的一些互動狀況，...拍出來的新聞會更不一樣。」（受訪者Ｈ）

實際上，文字記者一般來說不管在新聞內容、採訪路線，以及組織要求上都比攝影記

者擁有更多的資訊和資源，而且由於最後文稿是由文字記者完成，攝影記者所拍攝的畫面也

必須符合最後文稿的內容，才算是有效的影像素材，因此在實務中，可以發現攝影記者拍攝

時，常常會猜測或想像文字記者的文稿可能提到什麼。事實上，有攝影記者便提出，決定某

被攝物要「如何拍」，也需要與文字記者作校準：

「很多東西拍攝手法，呈現手法是不一樣的，你今天一個女的，然後

你那條新聞，做的很漂亮的時候，你呈現那種，你運鏡也好，你會想盡辦法

以優美的畫面或是什麼，可是文字記者沒跟你說，他要這個女的，就算你自

己覺得這個女還挺漂亮，可是你不會用盡極致的方法，去呈現她漂亮的樣子，

你可能就把他當成一般的女生來拍，結果稿子一寫，哇，都是寫漂亮的女的，

可是你呈現的畫面就不怎麼樣，一般般。或者說這個女的很漂亮，但殺了十

個人，是個殺人犯，那你拍出來跟林志玲姊姊一樣，結果是殺人犯，那不搭

啊！」（受訪者Ｋ）

攝影記者Ｋ以上這段訪談內容，除了一方面顯示了同樣在現場的兩個人（文字記者與

攝影記者），儘管面對同一對象，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攝影記者的

影像素材，必須符合文稿目的才算是有效。實際上，這種現場感受之不同以及文稿主導報導

重點的現象，說明了電視新聞攝影終究不只是一種與新聞資訊有關，更與組織目標相關的解

題活動。而對攝影記者來說，他們往往需要文字記者提供這些有關新聞和解題目標的資訊。

另外，除了提供資訊的角色外，文字記者也可能是與人際溝通相關的「社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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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攝影記者與現場的受訪者溝通，讓採訪更順利。在訪談中，研究者透過詢問「單機」採

訪的問題時，有受訪者提出了文字記者的協調功能：

「有文字記者在一起，幫你去協調一些事情，（協調什麼？）協調拍

攝場景啊，或是聯絡一些事情，讓你可以順利的，可以很快速的狀況完成這

些事情。可是當沒有文字記者的時候，你就必須要自己去協調，自己去暸解，

自己去發現這個問題的所在在哪裡，你可能還要去跟人家去 social，你還要

浪費很多的時間去跟他溝通等等等等之類。」（受訪者Ｎ）

在訪談中，研究者就「單機」採訪的方式詢問攝影記者的看法時，幾乎所有受訪者都

表示不喜歡跑「單機」，除了一方面認為覺得不被尊重外，另外一方面則因為「單機」實在

太辛苦，太累。又要把東西拍好，又要問訊息，往往一心難以二用，常常兩件事情都做不好

不過，電視攝影記者解題過程中，文字記者也常常扮演了溝通者或協調者的角色。不管是到

達現場前的聯絡或到達現場後的協調與安排，攝影記者之所以能專心拍攝，在某個程度來說

也是因為他們不需要去管這些協調的事情。有受訪者也說，在拍攝的過程中，如果文字記者

能夠與受訪者互動良好，或懂得不著痕跡地引導受訪者做出某些特別的反應的話，都可以讓

攝影記者取得更好的影像素材。總之，在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中，文字記者可以說是非常重

要的協力者與外在資源。

第三節  其它資源與第三人

一、  現場人物與受訪者：提供資訊與配合拍攝

對攝影記者來說，現場受訪者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源，例如透過訪問，攝影記者便可以

進一步瞭解新聞重點，並把這些訊息連結到解題目標上。例如在前面所曾提及的案例三中，

攝影記者便是一邊拍攝槍套，一邊與派出所所長聊天的過程，無意發現原來警員的槍套和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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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是分不開的資訊，並因此進一步拍攝「槍套和腰帶是分不開」的影像素材。有受訪者也提

出，當採訪不熟悉的新聞主題時，會安排文字記者先訪問，以便從訪問中理解新聞重點：

「我有一個習慣，如果真的我對這個新聞不太了解的時候，我可能會

要求文字記者先做訪問，從訪問中間我聽到受訪者講些什麼，他就會間接告

訴我重點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最起碼我經常用這種方法，如果真

的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摸瞎，那我會覺得⋯哇，如果在⋯當下也不能問，我就

直接請記者直接訪問，我從訪問中聽聽，看到底在講些什麼，我大概就知道

今天新聞重點拍什麼，這是我的方法之一。」（受訪者Ｌ）

不過，現場受訪者除了扮演了提供新聞資訊的角色，也可能扮演了協調者的角色。例

如在案例三，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便是透過派出所所長的安排，才能夠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

拍攝到各種警員不佩槍值勤的畫面。當然，在某一個角度來看，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也是在

利用有權力的受訪者去幫他們安排事情，但事實上，如果不是所長願意幫忙，這則新聞其實

難以在這個現場完成。

另外，「配合度」高的現場受訪者，也可以讓解題活動更順利。在案例二，攝影記者

與文字記者採訪百貨公司以網路行銷週年慶時，由於現場百貨公司人員非常「配合」拍攝，

因此讓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拍攝到最好的畫面。例如，文字記者正安排受訪者模擬網路影片

中的同樣動作，介紹各種特價產品：

「文字記者繼續指導受訪者走位。約三分鐘，開始正式拍攝。文字記

者認為第一次環境有雜音，要求再來一次。第二次，文字記者認為收音位置

有問題，再一次。兩個受訪者的其中一人沒講好，再來一次。這一次，攝影

記者覺得兩位受訪者位置太近，再一次。這一次結束後，文字記者向攝影記

者比ＯＫ手勢，攝影記者換位置，拍攝別的畫面。」（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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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案例中，由於現場受訪者的配合，讓文字與攝影記者可以多次重來，拍攝到最

想要的畫面。當然，這種採訪方式似乎也隱含了一種「安排」或「規劃」的採訪方式。但無

論如何，以解題的角度來看，現場受訪者可以說從不同的面向提供了攝影記者（與文字記

者）重要的解題資源。

二、  新聞同業：競爭中的資訊資源

現場中的其他新聞同業，也可能是攝影記者取得新聞資訊或解題資訊的資源，例如攝

影記者Ｌ表示，他拍攝時總會觀察其他攝影記者的動態，特別是愛「亂跑」的同業：

「我會一直注意他的動向啊，...比如說，他會東跑，比如說，假設，

待會那邊蘇貞昌跟馬英九會握手，我們在那邊等，可是他就偷偷跑到旁邊去

幹嘛。...我覺得到現場觀察，從很多地方可以觀察，觀察其他攝影記者，觀

察受訪者，甚至可以觀察文字記者，這都是觀察，是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應該

要有的。」（受訪者Ｌ）

攝影記者Ｌ也表示，他也常注意新聞現場中平面攝影記者所站的位置，因為他們會選

擇站在某個位置，往往都是有特定目的的。Ｌ說，這些觀察常常可以幫助他拍到更好的畫面：

「像之前，...去拍陳幸妤的時候，對，我看到大家都在騎樓對面的人

行道上，可是他偏偏就是在我們對角的那個人行道上面，他就一個平面站那

邊，因為那時候，陳幸妤去了很多診所，那個診所我是第一次去，那時候，

我想電視台都是第一次去，就是發現為什麼平面攝影站在那個位置，才知道

那個平面攝影是老的，是比較資深的攝影，他站在的位置是待會陳幸妤汽車

會經過的，經過的地方，然後他瞬間，他拍完照片後，我去問他剛才拍到什

麼，他就是從前面那個擋風玻璃，而且是剛好那個斜斜的角度，瞬間快拍了

三張，就一張非常清楚，是陳幸妤在那邊開車，然後戴了一個大的太陽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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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後我們才知到，喔，對啊，這就是他們經驗啊。.... 後來之後，就變成我

去那個位置，其他的電視台就在原來的人行道上...。」（受訪者Ｌ）

攝影記者Ａ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為了拍攝工作，他會偷聽別人的話：

「我會養成看別人文字跟攝影，或偷聽他們講話，因為我們都會怕說

漏新聞或幹嘛，那只要我的文字去連線或幹嘛，那我可能偷偷地觀察其他家

的舉動，或是他們去找行政院那些官員，跟誰講了什麼話，然後我可能會假

裝就是會聽一下，聽一下，或是他們找誰講話，我都會看一下。」（受訪者

Ａ）

新聞同業也可以扮演資訊提供者的角色，但在同時，新聞同業作為資訊的來源，其實

也隱含了新聞現場中攝影記者同業之間的競爭關係。也就是說，當攝影記者觀察同業動作時

他/她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取得更多拍攝的資訊，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他/她擔心漏掉拍

攝某個重要的畫面。其實，怕「漏」並不是只發生在攝影記者身上的事情，文字記者也同樣

怕「漏」。不過就新聞攝影的解題任務來說，怕「漏」新聞這件事情，其實清楚地展現了這

種解題活動目標的「模糊結構」，因為是在尤其是同業競爭的採訪場合中，解題目標可能會

因為同業所拍攝的內容而改變。一位受訪者說，常常會遇到連組織的主管也不知道什麼是

「新聞」的情形：

「如果你只是聽長官的話，你做什麼就好了，那回來你一定會出事，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做不一樣，那就會怪你，為什麼你現場不會拍回來，

為什麼你跟人家做的東西不一樣，雖然你是聽他的話，做他的東西，為什麼

別家有，我們沒有。...這就是目前這一行很難幹的地方...你要懂得判斷，什

麼是新聞，有時候長官跟你講的不是那麼真的新聞，但是你稍微 ...還是要做

到這東西，但是你還是要有判斷能力，不能完全聽長官講，因為長官畢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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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到現場。」（受訪者Ｐ）

在訪談中可以看出，攝影記者Ｐ在採訪過程，常常會處於「資訊焦慮」的狀態，Ｐ解

釋，由於新聞訊息方面，台灣的攝影記者的資訊一般來說比文字記者少，而且不管是組織主

管或文字記者也往往不會跟攝影記者說太多，而且，累積了多年的工作經驗後，他也發現到

底什麼是「新聞重點」，其實也不是某一新聞組織內的事情，常常又是同業競爭後的相對結

果，因此，對他來說，究竟什麼才是拍攝重點，往往沒有標準答案。其實，對本研究來說，

這種「資訊焦慮」也就是解題目標「模糊結構」的具體表現，所以，攝影記者除了透過文字

搭檔與受訪者，也可能需要以新聞同業作為資訊的來源，來校準新聞資訊與解題目標。在實

務中可以看到，很多時候攝影記者會去拍某個東西（或文字記者把麥克風指向某對象），其

實並非主動的選擇，而是因為看到同業在拍，因此為了怕漏新聞而「拍了再說」之行為。

三、  其他工具與資源

除了以上的資源外，許多攝影記者也表示新聞現場的其他人物也往往是重要的訊息來

源，特別是在「單機」採訪時，攝影記者就需要跟許多不同的打交道，來取得更多的新聞訊

息。另外，曾經在大陸跑過新聞的受訪者Ｈ和Ｍ也表示，在大陸跑新聞，地方台辦和台商，

也常常讓攝影記者的工作更順利24，因為在人身地不熟的陌生採訪環境中，地方台辦和台商

除了提供各種採訪意見，扮演了指路、導遊，以及顧問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又因為他們擁有

一定的人脈或社會資本，只要他們願意協助，這些人脈和社會資本也能幫助台灣來的電視記

者更順利地完成任務。

24 當然，他們也提到台辦與台商雖然能夠提供協助，但也可能造成限制。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台辦和台商不
是沒有目的地幫助台灣電視台的採訪團隊的。例如，如受訪者Ｈ所說，台辦在協助採訪的同時，其實也可
能在「把關」，一方面藉著協助拍攝幫成台灣電視台完成工作，另外一方面卻引導或限制台灣電視台到特
定的場域採訪。Ｈ表示，在他過去的經驗中，有台辦人員為了防止台灣來的攝影記者拍到「負面」的東西：
「他可能中午請吃飯的時候特別讓你喝喝酒，灌你酒，灌到你都已經可能七葷八素了，讓你搞不清楚。
（真的假的？）會啊，會有這樣子，大陸很多有這樣子的情況，那你下午根本就沒辦法工作，他們有各種
手段啦。」至於台商，Ｈ則表示，的確有許多非常熱心幫忙台灣電視台的台商，但也有台商常常希望新聞
記者採訪他想要的東西，或幫自己的產品宣傳，或讓大陸官員知道自己與媒體關係好，壯大自己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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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許多資深的攝影記者會進入新聞部的打稿系統，瞭解組織對當天新聞

的初步規劃，以及前一天晚上主管的值班報告等。不過，在訪談中發現，台灣主要電視新聞

台，雖然都為辦公室中每位文字記者配置個人電腦，但攝影記者方面，電腦數量卻並不足夠

除了攝影主管外，幾乎是多人共用一臺電腦。作為當今最常用也最方便的新聞資訊取得工具

攝影記者的電腦資源可以說相對不足。至於打稿系統，就以研究者的工作場域來看，由於電

腦部門表示系統帳號有一定人數限制，所以近年來幾乎沒有開放給新進的攝影記者申請，因

此進入打稿系統瞭解新聞訊息的攝影記者往往只局限於一小部份「老鳥」攝影記者。其實，

如果進一步觀察，對攝影記者來說，打稿系統除了可能是新聞訊息的來源外（例如，打稿系

統中可看到近日/月各組別文字記者的新聞報導文字稿），它更可以是攝影記者瞭解組織主

管想法的管道，因為不管是當天採訪規劃，或主管會議紀錄，都會紀錄在打稿系統中，成為

攝影記者想進一步瞭解組織目標的資訊工具。不過，在日常工作中，打稿系統似乎是文字記

者和主管們的工具，大部份攝影記者都很少接觸25。

第四節   小結：人與物共構的「攝影工具」

透過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電視攝影記者「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中，攝影機

依然是最核心的工具，但除了攝影機外，中介攝影記者與現場之間的「攝影工具」實際上還

包括所有協助攝影記者完成解題任務的工具或智能。其實，這樣的現象說明了攝影記者雖然

從事攝影活動，但這個活動的核心卻是透過物質的攝影機去生產具有心智語言特性的影像素

材，而這種轉化的過程中，攝影記者除了需要使用攝影機，還要許多的新聞資訊和解題資訊

來進行想像、聚焦和校準的工作。因此，我們必須以「配置性智能」的觀點才能真正理解電

視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因為在實務中，中介人與現場的是整體的工具或智能運

25 除了打稿系統，在研究者的觀察場域中，也可以看到部份主跑社會新聞的攝影記者，也會監聽 119無線電
來取得新聞資訊，不過這些攝影記者主要局限在少數的幾位，大部份的攝影記者（因為並非跑社會線）則
不會使用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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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是整體的「攝影工具」。不過，同一種工具或資源在攝影記者拍攝活動中的不同階

段也可能扮演不同角色；例如，在想像現場的階段中，文字記者可能是新聞資訊與解題資訊

的提供者，而到了現場後，文字記者則可能轉化為協調拍攝的社會智能，而在拍攝快結束時

文字記者有可能成為了攝影記者校準解題目標的對象。另外，同樣重要的，在兩人一組的採

訪形式中，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實際上是共同使用攝影機的兩個人。不管攝影機的物質工具

操作，還是共同完成影像序列的素材分工，都往往不是一個人就能夠完成。至於受訪者作為

資訊提供者，雖然不一定是攝影記者直接連結的資源，但卻可以透過文字記者（例如訪問受

訪者）來接觸。總之，在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中，各種工具或智能之間往往彼此關連，就是

攝影機工具，也並非只是屬於攝影記者。其實，這種複雜的連結關係，除了顯示出智能配置

活動中不同資源的複雜關係外，更似乎隱含了某個連結之網，以及這個網絡下所形成某種影

響攝影記者工作的「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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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涉入活動中的現場情境

作為新聞攝影活動的物理空間，新聞現場除了是活動場所外，更是攝影記者為了獲得

影像素材而必須透過使用攝影機指向的對象。如 Heidegger所說（黃厚銘，2001），人不只

「在」世界內（contained in），更是「涉入」這個世界（in-volve）。透過觀察，對攝影記者

而言，新聞現場正也是透過攝影工具或技術「涉入」時所形成如 Dourish所說的「情境性」

（contextuality）。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聞現場本身是否具有突發狀況，也如

同活動中的其他元素一樣，改變了攝影活動「情境性」的特質。

第一節   解題活動中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

從先前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實務中新聞現場有時候不只是新聞事件發生的地方，也可

能是文字和攝影記者為了特定採訪目標而選擇的場所。在很多採訪中，某地方會變成新聞現

場，其實同時夾雜著「新聞」與「解題」的原因。也就是說，新聞現場除了是「新聞」發生

的地方，更是「解題」的資源。新聞現場與整體的新聞攝影活動是緊緊連結在一起的。在能

夠選擇的情況下，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會就拍攝場所是否「有用」去做考慮。實際上在案例

一中，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前往蔡英文掃街拜票的新聞現場前，因為訊息錯誤，先去了一個

只有蘇貞昌而沒有蔡英文的晚宴，而在這個場所，也有許多其他的電子媒體，也就是說，這

個地方其實（對其他電視台來說）也是具備新聞價值的現場，但對研究者所跟拍的文字和攝

影記者來說，由於解題目標是製作一則關於蔡英文（而非蘇貞昌）最近民調的新聞，因此，

在文字記者確定現場沒有蔡英文後，攝影記者也立刻停止拍攝，一起離開現場。在採訪車上

研究者問攝影記者：

研究者：這個新聞你們會不會發？

攝影：應該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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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如果有拍到蔡英文就會發。

研究者：我說這一邊（蘇貞昌）的場景呢？

攝影、文字（同一時間回答）：不用。

文字：因為蘇貞昌，我沒有要問他什麼，因為是我們自己烏龍...。

所以，新聞現場之所以成為採訪的場所，最終往往會連結到解題活動的目標。借用攝

影記者Ｎ關於買菜的比喻來形容，電視攝影記者「涉入」某個空間之原因，總是因為該場所

有合用的「菜」。

但除了透過解題目標去「涉入」新聞現場外，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實際上也透過「工

具」涉入現場，甚至製造/產生現場。在前面有關攝影工具的分析中，攝影機與新聞現場之

間，除了是紀錄工具和被紀錄對象的關係外，兩者之間更可能由於攝影機工具的特性，而形

成不同的物理距離以及心理距離。偷拍工具，隱藏式攝影機，或家用攝影器材甚至可能形成

了新的新聞現場「機緣」，讓原本難以成為現場的「空間」變成新聞採訪的「地方」。在研

究者與攝影記者Ｈ訪談的過程中，便曾經遇到文字記者打斷訪談，因為她要和攝影記者討論

下午的採訪任務。這則新聞是關於某店家非法販賣保育類動物：

文字：...我需要有人經過，只是假裝跟他閒聊，拿著相機，經過...，

攝影：...感覺好像觀光客的...，

文字：覺得好好玩，你可能一邊拍照但一邊就錄影了。

攝影：喔...。

文字：就是一開始是拍照，然後有一個按鍵是錄影的。你就拍一張後

就開始錄影，跟他對話，...他可能就拿照片出來...然後，問他說，這要去哪

裡看？就是這樣子。

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新聞現場與攝影工具之間的關係，其實真的必須置放在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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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活動中才能被顯現。雖然因為有了偷拍工具，某些大機器無法進入的場所得到了變成新

聞現場的「機緣」；但換個角度來看，偷拍工具只所以被用在新聞採訪中，也正是因為某些

新聞攝影的活動中，採訪記者必須走進某些現場，而因此選擇使用偷拍器材。所以，非常有

趣地，除了偷拍工具「開發」了某些場所變成新聞現場外，某些採訪活動的需要或某些新聞

場所的特性，也反過來讓家用攝影機和可錄影手機器材變成了新聞攝影的「工具」。總而言

之，攝影工具與新聞現場之間是一種活動下的連結關係。

另外，對攝影記者而言，為了「涉入」這個場所，他必須用可錄影的數位相機來取代

大型攝影機，而這種工具的選擇也可能改變了整個新聞現場對他所產生的「情境性」或意義

Ｈ說，當天的採訪場所已經不只是平日的「採訪」場所，更變成了一個充滿心理壓力的「演

出」場所：

「其實我覺得器材倒其次，但是心理壓力在，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帶著

偷拍器材，可是你還是會覺得很怕，對方會覺得你那個是什麼東西，我覺得

那是心裡的壓力...明明覺得可能是，你不是來跟他買東西的，明明來偷拍，

卻要假裝跟他買東西，還要跟他殺價，我覺得在我心理上，會有點壓力和恐

懼。」（受訪者Ｈ）

在此，對本研究來說，「偷拍」是否合乎新聞採訪倫理並非最我們關心的事情，但是

偷拍的例子卻顯示出，新聞現場實際上如同文獻所論述，是實作活動涉入後的「情境性」。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採訪記者可以選擇「新聞現場」外，更可能透過現場的特性

連結了偷拍工具。而且，更重要的，這樣的工具和現場之間的連結也把攝影記者連結到一種

與日常採訪方式不同的攝影活動裡面，改變了攝影記者使用工具的方式，他與現場之間的關

係，以及他與現場中人物（販賣非法動物的店家）的互動狀態。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電視

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人」有時候並非絕對的主導者，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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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涉入」的方法改變了自己與工具以及現場之關係，甚至是「新聞攝影」活動的定義。

第二節  空間中的現場情境

一、  攝影記者的移動範圍與權力

如同前面所述，攝影機作為物質工具並非都能成功地「進入」每一個新聞現場。事實

上，在大多數狀況下，大型攝影機之所以被「擋」在現場之外並非「地理」問題，而是現場

空間中攝影者與其他人之互動問題。人際互動，不管是情感上或權力上，都是與涉入活動相

關的情境性。例如，總統府中總統接見外賓的場合是否能夠成為「新聞現場」其實是空間的

管理者（例如：總統府辦公室）是否願意開放的問題。而攝影記者Ｈ必須選擇假裝路人，以

數位相機去販賣保育類動物場所進行「新聞攝影」，也並非這個地理空間無法容納大型攝影

機，而是因為攝影記者Ｈ如果以「記者」的身份與非法販賣者採訪的話，似乎不可能被允許

拍攝的原因。事實上，當一個人以「攝影記者」的身份進入某個場所，不管他/她帶什麼攝

影機（或根本沒有帶攝影機），他/她和現場人物之間的關係都會改變，而現場的情境性也

跟著改變。總之，電視新聞攝影的情境性可以說是與涉入活動之方式關係緊密的事情，而且

不單與智能配置活動相關，也與拍攝者和被拍者的權力互動有關。

權力互動除了包括進入許可外，更包括了移動的問題。在案例四江陳會簽約儀式的現

場中，攝影記者們雖然被允許進入拍攝，但他們和攝影器材卻被限制在離簽約位置距離至少

五十公尺的高臺上。也就是說，在這個現場情境中，解題活動的行動者移動範圍受到了限制

他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攝影高臺）中，透過攝影器材的協力（例如，望遠鏡頭），並與同

業競爭（卡位），來進行他們的解題或涉入活動。在這個新聞現場，主辦單位、攝影記者、

新聞同業，以及攝影器材互動下構成了攝影記者難以移動的「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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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常跑總統府或行政院新聞的攝影記者都知道，當拍攝總統或行政院長的活動，

特別並非定點採訪（例如：記者會）而是走動的場合（例如：拜票）中，常跑總統府或行政

院的攝影記者，因為可能與安全人員長期接觸，互相認得對方，因此當安全人員為了幫總統

或行政院長開道要推開媒體記者時，一般來說對熟悉的攝影記者也比較客氣，或在一種默契

下，只要攝影記者不擋住官員行走方向，允許攝影記者邊退後邊拍攝。至於不常跑該路線的

攝影記者，就往往不會有這樣的待遇，而一直被安全人員推趕，難以拍到畫面。當然，作為

人際互動，主跑這些路線的攝影記者也需要替安全人員設想，找到相互之間最適當的拍攝距

離。無論如何，攝影記者能否移動、如何移動也可能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結果。

二、  可控制的情境 vs.難以控制的情境

現場情境性對攝影記者的影響，除了拍攝許可和移動性的問題外，也牽涉到攝影記者

能夠拍到什麼以及拍到多少的問題。在一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新聞現場有時候是能被

「控制」，而有利於攝影記者的。例如，在案例二（百貨公司網路行銷週年慶），攝影記者

透過文字記者的協力與受訪者協調，可以多次「指導」受訪者演出特定的動作，例如模擬網

路行銷的畫面，或專櫃小姐幫客人擦手的動作，拍到足夠又對題的畫面。而在案例三（警察

配槍），藉由派出所所長的協力，除了拍到訪問，還透過所長協調，拍到其他警察不佩槍之

主題相關的畫面（例如指揮交通，到路上巡簽，或假裝要去查戶口）。以上兩個案例中的現

場都可以說是能被採訪記者「控制」的現場。

而當新聞現場中不只一組採訪記者時，這個現場就有可能因為競爭者的出現而難以受

到控制。在案例一中，蔡英文夜市拜票的現場本來就已經不是可被採訪記者控制的現場，但

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不只一個攝影記者，新聞現場中的拍攝時機更變得難以控制。其實當

攝影記者Ｙ到達夜市時，拜票活動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而攝影記者到達後，可以猜想兩個

新聞同業的攝影記者可能早已拍攝一定數量的畫面素材，因此都在「半休息」狀態，沒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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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只是跟著拜票隊伍走。而當攝影記者Ｙ到達後，原本可能已經不需要拍攝的新聞現場，

又變成拍攝的現場：

「蔡英文繼續掃街拜票中...，突然，有幾個民眾要拉鞭炮歡迎蔡英文，

並且高喊：『小英當選！小英加油！』Ｙ的鏡頭則先對準蔡英文，然後在轉

到拉鞭炮喊加油的人群。其中一個本來沒有在拍的同業，這時突然加入拍攝

行列。『小英小英，當蒜當蒜當蒜！』拜票隊伍高喊著。這時，原本沒有在

拍攝的第三個同業攝影記者也開始加入拍攝。三個現場的攝影記者同時在拍

攝。...其他兩個攝影記者好像和Ｙ相約好似地，好幾次一起站在同一位置，

拍攝，然後一起離開，再一起走到另外一個相近的位置，一起等待蔡英文到

來，再一起拍攝。...慢慢地，三個人都開始不拍攝了，只是跟著隊伍走。但

有趣地，雖然沒有在拍攝，三個人行走時，只要一個人停下來，其他兩個人

也會停下來。然後那個人要走開，另外兩個人又再繼續走開。」（案例一）

在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到對其他兩位攝影記者而言，現場情境可能會因為新的競爭者

加入而改變。或者說，由於攝影記者Ｙ的加入，原本已經趨向平靜（雖然現場人物依然忙

碌）的現場情境，又變成一個競爭的，不能漏新聞的新聞現場。因此，現場情境的「控制

性」事實上也可以是互動下的結果。

三、  選擇攝影鏡位：考量情境條件與限制

還沒到達現場之前，攝影記者往往會先想像新聞現場的可能情形。事實上，想像現場

的其中一個重要部份就是想像現場的「情境性」。也就是說，當攝影記者想像現場時，並非

只想像現場本身，還想像這樣的一個空間中，會遇到什麼樣的拍攝條件與限制。在訪談中，

攝影記者Ｓ談到選擇攝影位置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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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今天去一個場合，一個很重要的場合的話，我都希望說早一

點到，卡一個好的位置。（好的位置是什麼？）好的位置，不一定要正中央，

但是要預設說，...你預設的那些事情會發生的場景在哪邊，像國慶煙火，它

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位置很多，我在那邊選位置選了五分鐘，我就預設說，

好，今天這裡左邊煙火施放的點，跟右邊施放的點，中間有沒有遮蔽物，然

後，這邊有沒有其他人會擋到，pan過來這邊也沒有人會擋到，pan過來另

外一邊也沒有人會擋到的地方。但是選好之後，我又要考量到，觀眾席那邊，

馬英九的位置，我可不可以也順便帶到，就是考量到說，最好你這邊，位置

都可以拍到的話，再來考量下一個，你可能會拍到的地方。」（受訪者Ｍ）。

為了拍國慶煙火的新聞，攝影記者選擇位置時，除了要以攝影機的眼光去考慮了現場

的地理限制（例如遮蔽物）外，也必須考量現場其他競爭者（例如觀賞煙火的民眾，以及其

他攝影者）、其他拍攝目標（例如馬英九），以及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事實上，攝影記者

所想像的並不只是現場本身，而是想像涉入活動進行中可能遇到的情形。其實，當攝影記者

Ｍ不斷強調「設想」時，攝影記者Ｋ也表示，攝影記者的其中一項專業能力，就是能夠預測

各種未知狀況，並規劃拍攝方式：

「比如說，你今天要堵人，等一下那個人要出來，但那個人很可能就

不講話，他出來就要走，那你要觀察他等一下動線是什麼，去調整你現在站

的位置，可能他等一下出來要往右轉，那你站在左邊，你不就是白癡嗎？所

以你站位置就要靠這一邊。」（受訪者Ｋ）

因此，儘管是最單純的採訪場合，攝影記者在現場中也必須就各種可能的情形，思考

自己的移動性與被攝目標的可控制性，迅速地決定攝影鏡位，以完成攝影機能夠即時與即地

指向被攝目標的要求。所以，攝影記者不只要「人機合一」，熟練地操作攝影機，也要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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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融進現場的情境性中，與現場也「人地合一」。

第三節  脈絡中的現場情境

一、  新聞脈絡中的新聞現場

如果以上所描述的是同一空間中的不同元素互動下所構成的新聞情境的話，那本研究

也發現，新聞現場情境性也可能受到當下時空以外的元素所影響。新聞現場的情境性除了是

「空間」問題，也可能是「時間」，或「脈絡」的問題。不管我們把新聞攝影活動視作智能

配置活動或不同行動者所組成的網絡活動，攝影記者涉入新聞現場的過程其實不只是「此時

此刻」的事情。攝影記者Ｋ描述了一個很得意的例子，說明了現場情境性與新聞事件發展脈

絡之間的關係。該新聞事件發生在 2008年 10月，時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的立法委員廖風德登

山時猝逝，攝影記者Ｋ採訪馬英九以總統身份參加廖風德告別式：

「因為他（廖風德）是心臟痲痹還是什麼癲癇嘛，他太太有把她大拇

指給他咬在手上，...聽說有這一段，結果一上去，我看到他太太大拇指包這

個，繃帶還是什麼的，所以我就拍了那個手，因為我知道前一天他那個時候

快過世時，他太太有叫他不要咬到舌頭，所以用她的手放他嘴裡，所以就拍

那個。結果一回來，別台都沒有。...那時候我想說，別的攝影也有拍啊，因

為大家站在一起啊，他太太就在對面，馬英九就在這邊敬禮啊，就這樣啊。

我的意思只是叫文字記者可以特別寫一下，結果一播出去，哇，全部人（別

台攝影記者）手機都響了。...沒拍啊。」（受訪者Ｋ）

攝影記者Ｋ說，他之所以能拍攝到這個畫面，是因為他不管上班休假，每天都會看電

視新聞，避免自己在很多互相關聯的新聞採訪中不知道新聞重點。對本研究而言，除了看出

攝影記者需要敏銳的瞬間觀察力外，更顯示出某個事物之所以是具備新聞價值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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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往往是攝影記者把現場事物與新聞事件的脈絡連結在一起的結果。新聞現場除了是當下

的人、事、物的組合外，有時候也是當下與以往的人、事、物之連結。攝影記者Ｋ能夠「看

見」這個重要畫面，正是因為他帶著不同的「資訊」涉入到現聞現場。在此，我們發現攝影

記者的「看見」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連結」後的結果。

二、  解題脈絡中的新聞現場

電視新聞攝影活動中，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攝影記者要應付各種突發狀況，並

即時即地使用攝影機工具。但是，突發狀況作為新聞現場可能的情境性，實際上是連結或關

係的結果。因為突發之所以突發，正是因為相對於攝影記者來說，某個狀況無法預測，但當

它發生時，又被連結成與新聞主題有關。以上面的例子為例，廖風德太太手上的繃帶雖然成

為了攝影記者Ｋ的突發狀況，但對其他台的攝影記者來說，根本沒有被認知為突發狀況。其

實，以解題之角度來看，突發狀況的確是需要被連結的。攝影記者Ｎ提出了一個例子，說明

了某狀況之所以是突發狀況，是因為他把狀況與解題目標或「公司的興趣」連結在一起。新

聞是關於某家台北新開幕的百貨公司，在開幕當天出現跳電的情形：

「開幕第一天，當我，所有的攝影記者在我周邊的時候，可是他們都

沒有發現說跳電，可是我第一個反應是，我覺得我們公司一定會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立刻去追這個畫面，可是別家都沒有拍到這個東西。就是我個人判斷。

我覺得公司一定會對這個東西有興趣。所以我就拍了，沒想到也是有很大幫

助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別台，就不會拍？）有可能，因為這完全是我的經

驗，公司可能會對這個東西有興趣。有可能。這就是我的判斷。」（受訪者

Ｎ）

在這個例子中，「跳電」作為突發狀況，當然本身也可能具備新聞意義，但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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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Ｎ會拍攝這個畫面，是因為他覺得「公司一定會要這個東西」，或「公司一定會對

這個東西有興趣」。正如本研究一直強調，新聞攝影並非「全都錄」的行為，拍攝往往與解

題有關，攝影記者Ｎ另外又舉了一個例子，讓我們看到攝影記者如何透過自己以外的「眼

睛」去觀看新聞現場：

「有一次，下午我們去航醫中心去做那個台鐵首位女駕駛手的壓力的

時候，可是我就不明白，為甚麼他們看到林百里跟他的女朋友站在那邊的時

候，竟然沒有人要去拍呢？可是我的直覺就立刻把它拍起來。（可是那跟當

天新聞好像完全沒關係吧？）這就是完全是一個新聞敏感度，它是非常特別

的，我要更正一下，不是女朋友，是女性的朋友。...我就直覺是新聞敏感度，

我就把它拍起來。」（受訪者Ｎ）

攝影記者Ｎ強調說，這是個人直覺、採訪經驗，與聯想力混雜在一起的結果，是新聞

專業的表現。而對本研究來說，以上突發狀況的例子除了說明解題目標的「結構模糊」外，

更展現了突發狀況其實是連結的結果。而且，連結不只是當下「人 – 工具 – 現場」之連結

而已，還包括了新聞事件的脈絡、組織製作新聞的偏好，以及攝影記者對解題目標的認定與

想像。作為常用的比喻，「新聞鼻」所隱含的，其實就是一種想像和連結能力，而且，這種

能力如同小狗能憑著鼻子嗅到熟悉的氣味一樣，是可以經由訓練，喚起記憶的能力。

第四節   小結

其實，回歸到本研究的焦點，也就是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

的關係，從以上這些關於新聞現場如何與攝影記者的攝影活動互動後形成各種可控制或不可

控制的「情境性」，可以看到「情境性」和「新聞現場」除了是當下空間的狀態，也常常是

時間脈絡中的結果。所以，當攝影記者Ｎ提到「我們公司」時，他除了以當下的自己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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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互動外，他也同時透過以往的經驗，或以往在別的空間中與其他人（例如：主管、記

者）互動的結果以及對未來的想像（例如：林百里與女性朋友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則新聞），

來涉入和觀看當下的新聞現場。解題目標的「模糊結構」就正可能是因為目標除了是當下解

題的內容外，更包括了「以往」和「未來」的元素。而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攝影記者涉入現場情境性過程中，同時混雜了攝影記者對以

往、當下，以及未來的記憶和想像。當下的「人 – 工具 – 現場」事實上不是獨立存在的時

空，而是不同時空中不同元素之間的互動與連結所形成的連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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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誰的現場？誰的工具？–智能配置與權力互動中的攝影記者

從以上兩個章節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

的關係非常複雜。一方面攝影記者的「工具」並不只有攝影機而已，還包括各種協助他 /她

完成攝影任務，特別是取得新聞資訊和解題資訊的資源；另一方面，在新聞影像的製作過程

中，我們也會發現攝影機（不管是物質工具或心智語言工具的意義上）並非攝影記者一人所

「使用」。事實上，新聞攝影活動是攝影記者與不同的人與物「連結」的活動，而連結的過

程也是攝影記者「涉入」現場，參與共構現場情境性的過程。而且，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當攝影記者連結不同的人與物進行攝影活動時，活動本身除了是智能配置的活動外，也存在

著權力的互動。不管以上所提到的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之間的關係、採訪組合與現場人物的

互動，或攝影記者的移動能力/權力等等，其實都是和權力有關的事情。以行動者網絡理論

的話來說，電視新聞攝影可以說就是攝影記者與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活動，而各行動者之

間除了可能存在「同盟」的關係，也可能出現「敵對」的緊張狀態。

第一節  攝影記者的「資訊焦慮」

電視新聞攝影活動一定要有文字記者這個行動者參與嗎？答案並不一定。在台灣，電

視攝影記者常常遇到單機採訪的例子。但在研究中我們卻又發現，對大部份攝影記者來說，

幾乎沒有人認為單機是最好的採訪方式：

「...單機採訪，光是訪問就覺得有問題啦，因為你第一，不可能自己

拿麥克風自己拍，因為我覺得我們平常拍的時候，左手根本不是拿麥克風的，

我們左手要對焦、對光圈，很多功能的，不是拿麥克風的，而且我覺得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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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拍，會影響到我拍攝的構圖和想法。」（受訪者Ｌ）

「... 你什麼時候該放下你的攝影機去問？...問訊息？一直在錄，就來

不及拿紙筆，很難 Change啊。...最討厭訪問...因為我在想我的焦啊，構圖啊，

好不好啊，我就沒有辦法一心二用。加上碰到那個陌生人我會緊張，我不知

道要講什麼。」（受訪者Ｍ）

本研究最初設計訪談問題時，有關「單機」的題目是為了以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文字

記者在攝影記者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以這些答案反思攝影記者工作中所需要具備的「能

力」。而透過觀察，可以發現當文字記者不在現場時，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工作方式，或

涉入現場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當攝影記者不只要「拍」東西，更要負責訪問或和現場人物

打交道時，文字記者對攝影記者的「功能」才會相對地顯現出來。有文字記者在現場，攝影

記者可以是專心拍東西的人；當文字記者不在場或「失效」時，攝影記者還必需詢問新聞訊

息、安排訪問，和受訪者建立關係。以這樣的狀況來看，文字記者可以說是攝影記者的非常

重要的幫手或資源。

但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都能合作無間，必定是關係良好的「盟友」嗎？在訪談中，我

們發現攝影記者總愛「埋怨」文字記者。例如，常常有攝影記者抱怨文字記者提供的資訊不

足，造成拍攝困難：

「我覺得，就是好像都會，永遠就是會覺得，好像畫面不夠，可是我

覺得這個東西，也牽扯就是說，不知道是說，你文字他到底想要呈現的東西

是有多少，或是他稿會怎麼寫？」（受訪者Ａ）

攝影記者Ｍ也說最怕文字記者採訪重點不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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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討厭就是那個，採訪的東西不確定，...拍半天，不知道要拍什麼。

如果到那邊，到一個賣場，文字記者也不說要做價格，還是要做物價，或做

單品啊。不知道要做什麼，那拍完還不知道要拍什麼。」（受訪者Ｍ）

攝影記者Ｄ舉了一個工作經驗中的例子：

「例如你今天 order 的新聞，來，你今天要拍ＸＸ乾麵，就有很多文

字會說，你幫我拍一下這個料理包，我就納悶，拍這個料理包，是不是就料

理包就好了？什麼都不用拍？那我問他是不是拍料理包就好？他說不是，再

拍個麵，那你拍個麵，你的主題是什麼啊？你不是叫我拍個料理包，拍個麵

就好，拍兩個 cut 給你，那這樣夠用嗎？...其實文字的教育很重要...你今天至

少要讓攝影知道說，我今天新聞的主軸是什麼，我今天可能會帶到什麼，我

今天講的是什麼，你只要這包泡麵，但是你要用什麼方式設計出來，重點強

調是醬？麵？還是整個包裝？還是整個公司名字？」（受訪者Ｄ）

電視新聞攝影除了是攝影機的操作活動外，也是透過影像處理新聞資訊的作業。而對

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來說，當雙方對於何謂「主題」或「重點」沒有一致的想法時，往往會

造成攝影記者「不知拍什麼」的「資訊焦慮」狀態；似乎現場之中，什麼都可以拍，但拍了

卻又不一定用得上。事實上，以影像處理資訊這件事情並不只是「拍畫面」的事情而已，更

牽涉到組織主管開稿時的想法、報導文稿的內容重點和呈現方式，以及新聞現場素材等等。

而透過觀察，本研究發現攝影記者在選擇拍攝對象時，常常最在意自己「漏拍」，尤其是漏

拍文字記者想要呈現的新聞重點。雖然在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攝影記者在

現場拍攝時往往會與文字記者進行校準，以免漏拍，但在訪談中，我們也發現校準工作實際

上並非都能順利進行。許多攝影記者都提到，在現場拍攝時，負責文稿的文字記者常常不能

確定自己最後會寫什麼，因此造成了拍攝的困難。而且，有攝影記者也提到，自己對於文字

記者所傳達主管要求的資訊，也往往不能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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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懷疑，他從長官那邊聽來，轉達到我這邊時候，是不是有已經 

少了很多啦...，就像訊號衰減，就是他已經自己去蕪存菁了，又用他的表達

方式，又刪減了很多了。...這牽涉到人的心情，有時候牽涉到他的身體不舒

服，那有時候可能是他在那邊受氣了，他不是很想講話啦，或等等等等，...

那時候怎麼辦呢？你不會一直問吧？當然，他也會不耐其煩地一直回答你，

可是問多了也可能造成不一樣的反應啊...。」（受訪者Ｎ）

在這段訪談內容中，也展現了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之間，除了是工作上的搭檔關係外，

也存在了人際間的情感互動。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新聞採訪大多存在某些主管對新聞報導的

想像和要求，因此儘管攝影記者按照文字記者的提示拍攝，但如果最後沒有符合主管設定的

重點或目標時，攝影記者也還是難以「交差」。因此，我們可以說，攝影記者在整合和處理

新聞資訊和解題目標的過程時，除了必須指向新聞現場，更要指向文字記者以及組織主管。

特別是解題目標往往是模糊與動態的，儘管「長官」早就說了，也不一定可靠：

「你去現場採訪回來的東西，跟回來做不一定是你現場想的這樣，長

官可能換另外一個角度，或其他的方式去做，但是如果你畫面不夠的話，你

就很難朝那個方向去，就是你的延伸沒那麼長。...他們突然想到，這樣不夠

吸引觀眾，或當初也沒有特別想法，就叫我們去看看嘛，欸，回來，你跟他

回報，他突然有一個想法說，啊，應該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做，但是如果你畫

面不夠的話，就是你有些自己的畫面不夠的話，你就很難去做，他們要的一

些角度。」（受訪者Ｈ）

在訪談中，其實許多攝影記者都表示會體諒文字記者，因為有時候文字記者採訪目標

不清晰，與主管的目標模糊有關。但更有趣的是，有權力決定最後新聞報導的主管，也往往

無法在第一時間或採訪活動進行當下決定新聞內容和重點。對攝影記者來說，文字記者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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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提供的解題資訊，有時候必須小心看待：

「今天如果記者跟我講 1234567的時候，我不是只拍 1234567，我一

定會拍 123456789、10、11、12、13、14、15 啊！（為什麼？）因為我覺得

我怕，我帶回來的東西沒有辦法滿足他啊！（你說『他』，『他』是誰？）

記者或長官啊。因為文字記者必須向他的長官負責啊。可是長官坐在辦公室

裡面，他並不一定真正瞭解外面的狀況是什麼，他如果說我帶回去，突然說

要改變角度時候，你沒有那個畫面不就倒楣了嗎？」（受訪者Ｎ）

對很多攝影記者來說，不管是文字記者還是文字主管，雖然他們是攝影記者工作中重

要的新聞資訊與解題資訊的提供者，但他們的想法往往又可能是善變的。而且，解題目往往

不是組織內，還包括組織外，也就是不同組織之間的事情。而對Ｎ來說，為了「自保」，必

須具備他所說的「聯想力」，也就是在新聞現場中，不只要整合既有的新聞和解題資訊，更

要想像各種可能的新目標和新狀況。總之，本研究發現攝影記者工作中常常處於一種「資訊

焦慮」的狀態。「漏拍」除了是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事情（例如因為攝影記者動作太

慢而錯過了拍攝現場重要畫面），也同時是攝影記者與其他共同使用新聞影像的人之間的事

情。解題目標的「結構模糊」其實也就是是連結的結果。

第二節  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

一、現場的詮釋權

如果說剛剛描述的狀況是由於解題目標模糊所致，那當解題目標非常清晰時，攝影記

者們似乎又可能出現另外一種狀態的焦慮：權力焦慮。在實務觀察以及訪談中，我們發現文

字記者的解題目標與攝影記者的想法有時候會出現意見不同，而當這種狀況發生時，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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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身上的焦慮就已經不只是資訊問題，而是權力互動的問題；而且，更牽涉到誰有詮

釋或再現新聞現場的問題。訪談中，攝影記者Ｍ提到某次製作一則 3C產品銷售的新聞，當

天文字記者告知要做「熱賣」的主題，但他到了新聞現場中卻看不見「熱賣」的情景，但他

還是設法把畫面拍成很「熱賣」：

「那就不熱啊。你的主題就是拍人潮啊。那你當然是 close去抓那個，

人很多啊，腳啊，手在那邊弄 3C那些東西。...會盡量想辦法弄得像一

點。」（受訪者Ｍ）

如果說透過攝影機把新聞現場轉化成影像素材是電視新聞攝影工作中最核心的事情，

那我們會發現，當解題資訊與現場狀況出現差距時，也就是主管或文字記者所規劃或想像的

與攝影記者自己眼睛所「看見」的出現差異時，攝影記者就可能會遇到拍攝上的抉擇。更簡

單來說，當這種狀況出現，攝影記者便需要從現場攝影作為「目的」和作為「手段」之間進

行調整，而他/她涉入新聞現場的方式，以及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將有所改變。當然，

像以上攝影記者Ｍ把「不熱」的賣場拍成「熱賣」的這一類事情，其實也是與新聞採訪倫理

相關的事，但在訪談中，我們常常看到解題「目的」主導了「手段」的事情。有時候，「手

段」不一定是「無中生有」（把冷清的賣場拍成熱賣），而可能是「斷章取義」，或對新聞

現場特定事物的刻意「放大」，例如攝影記者Ｈ提到：

「那天其實就是ＸＸＸ開會常挖鼻孔，人家覺得你教育部長怎麼會做

出這樣言行不當的錯誤示範，然後在立法院大家就在賭，看他會不會挖鼻孔，

那就是真的挖鼻孔了...。（那天是記者本來就跟你講要去拍挖鼻孔？）對，

那天重點就是這個。」（受訪者Ｈ）

曾經在某政治立場偏向某黨的電視台工作的攝影記者Ｍ也提到，以前與記者出門拍黨

政新聞，就是要找不利於另一政黨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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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東西就會說，文字記者就是要那個方向，要你拍這個啊，拍比較

綠的東西，就抓藍的打瞌睡啊，什麼啊，不會在綠的場子抓你打瞌睡啊。」

（受訪者Ｍ）

在一篇關於報社攝影記者的研究中，也有一段精彩例子：

「...如果攝影記者接到的新聞稿單中，阿扁因為陳幸妤的事情悶悶不

樂，但當天阿扁出現的場合都是快樂的場合，從頭到尾笑嘻嘻的，期間只有

片刻的機會，記者拍到了阿扁不苟言笑、不怎麼出色的畫面，編輯卻選了它

來點綴新聞。」（許靜怡，2003：8-9）

從以上資料中，我們發現不管是電視或平面攝影，攝影活動只是整體新聞產製活動的

一個部份，或者說，現場攝影往往是為了某種報導目的之手段，而並非目的本身，因此，到

底在新聞現場中選擇「拍什麼」與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中「看見什麼」之間，常常無法取得

完整的一致性。其實，這也強調了新聞攝影並非一種「一鏡到底」或「全都錄」的攝影活動

但對本研究來說，更重要的是，攝影的選擇除了是一種「智能」活動，更存在與協力資源之

間的權力互動。在以上幾段訪談內容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文字記者或主管「引導」攝影記者

的拍攝狀況。有攝影記者便提出，工作中很容易變成文字記者或主管的「工具」：

「你拍什麼他也不在乎，他寫他的，你拍你的畫面，遇到這種剛開始

我會跟他講，我在現場看到甚麼，...那如果我溝通過之後，他還是按照他方

式寫，我可能跟這個人搭幾次我就放棄了。（你說的放棄是什麼意思？）我

就放棄他，我可能不會再跟他搭。我在他面前，我就覺得我是個攝影工具，

並不是一個攝影記者。」（受訪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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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不合時，攝影記者可以「抗議」或「不配合」嗎？有攝影記者

說，這已經不只是新聞採訪能力問題，而是人際關係和權力的問題：

「...眼睛長在頭上，沒辦法接受人家意見，他認為怎樣就怎樣，甚至

有時候說，長官說什麼長官說什麼，事實上我知道是假的，長官不會跟你說

那麼多，都是你的想法，...。」（受訪者Ｌ）

「當然我是盡量跟他溝通，那如果他覺得按照他的方法來寫的話，那

當然就是有討論空間，可是講白一點，如果你是剛進來，你是屬於比較資淺

攝影的時候，那當然他決定什麼就是什麼的話，你沒有辦法跟他反應。」

（受訪者Ｈ）

其實在訪談中，當研究者與各受訪者就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對「拍什麼」或新聞重點

上意見分歧時，很多攝影記者都會提到，攝影記者不一定都要「讓」文字記者的。如同以上

攝影記者Ｈ在也提到，當自己在組織中工作一段長時間後，由於公司主管對其能力以及態度

已經有一定的信任，因此當有文字記者「硬」要他把新聞現場拍成與事實不符的狀況時，他

是可能直接找主管抗議，並可能推翻或改變文字記者的想法的（他也強調，自己並不是每次

遇到這種狀況都會抗議，因為會害傷同事之間感情）。不過，在實務中我們似乎常常看到，

文字記者和主管，或被攝影記者歸類成「文字」的人，往往主導、制約，以及控制了攝影記

者在新聞現場的拍攝方式。事實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權力互動也是文字部門與影像製

作部門之間權力互動的延伸。「長官說的」不只是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之間的問題，也是攝

影部門或主管在組織內與文字部門的權力位階問題。工作十多年，曾在多家媒體工作的攝影

記者Ｌ在訪談中提到，台灣電視台的新聞部大多受文字部門主導，但他也曾任職過的某家電

視台，由於攝影主管個人特質，願意「挺」攝影記者，而曾經讓攝影部門與文字部門「平起

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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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的狀況是，現場不是那樣子，可是記者偏偏要這樣寫，...那

種我們可能就會直接跟文字記者說你可能需要修稿，因為我們兩個同時都在

現場，我不可能看到的，跟你看到的落差這麼大，對啊，這時候就要求改稿，

對啊，如果他還是不改，我們可能就直接由我們的主管出面去把這件事情搞

定。（那個時候是搞得定嗎？）搞得定啊。那時候我們的攝影組組長還蠻硬

的，可是他後來提早就畢業了26，呵呵，因為太硬了。」（受訪者Ｌ）

Ｌ表示，在那個時候，當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對現場感受或觀察有不同意見時，雙方

是有討論空間的，雖然文字記者（或文字主管）不一定都願意妥協，但卻有過一段攝影記者

可以據理力爭的日子。總之，我們從實務中可以發現，攝影記者除了不知道要拍什麼的「資

訊焦慮」狀態外，有時候也會出現知道要拍什麼卻又不一定說服自己的「權力焦慮」狀態。

以攝影機詮釋現場，不只是智能配置的問題，也是權力互動的問題。

二、攝影機的使用權

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影響了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攝影

記者與攝影機這項工具之間的關係。其實，在關於「攝影工具」的分析中，本研究已經提出 

攝影機作為一項物質工具雖然是由攝影記者所「操作」，但攝影機在「影音」的分工，以及

新聞影像作為心智語言的層面上，其實不只被攝影記者所單獨「使用」。特別是影像語言和

文字文稿之間關係密切，文字記者事實上可以說是與攝影記者「共同使用」攝影機工具的人

但是，在實務中，我們又發現當文字記者或文字部門過於主導新聞採訪時，攝影記者「使

用」或「連結」攝影機的權力，往往也會隨著他們詮釋新聞現場的權力而一同被削弱。攝影

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是「看」的權力也是「拍」的權力。當「文字」力量過大時，文字

記者與攝影記者的「分工」出現質變，「協力」攝影記者的人可能變成了「制約」或「控

制」攝影記者的人，例如在許多事先早已規劃好的新聞採訪形式中：

26 畢業：行話，也就是離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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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文字記者都已經幫你把畫面想好了，所以說，你只是出門幫她

把畫面拍下來。...跟這種人出去，第一，你會覺得，你不夠被尊重，你只是

被當做機器，去那邊你幫我錄這個錄那個，是她讓你知道說，這個東西，我

已經弄好在那邊，你只是拍就好，你不用去想太多，畫面她都已經幫你想

好。...輕鬆啊！但是問題說，如果你是那種對自己工作熱誠很高的，你會覺

得說，你不尊重我，因為畫面是我在負責，應該是我來安排我要拍什麼，而

不是你來弄。」（受訪者Ｓ）

事實上，在本研究進行觀察和訪談的過程中，許多攝影記者提到自己與文字記者之間

的關係時，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文字記者「指揮」攝影記者。而當我們進一步仔細分析

的話，會發現這種「指揮」的狀況大都出現在那些還沒到達新聞現場前，文字記者或主管就

早已設定好目標與內容的採訪類型中。在案例二百貨公司網路行銷週年慶的新聞中，我們便

看到文字記者主導整個拍攝過程的情形，在出門時，文字記者就已經告訴攝影記者Ｊ要「拍

什麼」：

文字：...我安排了那場景，就是安排一個，因為影片上本來就是有一

個所謂的購物達人，ㄟ，我們今天帶你看保養品有哪些特惠，ㄟ，到了ＸＸ

（某化妝品牌專櫃），擦一擦說，ㄟ，我們今天有這個特惠組，到現場，我

們就先讓她模擬一下，比如說到櫃台這樣的情況，...然後就訪問 bite，...。

（案例二）

攝影記者Ｊ表示，對他來說，當天可以說很「輕鬆」，因為還沒到達現場前，文字記

者就已經幾乎想好了整個文稿內容，甚至連應該是攝影記者負責的影像部份都已經想好了。

不管是各種影像素材的分佈（例如，網路影片與現場畫面的比例）、現場畫面的內容，以及

電腦圖卡的製作等，其實出門採訪前就已經決定好，而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工作，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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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文字記者所指定的東西拍攝下來。攝影記者Ｊ說，這種新聞根本沒什麼好拍：

「...我本來說，要不要拍人群啊...可是文字講說，她就是許那邊人少，

所以要從那邊轉場，到網路的畫面。（那你為什麼不拍『人少』的畫

面？）她根本沒有講說少啊。重點是網路影片。」（受訪者Ｊ）

Ｊ說，在他的經驗中，這種文字記者主導攝影的情形可以說「司空見慣」。但對本研

究而言，我們除了看到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之間某種權力上的互動關係外，更重要的，是攝

影活動中的權力互動其實也影響了我們對於新聞攝影作為一種以影像處理新聞資訊的活動之

認知。攝影記者賴以規劃拍攝的解題資訊，往往也可能是制約自己拍攝活動的權力來源；當

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權力位置出現不平衡時，攝影記者除了可能失去觀察和詮釋現場的權

力外，也可能連攝影機工具的使用權都被剝奪。在實務中，我們可以常常看見許多充滿「怨

氣」的攝影記者，每天工作中都可能存在著對資訊和權力的焦慮。

第三節  攝影記者的「連結力」

一、電視新聞攝影作為行動者網絡

同時以智能與權力之角度觀察電視攝影記者的現場攝影活動，其實也是把智能配置活

動置放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之中。本研究發現，攝影記者涉入新聞現場的拍攝過程，其

實也是連結不同行動者以完成電視新聞攝影這個行動者網絡的過程。新聞攝影的解題活動事

實上就是某個行動者網絡的形成活動。就像行動者網絡理論不斷強調，網路是一個為了達成

某種目的而形成的「結盟系統」，例如工程師為了建構新式的引擎時，他 /她的「同盟」包

括了柴油、幫浦、其他科學家和工程師、金融家和企業家，以及消費者等（Sismondo，2004/

林宗德譯，2007），攝影記者在進行攝影活動時，也必須與攝影機、文字記者、主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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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等「行動者」連結，以完成生產影像素材的目的。但也正如行動者網絡理論所提出，

網絡內各行動者之利益或角色需要往往並非一致，事實上行動者之間除了合作關係，更存在

權力互動的關係，而從本章節所描述的資料來看，就可以發現攝影記者與其他行動者，特別

是文字記者和主管之間的關係並不平衡。從以列出的例子中，我們甚至懷疑，雖然攝影記者

是新聞攝影網絡中與攝影機關係最密切連結的行動者，但他/她在網絡中的位置卻可能並非

核心。實際上，當我們以連結而非使用攝影機的角度去觀察攝影記者的工作時，會發現攝影

記者和文字記者這個最密切的協力者之間，不管在取得資訊或權力互動上常處於一個相對被

動的位置，可以說和攝影記者的「連結力」有關。例如，當文字記者以「長官說的」（不管

是真是假）來主導攝影記者拍攝時，我們會發現大部份的攝影記者與「長官」的連結，相對

於文字記者來說都不夠密切，也因此「長官」總是成為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出現權力角力時

屬於文字記者的「長官」或「籌碼」。在實務中，連結的量與質都「輸」給文字記者的攝影

記者，其本來應該最密切的「盟友」 – 攝影機，也往往「背叛」了他/她，成為文字記者所

連結的「工具」。在攝影記者「資訊焦慮」與「權力焦慮」的雙重狀態中，可以看到攝影記

者因為「連結力」不夠，而導致他/她在「人 – 工具 – 現場」中與攝影機以及新聞現場關

係或連結發生疏離的可能性。

二、「沈默」的攝影記者：現場受訪者，誰的連結？誰的資源？

電視新聞攝影的行動者網絡中除了攝影記者、文字記者、組織主管和攝影機工具等行

動者外，還包括了重要的現場受訪者。而在實務工作中，電視攝影記者往往由於忙於拍攝作

業，例如操作攝影機或構思分鏡等，一般來說與現場受訪者之間較少接觸，而多由文字記者

擔任這些工作。站在攝影機後面的攝影記者與現場受訪者之間，不管在物理空間或人際關係

的溝通距離上，都常常出現一種「攝影記者 – 攝影機 – 文字記者 – 受訪者」的位置關係。

在詢問新聞訊息、正式訪問或人際互動這些事情上，攝影記者往往是透過文字記者作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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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接觸」現場受訪者，而少有與他們進行實質互動。本研究所觀察幾個案例中，除了案例

三（警察配槍）的攝影記者會主動與現場受訪者（例如：派出所所長）溝通或談話外，其他

案例中，幾乎都是由文字記者與現場受訪者互動，而攝影記者大多扮演一個「旁聽者」。但

正如有攝影記者在訪談中提到，攝影記者除了需要文字記者提供資訊外，也同時需要現場受

訪者提供資訊，才更進一步地知道要「拍什麼」；但在大多數的新聞現場中，相對於文字記

者，很少攝影記者是直接與受訪者互動的。以智能配置的活動來看，受訪者作為提供資訊的

「外在資源」常常都是屬於文字記者，而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文字記者與受訪者

的連結關係也比攝影記者的來得深。總之，在大部份情形中，受訪者都往往是文字記者的資

源，而攝影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也總是需要透過文字記者去中介或再連結。當然，有

受訪的攝影記者就指出，攝影記者與現場受訪者相對較少互動，往往可能因為多個原因：例

如，攝影記者忙於拍攝、文字記者對比較常接觸採訪路線上的新聞人物，或負責聯絡採訪的

人大多是文字記者等理由。但也有受訪者認為，這是台灣電視攝影記者普遍的「沈默」現象：

「我覺得通常喔，中華民國的攝影記者，通常都是沈默，而且站在旁

觀者立場來紀錄這件事情，他代表了攝影記者就是很沈默地去用眼睛去觀察

他紀錄下來的事情。可是，這是指有文字的狀況下的時候，但是如果沒有文

字的時候呢，他是不是必須要跳脫他沈默的觀察者角色，而必須要去進入到

那個新聞事件來做協調？那他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一種。那對攝影記者來說，

相對來說，不只是時間效率上的一種浪費，以可能是一個他個性上的挑戰，

或者是說，他必須要去花更多的時間，去跟人家溝通。」（受訪者Ｎ）

如同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是涉入的活動，文字記者也一樣需要涉入到新聞現場之中。

而透過觀察兩者與其他行動者的連結關係時，我們會發現攝影記者之所以與文字記者互動中

往往處於被動的位置之重要原因，正是因為不管在提供「新聞資訊」（例如：受訪者）和

「解題資訊」（例如：主管）的行動者之連結上，攝影記者的「連結力」往往比文字記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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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弱。其實，提出攝影記者「沈默」的受訪者Ｎ在訪談中也說，攝影記者的工作除了攝影，

也包括了協調、問訊息，以及回報訊息給公司主管等任務，而且他也強調，文字記者與攝影

記者之間是互助的協力關係，但在實務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部份攝影記者都是透過文字記者

去連結組織主管與受訪者等重要的行動者，而因此加深了攝影記者對文字記者的依賴。本研

究認為，連結不只是人際互動的事情而已，更牽涉到各種新聞和解題資訊的取得能力，以及

權力互動中所能掌握的「籌碼」，而在實務中，受訪者這項重要「籌碼」卻往往並非攝影記

者所擁有。

三、  突發狀況：現場情境作為行動者

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本研究關心的焦點。在

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其實同時是智能配置與權力互動的事情。攝影

記者在形成「人 – 工具 – 現場」的過程中究竟連結了多少的資源，不管在處理資訊或權力

互動上，都扮演了重要的影響角色。在訪談中很多攝影記者都認為自己不被文字記者或文字

主管尊重，以本研究的角度來看，就是因為攝影記者缺少與其他行動者的密切連結，而讓自

己成為新聞攝影網絡中「被動員」的行動者。不過，有趣地，在實務觀察和訪談中，本研究

發現新聞現場中是否存在突發狀況，其實也影響了攝影記者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權力互動。

在某個角度來看，新聞現場也是一個網絡中的行動者，它會透過本身是否具備突發狀況而改

變攝影記者涉入的方式以及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例如，抱怨文字記者不重視自己的專

業的攝影記者Ｓ，提到拍攝突發狀況不斷的新聞現場時，露出了自信的表情：

「我覺得一種情況喔，我反而會處變不驚。例如就在一個突發的災難

現場的時候，我不會慌。像那天 331地震的時候，我看到的東西，我馬上拍，

我馬上思考說，好，下面有沒有人的反應？表情的反應？有的話，東西一結

束，就馬上帶到這邊來，我不會慌。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自己會慌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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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我不會，我反而很鎮定說，喔，那邊應該會很慘，我再想辦法衝進去

拍。...但是，你想的要想很多，像是你拍到這個，那剩下的你要幹嗎？...拍

到這個，我想到很多點，例如說，好，這個掉下來，下面會不會有傷亡？...

拍到傷亡的話，我要怎麼過去拍？好，我帶子要怎麼第一時間傳出來？」

（受訪者Ｓ）

在訪談中，攝影記者Ｓ常常提到，文字記者和主管不尊重攝影記者的專業，把攝影當

成工具，執行他們所早就設定好的採訪任務。而「新聞內容」往往也是被文字記者所主導的

事情，除非文字記者願意，否則攝影記者難以參與。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看到新聞現場雖然

是Ｓ需要觀察的對象，但現場與Ｓ之間的關係卻是透過文字記者作為中介，也就是Ｓ所觀察

以及紀錄的現場，事實上是文字記者眼光中所希望攝影記者同樣看到的現場。在這種採訪任

務中，新聞現場彷彿只是為了特定採訪目的而去擷取影像素材的「資源庫」。但是，當攝影

記者Ｓ提到突發新聞時，情緒卻突然亢奮，某種攝影記者「關心」新聞現場的「熱情」再度

浮現。不管是談到拍什麼，還是如何把拍到的東西傳回組織，都可以看到了一個截然不同，

表現出積極主動的攝影記者之形象。特別是觀看現場上，可以看到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

更直接的、即時和即地的關係。如果說，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不斷發現攝影記者工作中

「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中，實際上充滿了更多攝影記者、攝影機，以及新聞現場以外

的影響元素，那在攝影記者Ｓ關於突發現場的訪談過程中，卻似乎看到了相對單純的，只介

於攝影記者、攝影機，以及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而攝影記者在攝影活動中也扮演了更大以

及更重要的行動角色。其實，在另外一個訪談中，有攝影記者就提到，自己在不同的新聞現

場狀態中會有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我把攝影記者定位是，某種場合他得確是攝影記者，因為你

必須帶著機器，然後到了新聞現場裡面，其實你觀察的搞不好比文字記者

還多。新聞現場發生的第一時間，如果你拍的東西，很多反應之類，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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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是最真實的。...有些場合其實不是，如果你到了一個記者會，比如像政

府的記者會，是比較訊息的東西，當然還是以文字記者為主，因為主要是

訊息的東西。那我們的功能是多拍一些，台上官員和台下記者的互動，或

者是我們錄一些他的Bite，這樣而已。...如果有新聞現場，你自己扮演的角

色會比較吃重。因為很多都是以現場畫面為主，所以當然我會盡量想要多

拍一些，或是盡可能再深入一點。...像是比較有場面，有畫面為主的新聞，

我當然會比較主動。」（受訪者Ｈ）

因此，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去分析新聞現場扮演的角色，可以說對攝影記者而言，

現場也是重要的行動者，並扮演了造成網絡差異的力量。就以Ｈ的談話內容來說，當文字記

者與攝影記者到達一個有「現場」，也就是說充滿各種突發或未知變數的新聞現場時，新聞

現場本身的特質加強了攝影記者在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觀察的搞不好比文字記者還多」。

在這種現場中，文字記者雖然還是提供資訊給攝影記者的重要資源，但文字記者卻需要依賴

攝影記者即時與即地的觀察和拍攝能力，才能取得完成解題任務的影像素材。用行動者網絡

的話來說，有「現場」的新聞現場相對於沒有「現場」的新聞現場更能夠被攝影記者所召幕

或動員，而在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權力互動中，有「現場」的新聞情境似乎是攝影記者的

「盟友」，傾向攝影記者一邊。突發狀況或新聞現場作為行動者，其利益或角色需要，似乎

不須文字記者去中介，而讓攝影記者可以更大程度地去連結。當然，這種攝影記者與突發狀

況之間的連結也是有條件的：包括攝影記者必須也能主動連結、具備純熟的攝影機操作技術

敏銳的反應，以及對發生事件的預測能力等等。

四、現場以外的行動者：剪接設備、電腦圖卡，資料畫面

行動者網絡理論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部份，是將工具和技術也視為網絡中的行動者。

對Latour等人來說，只要能夠造成網絡差異的事物都可以被視為行動者。而在先前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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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便發現不同的攝影機可能形成不同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例如，小型攝影器材

改變了人與現場受訪者之間的距離，改變了新聞報導的可能形式，而隱藏式攝影器材更提供

某些場所成為新聞現場的「機緣」，並讓攝影記者可以更直接地與新聞現場人事物互動。以

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看，攝影機這種物質工具的特性形成了不同的人與其他行動者（包括新聞

現場）之間的連結，也構成了不同的新聞攝影活動特色，以及攝影記者涉入現場的方式。而

在攝影影像作為心智工具的討論中，我們也發現影像語言除了是攝影工具所生產外，還必須

被連結到剪接工具以及影像序列中才能真正地完成其報導功能，因此剪接工具以及影像序列

的形式其實也是沒有出現在現場之中，卻對攝影記者的攝影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的行動者。而

當非線性剪接系統引進到攝影記者的工作環境中時，非線性剪接作為新加入的「非人行動

者」也同樣對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關係造成影響和差異。在廖啟光

（2009）的研究中，便提出了非線性剪接工具對攝影記者拍攝的影響，造成了「去技術化」

（de-skilling）的結果。在該研究中，有實務工作者就提出非線性剪接系統造成攝影記者的

「懶惰」傾向，例如當「老攝影」可能把許多心力放在「攝影構圖」、「採光」以及各種運

鏡技術時，年輕的攝影記者只要透過非線性剪輯的操作就能創造出類似的效果。而且，非線

性剪輯設備進入新聞室後，攝影記者的影像邏輯也全面退步，因為在新聞中「拍」東西已經

沒有以前那麼困難，許多技術上的失誤（例如：色溫）都可以經由非線性剪接系統輕易地修

改。而在本研究中，我們也發現非線性剪接這個「非人行動者」的確造成影響，特別是我們

最關注的「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非線性系統可以說更加強了現場攝影作為剪接

目的之手段的情形。

不過相對於非線性剪接系統還沒完全普及到每個電視台中，另一種非人行動者卻早以

滲透到攝影記者每天的工作網絡中，那就是電腦圖卡以及資料畫面等影像素材。例如在很多

新聞採訪中，都可以看到文字記者時早已規劃了電腦圖卡的使用。例如在案例二中（百貨公

司網路行銷週年慶），在文字記者也提醒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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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幫我拍一下（某品牌香水），然後我們可以走了。

攝影：你要上ＣＧ 喔？

文字：對對對。所以你可以放在右邊。

攝影：那我放左邊，你字上右邊，還是你字要上左邊？

文字：有沒有辦法它在中間，然後右邊上ＸＸ（某百貨公司名稱），

左邊上ＸＸ（另外一個百貨公司名稱）

在這個採訪現場中，攝影記者拍攝某瓶香水，除了因為它與新聞主題（網路行銷週年

慶）有關外，更是因為要配合文字記者的電腦圖卡（Computer Graphic）之需求。其實電腦圖

卡除了是一種電視新聞報導的影像材料外，已經是目前一種慣常的新聞報導的呈現手法。如

果說在黃新生（1994）書中所提出的拍攝手法是比較傳統的影像呈現方式，也就是以攝影記

者拍攝的畫面（不管是訪問還是其他現場畫面）作為影像序列的主要影像成份的話，那在當

今的電視新聞報導中，除了攝影記者所拍攝的影像外，影像序列中也常常出現電腦圖卡的部

份。在訪談中，許多受訪的攝影記者也說，電腦圖卡已經是電視報導中其中一種必備的畫面

素材。

另外，資料畫面也是另外一種影響攝影記者作業的行動者。攝影記者Ｓ在訪談中提到，

很多新聞報導其實是新聞事件的後續報導，而在這種類型的新聞採訪中，他拍攝時就會考量

到資料畫面的使用，而調整自己在新聞現場中的拍攝量。對本研究而言，以上的電腦圖卡和

資料畫面其實也強調了，呈現在最後在視報導中的影像實際上並非只有攝影記者的攝影機所

生產的影像，還包括了其他的素材。而這些素材與攝影記者拍攝的畫面，可以說在時間有限

的電視報導的影像序列中存在競爭的關係。例如，當一則報導中使用越多的電腦圖卡，那現

場畫面的比列就相對減少；相對地，攝影記者在現場拍攝畫面的重要性也變低。而且，更重

要的是，電腦圖卡和資料畫面的使用，也分別代表了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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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間的不同意義。一方面，由於電腦圖卡是由文字記者所負責規劃，交給後製動畫師所

製作，因此在新聞影像的生產中，文字記者可以說透過製作電腦圖卡扮演了生產畫面的角色

去掉了攝影記者與攝影機「壟斷」生產影像素材的狀況。另一方面，資料畫面則凸顯了新聞

現場往往是某種新聞脈絡中的現場；也就是說，現場的意義必須與以往的現場連結，而攝影

記者涉入當下的現場時，其實已經可能透過了以往的新聞畫面去中介了，而改變了自己與當

下現場之間的連結關係。總之，電腦圖卡和資料畫面不只是報導素材，更影響了當下的「人 

– 工具 – 現場」在新聞採訪中的重要程度和功能角色。

五、新崛起的行動者：網絡影片

除了電腦圖卡和資料畫面，影響攝影記者與現場之間，甚至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關係

的，還包括了越來越普遍的網路影片。在訪談中，受訪者Ｙ與研究者討論到底誰才是攝影工

具的真正主導者時，突然提到了網路影片對自己工作的影響：

「我覺得主導權還是在人身上吧，因為畢竟是人操作機器啊。（可

是那個人是攝影記者嗎？）嗯 ...現在已經有點變質了，但不應該這樣子。

（你說現在變質，那以前是怎樣？）以前...嗯...因為現在已經變成全民狗仔

新聞了嘛，你只要有畫面，不管你的身份是什麼，一般路人甲，你只要有

畫面，到了電視台...，我們電視台要的東西只是要畫面，它不管這個東西是

誰拍的，一般民眾，攝影記者，都沒關係，我們電視台的東西，我只是要

畫面。現在是這樣子。可是以前，應該是人去主導嘛。（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攝影記者或文字記者，不是一般民眾，那操作那個機器的人才能

決定說，我這個東西我要不要，它是不是新聞，那現在已經變得有點本末

倒置，就變成我只要看畫面，我不管那個東西是誰拍的，只要它夠新聞性，

它就是，變成畫面在主導，不是人去主導啊。那人主導，我可以決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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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新聞，那現在已經不是啊。」（受訪者Ｙ）

在訪談當時，研究者本來計劃從誰主導攝影工具的使用來進一步探討文字記者與攝影

記者之間的關係時，攝影記者Ｙ卻提出了一個研究者原本先沒有想到的討論方向：網路影片。

其實在實務觀察中，特別是最近兩三年Youtube等影音網站普及後，電視台常常翻拍這些網

路影片以製作電視新聞。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在新聞部看到三個以上的攝影記者架著攝影機

同時在不同的電腦前，翻拍不同的網路影片。一時間，辦公室彷彿也成為「新聞現場」。當

然，如同許多受訪者所說，「翻拍」本來就是工作中常常遇到的事情，只是在以前，可能是

翻拍報紙或雜誌上的照片，現在只是換成網路影片。但從Ｙ的談話內容中，可以觀察到網路

影片的意義不只是新的翻拍對象而已，更改變了攝影記者工作中「現場」的定義。因為以攝

影工作的角度來看，發生新聞事件的場所已經不再是攝影記者工作中唯一的「現場」，攝影

記者涉入到發生中新聞事件的紀錄活動也不再是工作中唯一的涉入方式或情境，而攝影記者

和文字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這裡指新聞事件正在發生的現場） 之間的關係

也不再是他們工作中唯一需要處理的事情。甚至可以說，網路新聞已經不再需要有實質意義

的「新聞現場」。很多受訪者就說，對攝影記者而言，製作網路新聞很簡單，幾乎不花太多

大腦，因為工作只是翻拍而已。在訪談中，許多攝影記者也認為某些網路影片的確具有新聞

意義，但是卻對自己經常拍攝網路影片感到不滿：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們會不屑這種網路新聞，有時候文字是為了

找新聞而找新聞，它不是真正的一個新聞事件，或是它新聞的元素不夠。

但是從網路上找新聞其實最快，你就把它翻拍下來，再加上一點後製，就

變成一條新聞。那有些就很無聊，就生活一些周遭事，你就知道這個人明

明會這樣，那這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那為什麼你還是把它做成一條新

聞？所以我覺得他們是為了找新聞而做新聞。」（受訪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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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訪者都認為，由於網路影片對攝影記者來說幾乎是不須要太用心觀察的，早被

拍攝好的「新聞現場」，而且絕大部份會選擇網路影片製作新聞都是由文字記者或文字主管

所提出，因此對攝影記者而言，製作網路新聞時往往會少了「主動」或「積極」的心情。在

製作網路新聞的過程中，攝影記者除了是一個翻拍者以外，可以說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攝

影師」，更不太能算是「記者」。在這種「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中，攝影記者與網路

中的「現場」，往往是疏離的。

另外，如果把網路影片的意義放大，會發現網路影片所代表的「攝影」與「傳播」特

性，其實也代表了電視攝影記者已經不再是電視影像產製中的最重要或甚至唯一的生產者。

在電視製作的行動者網絡中，許多以前只能是新聞產製網絡以外看電視新聞的一般人，現在

已經可以透過手上的錄影裝置（例如：家用錄影機、數位相機，或可錄影手機）以及電腦設

備，成為生產新聞影像的人，參與到「新聞攝影」的網絡之中，成為自願或非自願的「攝影

記者」。而對本研究所最關注的那些攝影記者來說，他們所生產的影像可以說已經到了一個

需要與業餘影片製作人「搶版面」的階段。攝影記者的「專業」能力或許仍在，但「專業」

地位卻受到了影響，或「專業」的內容已經有所改變。工作十多年的攝影記者Ｌ說，以前當

攝影記者和現在當攝影記者的最大不同，是以前上班時，幾乎都在外面拍攝，但現在卻越來

越多時間是留在辦公室翻拍電腦，剪新聞，或做其他「雜事」。本研究發現，原本必須站在

現場進行攝影作業的攝影記者越來越變成一個留在辦公室的「影像處理者」。而且，隨著新

聞事件正在發生的「新聞現場」之角色受到網路影片的影響，攝影記者在組織中的位置或功

能也同樣受到影響，因為對組織主管或文字記者而言，他們已經不需要像以往一樣只能依賴

攝影記者生產「新聞畫面」，原本可能成為攝影記者連結的資源或「盟友」的新聞現場，在

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主管的權力互動中已經不一定能扮演重要的影響力量。而最後的可能

結果就是，攝影記者能連結的資源越來越少或薄弱，與文字記者和文字主管之間的關係也就

1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越來越難平等。

第四節   小結：當「我」變成「我們」，「我」的個人狀態

在本章節中，我們主要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切入，分析電視新聞攝影網絡中，影

響攝影記者在網絡中位置的幾個重要行動者。從分析中可以看到，電視新聞攝影是攝影記者

把智能配置在不同的人與物的協力活動，但同時也是攝影記者與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權力互動

過程。行動者網絡理論中「連結」的概念強調了新聞攝影活動本身同時是協力與權力的活動。

攝影記者在網絡中的「連結力」，不只關於處理新聞資訊的能力，也包括他 /她和其他行動

者之間的協力關係或權力角力，而最後更會影響到攝影記者詮釋新聞現場和直接使用 /連結

攝影機工具的權力。而在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大部份的工作狀況中，文字記者可以說是與攝

影記者最密切連結，也影響攝影記者工作方式的最重要「行動者」。其實，就像

Underwood（2007）所說，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是同在一條船上的兩個人，工作中彼此分享

成功與失敗，兩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比男女之間的感情關係更具戲劇性。攝影記者Ｋ也說有

默契的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也如同一對夫妻一樣，不用開口，就互相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但

在研究中，我們卻很少看到這種完美的搭配，更多的似乎不是夫妻，而是怨偶。事實上，在

訪談中，不管研究者是否提問，每個攝影記者都主動提到了文字記者對自己工作的影響，而

且，其中包括了許多對文字記者的抱怨或不滿。在本研究中，埋怨文字記者可以說受訪者工

作中的共象。但是，當我們以單機採訪去詢問攝影記者看法時，卻又發現絕大部份攝影記者

又不願意少了文字記者的協力。其實，以本研究的角度來看，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之間的關

係，正說明了「人 – 工具」協力活動中的權力互動；大部份攝影記者抗拒單機採訪，則可

以說顯示了當文字記者這種「工具」（不管是作為資訊工具或連結工具）失效後，攝影記者

所遇到的困擾。而且，當我們在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之間，再加上攝影機時，會看到兩人共

同使用（連結）同一工具的行為，而構成了如 Clark所說，活動主體從「我」（I-ism）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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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we-ism）的狀況。當然，在實務的分析中，電視新聞攝影記者工作中的「我們」

其實更包括了更多不同的人與物，而形成更複雜的智能活動狀態。但本研究卻也發現，當

「我們」一起完成解題任務時，「我」的角色將會有所改變。也就是說，當攝影記者為了完

成攝影工作，必須把智能配置到不同的人與物時，這些不同的智能雖然構成了攝影記者解決

問題的「延伸的心智」，但似乎也同時構成了某種控制的力量，反過來影響了攝影記者的個

人狀態。攝影記者工作中出現的「資訊焦慮」和「權力焦慮」，就可以說是攝影記者形成

「我們」後可能遇到，經常遇到的不協調或不滿意狀況。

當然，在實務中，我們也看到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之間的關係也是人際間的情感互動。

當攝影記者認為被文字記者「使用」、「利用」或「看不起」時，已經不只是智能的協力而

是情感溝通上的事情。不過，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在解題任務中也存在另一種影響了兩者之

間的重要關係：共同使用攝影機的兩個行動者。不管在錄影和錄音的技術分工，或訪問與拍

畫面的採訪內容分工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其實都共同使用著攝影機這種物質以及心智工

具。也就是說，在攝影記者「我們」的智能活動中，他 /她必須面對攝影機實際上並非他/她

所獨自「使用」這個似乎有點難以理解和接受的事實。因為雖然表面上攝影記者「操作」了

攝影機，但不管是「拍什麼」或甚至「如何拍」的問題上，攝影記者都往往要文字記者提供

資訊以進行想像、聚焦，和校準的工作。而且，由於攝影機所生產的是具備心智工具特質的

影像素材，而這種影像素材又與某個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在剪接過程中，共同呈現的影像序

列（也就是最後的電視報導）有關，因此，攝影記者在生產影像素材時，不管是當下還是未

來，都需要和文字記者一起進行。總之，在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我

們」的協力中，攝影記者的核心工具 – 攝影機 – 可能並不只是攝影記者的工具的狀況。

「操作」工具的人卻不一定是真正意義上「使用」工具的人。在「我們」之中，「工具」究

竟屬於誰，其實可能是一件超越表象，並隱含協力與權力互動的事情。也就是說，當我們要

去探究攝影記者的「我」在「延伸的心智」中的個人狀態時，似乎必須把這種工具可能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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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所「獨佔」的因素考量在內。而且，與「我」共同使用某件工具的人，又可能與「我」

之間存在權力互動的關係。當攝影記者的「工具」不再只是攝影機時，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

的關係似乎越來越複雜。而攝影記者的「我」在攝影活動中的位置，也必須從協力和權力的

連結互動中觀察才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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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結論

第一節  電視新聞攝影不只是「攝影」：「人 – 工具 – 現場」作為「計算」活動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從事電視攝影工作約 30年的攝影前輩Ｇ，討論電視攝影的

技術問題。Ｇ說，這三十年來電視攝影器材越來越進步，不管攝影機的可靠性、方便性、操

作性以及畫質等，都越來越好用。但 G也提出，新聞攝影師或攝影記者的專業並非只有操作

攝影機而已，還要知道主管和文字記者在想什麼：

「他們（主管）要的東西我就已經幫他（文字記者）抓好了，今天打

個比方，我會習慣性地，把那個今天文字，今天執行，你今天拍什麼主題在

車上先跟我講一次，...我又有一個習慣，這個文字，執行製作這個禮拜寫的

東西寫的稿子，我一定會去看，...他的習慣性，他喜歡什麼樣的調調，比較

文藝性？比較感性？或是比較報導性？我就會看你這個性，你比較屬於哪一

種？比較感性的，我會抓一點比較感性的東西，所以說一個節目拍下來，幾

乎畫面我會去掌控他要的東西，主動去拍他要的東西，然後讓他有足夠的這

個長度去剪接。」（受訪者Ｇ）

這是一位三十多年攝影工作經驗的人總結多年工作經驗後的想法，在其中可以發現，

雖然攝影記者是以操作攝影機工具維生的人，但他們的專業其實不只是操作機而已，還包括

了「拍什麼」（甚至「如何拍」）的資訊處理能力。而在本研究中我們進一步發現，如果說

電視新聞攝影是攝影記者、攝影機與新聞現場形成關係的活動過程，那當攝影記者為了解題

而讓三者產生連結時，攝影記者的攝影活動實際上更是一種智能配置活動。新聞攝影不只是

以攝影機生產新聞影像資訊而已，更是透過取得、評估與想像什麼是「解題資訊」來完成解

題任務的過程。當然，正如在研究分析中看到，解題資訊雖然與新聞資訊，或新聞現場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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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新聞元素的事物有所重疊，但卻又不儘相同，而且解題資訊和解題目標實際上又往往是

「結構模糊」。因此，為了真正發揮攝影機工具的運用（不管是物質工具或心智語言工具），

攝影記者必須連結各種「人」與「非人」的資源，形成更整體的「攝影工具」，才能更精確

地以最能解題的方式決定如何攝影機的使用。在某種程度而言，攝影記者啓動攝影的剎那其

實不只是當下的事情，而是攝影記者與各種外在資源配置後，在特定的物理空間中，把自己

的身體（例如：走到一個特定位置，或按下錄影按鈕的動作）、攝影機，和新聞現場形成直

線關係的結果。在電視攝影記者的攝影活動中，攝影機雖然是必須具有的「工具」，但與各

種外在資源（例如：提供資訊文字記者或主管、現場突發狀況，和新聞同業等）相比，它卻

可能並非處於最優越的位置。Vygotsky認為工具延伸了人類的能力，讓他們完成原本無法完

成的任務時，在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中，我們卻更看到，攝影機雖然延伸了人類以影像紀錄

現場事物的能力，但是攝影機工具之使用與指向的對象，卻不只是攝影機本身所能夠決定的

換句話說，攝影機提供了影像紀錄的「機緣」，但這個「機緣」的真正內涵卻還包括人類使

用攝影機的方式，以及人類如何把攝影機與其他外在資源同時配置到活動的過程之中。因此

攝影機讓新聞攝影活動變成可能，但新聞攝影活動的特性，卻又回過頭來影響，甚至制約了

攝影機在新聞攝影活動中的使用方式。所以，「工具」的特性實在無法與活動本身分開，而

只有把「人 – 工具 – 現場」置放在整體解題活動中，我們才能看見三者之間的關係，其實

會隨著電視攝影解題活動中的空間條件、智能配置、資訊流動，以及權力互動之過程，而形

成能被理解的意義。實際上，不管我們以哪個角度來看，電視新聞攝影都不只是「攝影」活

動而已，更是攝影記者對各種資訊和資源進行評估後的計算活動。這些資訊可能同時包括了

空間距離條件、競爭者數目、新聞和解題資訊的重疊程度，以及攝影記者與其他協力者的權

力關係等等。因此，與自己買一臺攝錄影機在家裡拍老婆小孩的「攝影活動」相比，電視新

聞攝影更像是不斷想像與校準的「計算活動」。在分析中受訪者Ｎ多次提到，攝影記者必須

具備「聯想力」，而對本研究來說，「聯想力」所代表的就是攝影記者為了讓「人 – 工具 

– 現場」產生解題效果的關係過程中，不斷對各種資訊、資源與限制的想像和連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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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必須涉入與放大的「情境性」

在文獻探討中，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不只是「在內」（contained in）而是「涉入」

（in-involve）；空間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容器」，更是透過人類活動而形成對人的意義。空

間並不只是三維空間，更是被人所經驗的事物，透過「涉入」的活動所賦予意義。空間對人

的意義實際上是涉入活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情境性」。而在本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在電視

攝影記者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中，「現場」雖然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但它對攝影

記者所產生的意義，事實上並非當下的物理空間或拍攝場所而已，更是攝影記者以解題的角

度，把已知的新聞和解題資訊，以及對未來或甚至未知的解題目標等事情連結在一起的結果

實際上，現場雖然是新聞攝影活動的必要場所，但現場的意義在攝影記者到達現場前，就已

經開始一步一步地形成。同樣地，電視新聞攝影中「人 – 工具 – 現場」並非物理空間中人

類操作工具的行為而已，而是透過想像、聚焦、校準的方式，跨時間地存在於攝影記者從頭

到尾的採訪過程中。現場的「情境性」便正是攝影記者以解題的方式「涉入」至整個採訪過

程時，以尋找出新聞現場能被賦予的新聞和解題意義。電視攝影記者的工作或專業，可以說

就是他/她必須「涉入」到新聞現場中，讓現場產生意義，並將現場轉化成影像素材的活動。

而且，當電視攝影記者涉入到新聞現場時，現場的情境性已經不是攝影記者與新聞現

場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已。現場不只是當下的資源與限制，更是攝影記者需要透過「另外一個

我」去觀看的對象。攝影記者Ａ某次回到鄉下老家，看到家裡後院飛滿蝴蝶，覺得很漂亮，

於是用照相手機拍下一段影片放在社交網路上跟朋友分享。這段影片長度約 40秒，用廣角

鏡頭從左往右拍，然後要從右往左拍，一鏡到底，沒有分鏡，也沒有剪接。當這段影片放到

社交網路後，同樣擔任攝影記者的同事Ｚ留言提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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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沒有分鏡。

Ａ：不用做新聞我爽怎麼拍就怎麼拍！還分鏡！我還雙分割雙疊

影27！....。

看到這段對話後，研究者與攝影記者Ａ討論：

「（你那時候這樣講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就是認真的。...拍東西

需要剪才需要分鏡啊！...家裡那種的，我亂拍，開心就好。我不會顧慮到有

沒有什麼的，...我也不需要心裡想說，我要拍特寫，我要分鏡，就隨我，我

拍一個 long cut 就好，也不需要去拍蝴蝶很近。...分鏡...那可能新聞需要，因

為我要剪很多。（你說要剪很多？）就是文字會提很多，那為了避免做新聞

單調，可能幾秒幾秒，畫面就要跳。...但是我自己的東西，在家裡拍 home 

video，沒有所謂的無不無聊，我純粹就是拍我自己開心好看的。（所以，心

情差很多？）家裡 video 是拍開心的，可是公司是給我們錢的，我們必須要

達成有收視率的東西，觀眾要看的。...反正，公司用的拍攝畫面就會想很多

事情。」（受訪者Ａ）

在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分鏡」作為電視新聞攝影的常用方法，其實往往與

該活動的特性有關；似乎從來沒有人規定，動態攝影一定要採用分鏡手法拍攝的。但在工作

中，攝影記者似乎必須以「另外一個我」的眼光去觀看面前的空間，才能符合各種諸如「剪

很多」、「文字會提很多」、「有收視率」和「觀眾要看的」等要求或條件。或者說，電視

新聞攝影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而也是「公司給我們錢」的工作上的事情。當然，在訪

談中Ａ也表示，工作不一定代表無聊，有時候也會遇到有興趣的題材或人物，自己會很花心

思去拍攝，但對本研究而言，電視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中的拍攝活動作為涉入活動，它除了

是工作上的要求外，更要求攝影記者以自己以外的身份或眼光去涉入新聞現場或整個採訪活

動之中。以本研究的話來說，涉入過程也就是從「我」變成「我們」後，攝影記者必須以

27 雙分割疊影指後製剪接中的非線性剪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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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光觀看新聞現場的結果。當然，「我們」除了是智能配置上的事情外，也可能

是權力互動的結果。但無論如何，新聞現場中的「情境性」除了不只是現場本身的事情，也

不只是攝影記者個人、攝影機，以及現場之間的關係而已，而是所有攝影記者與各種資源連

結後，和新聞現場發生關係的結果。攝影記者除了必須涉入新聞現場，也必須涉入到「我

們」之中，才有可能理解現場的意義。如同 Heidegger 提出，技術是一種「知道」的方式

（黃厚銘，2007），攝影記者把「我」變成「我們」的過程，也是一種「電視新聞攝影技

術」的形成後，「知道」新聞現場的解題意義之結果。

另外，文獻中 Ihde強調人透過工具或技術中介後會「放大」或「簡化」對外在世界的

感知，那本研究則發現，對攝影記者而言，某種「人 – 工具 – 現場」的「具身關係」

（embodiment relations），或攝影記者以攝影機放大/簡化新聞現場的行為，卻可以說是他們

為了解題而必須具備的「專業」。也就是說，在攝影記者「看見」和「紀錄」現場時，同時

也必須做「放大」和「簡化」的工作。每一次的聚焦和建構影像，其實都是一種對現場事物

的放大。「特寫」（close up）除了是影像語言中的景別類型外，其實也可以用來隱喻電視新

聞攝影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因為不管攝影記者是用「大全景」、「全景」、

「中景」、「特寫」或「大特寫」來拍攝新聞現場中的事物，也不管攝影鏡頭的景框內包含

了多少的細節，實際上都是對新聞現場放大的「特寫」。在實務中，不管為了工作效率或為

了聚焦特定主題，攝影記者都難以把自己變成大樓監視器或行車紀錄器一樣全都錄，而是必

須在時間與空間中做出各種拍攝選擇。因此，正如攝影記者必須涉入現場一樣，他們也必須

「放大」現場才可能完成解題任務；必須「涉入」和「放大」事實上都是電視新聞攝影活動

的重要特性，也就是攝影記者必須從「我」變成「我們」後，透過攝影機與新聞現場事物互

動的結果。在電視攝影記者實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中，「攝影工具」或「攝影

技術」作為攝影機與各種外在資源的總和，它形成了某些攝影記者得以對新聞現場進行「特

寫」的資訊或想像材料，讓攝影記者可能看見和紀錄新聞現場中需要被放大的重點。在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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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我」變成「我們」的智能活動中，也就是攝影機變成「特寫工具」的過程。

第三節  連結中的攝影記者、被促動的新聞攝影

正如本研究一再強調，電視新聞攝影除了是「智能」活動，更是「權力」連結的活動。

在攝影記者從「我」變成「我們」，並必須和新聞現場連結的涉入過程中，攝影記者除了需

要計算「智能」的問題外，還需要考量或受到「權力」的影響。在研究中可以看到，電視攝

影記者「放大」新聞現場的「特寫」行為，可能同時是智能配置和權力互動的結果；攝影記

者的攝影機操作，可能夾雜著主動和被動的因素。事實上，攝影記者幾乎從未完全單獨行動

而總是某個行動者網絡中，明顯或不明顯地與各個不同的人與非人行動者連結，進行智能協

力或權力角力。合作，或「結盟」同時是智能和權力互動的事情。而如同行動者網絡理論不

斷強調，實體或物質是被「促動」（ enacted）而且關係性構成的（ relational）（郭明哲，

2008），也就是不管人還是物，甚至是某件「事實」的活動本質，事實上並非這些「人」、

「物」或「事實」所單獨決定，而是網絡下的結果，那我們看到，文字記者、文字主管、受

訪者、新聞同業、新聞現場是否具備突發狀況，以及攝影機工具的選擇等等因素，其實都可

能扮演了行動者的角色，與攝影記者共同形成某個行動者網絡，從而影響了攝影記者在網絡

中的位置，以及他/她和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包括攝影行為的選擇。以此角度來看，新聞

現場的情境性也是行動者網絡形成中，攝影記者所感受的某種位置或狀態；而在這個位置之

中，攝影記者彷彿因此能夠想像或理解到底要「拍什麼」，以及甚至「如何拍」。當然，對

攝影記者來說，網絡的結果是可能不完美或不滿意的，因此實作中又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常常

處於「資訊焦慮」和「權力焦慮」的狀態。但無論如何，攝影記者在工作中的行動，往往並

非「個人」的決定，而是與網絡中各行動者連結的結果。

另外，與傳統的新聞或寫實攝影論述相比，實務中的電視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以及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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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也是難以被化約成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已。在「理想」中，新聞攝影似乎應

該是持攝影機的人透過攝影機紀錄眼前現場的事情：

「...我們在此討論的這種攝影中，真實世界完全沒有被變形，而是以

最大可能的準確性，在照相機（物理性質）的限制範圍內將真實反映與紀錄

下來。攝影藝術家的任務不是將眼前所見的世界轉變為一種審美的真實的世

界，而是感受真實世界既有範圍內的審美的真實，並且在他的創造力達到最

佳表現的結晶的那一瞬間，拍到未受干擾而忠實的紀錄。」（Rothstein, A., 

1986/李文吉譯，1993：42）

但在實務中，「拍到未受干擾而忠實的紀錄」可以說除了是一種「理想」，甚至可能

是一種「信仰」；實務中，電視新聞攝影與其說是「紀錄」，不如說是一種「解題」。以

「買菜」形容自己工作的攝影記者Ｎ，用「狙擊手」來描述自己的攝影工作：

「隨時都要觀察，這就是新聞攝影記者的專業啊。（所以你一直像是

在掃描？）對。不停地觀察，在我的範圍裡面，有沒有發生什麼狀況。...

（我聽你這樣講，有點像射擊...）狙擊手  ...  狙擊手  。...就像一個神射手一樣啊，

一直在觀察他的目標啊，其實我拿攝影機就像一個狙擊手一樣，我隨時發現

目標，有任何狀況，我立刻開槍，一樣的道理啊。」（受訪者Ｎ）

如同攝影記者Ｎ把自己形容成一個「狙擊手」一樣，在「射擊」/「攝擊」的那一瞬

間，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以及被攝物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與攝影記者透過觀景窗以攝影鏡頭

指向被攝物的直線關係，也就是「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緊密連結。但在實務中，如

同狙擊手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射擊殺敵一樣（當然，殺敵也是為了自保），電視攝影記者也不

是只為了自己而拍攝（當然，交差也是另外一種「自保」）。到底要「射」 /「攝」

（shoot）誰，甚至哪裡是戰場/現場，也常常並非攝影記者所能單獨決定。實務中的狙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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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攝影記者是一種與任務（assignment）有關的工作 。因此，在射擊/攝影的那一刻，表面是

射擊/攝影者與現場事物之間的直接連結，但事實上卻是網絡下連結的結果。攝影記者的行

為，以及電視新聞攝影的「新聞攝影」內涵，其實都是受連結所定義，或被「促動」的。當

然，攝影記者本身在「促動」的過程中也可能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但造成「促動」結果

的，卻是整體的智能與權力互動網絡。攝影記者參與建構了網絡，但網絡卻不只是攝影記者

個人的，也不一定為他服務。更進一步地，新聞攝影，或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的「人 – 工

具 – 現場」，對攝影記者來說可能是工作中的核心，但當我們把電視新聞攝影的網絡再放

大成更龐大的電視新聞產製網絡時，攝影活動便可能只變成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或許有一

定重要性，但卻不是電視新聞產製中的唯一活動。對攝影記者來說，現場中的新聞攝影可能

是「目的」，但對整體電視新聞產製來說，卻可能只是其中某種「手段」而已。因此，如果

說傳統新聞或寫實攝影論述中強調了某種把客觀再現新聞現場當成攝影的目的之「理想」的

話，那在電視攝影記者的實作中，「理想」與「現實」之間是有蠻大距離的。或者，用一個

比喻來形容，如果說「理想」中的新聞攝影裡，尋求有如「畫圖」一樣的人與工具以及現場

之間的觀察和互動的話，那在實務中，我們卻看到更多的情況是為了解題而進行的「拼圖」

甚至「做圖」情形。以實務的觀點來看，新聞攝影以攝影機工具來「紀錄」（document）或

「記載」（record）的功能（Wells, 2000/鄭玉菁譯，2005），似乎會被它在網絡中的「生產」

功能所主導；在實作之中，紀錄的理想似乎必須先讓位給解題目標。

第四節  「自動攝影器材」：常規化的連結方式

本研究以研究者個人工作經驗中的「自動攝影器材」的感受出發，透過個案分析與深

度訪談，企圖釐清電視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的關係本質，以希望反思個人

工作中對於「人 – 工具」以及「人 – 現場」的疏離感受。其實，如果說「自動攝影器材」

是一種如同文獻中所提到「去身體」的狀況，那本研究除了探討電視新聞攝影活動的本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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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企圖找出解決「去身體」狀況的策略。事實上，在研究過程中，特別是與各個攝影記者的

訪談中，都可以發現攝影記者們（包括研究者自己）大多對工作現況感到懷疑、焦慮，或不

滿。而本研究則提出，不管是研究者個人的「自動攝影器材」狀況，或許多受訪者被認為工

作中變成別人的「工具」的感受，其實都往往和攝影記者的「我」變成行動者網絡中的「我

們」之過程有關。在協力與權力之網絡中，攝影記者似乎容易失去「我」使用攝影機，紀錄

和詮釋新聞現場的個人位置。在不斷連結的過程中，「我」變得越來越模糊；而攝影機到底

真正被「我」所用，也變成一件容易失去信心的事情。我們在實務中看到攝影記者往往由於

缺乏資訊或權力連結，而容易從「連結」的行動者變成「被連結」的對象時，攝影機的「使

用權」以及新聞現場的「詮釋權」也就往往會被文字記者或主管所主導。攝影記者被「工具

化」的感受不只是個人事情而已，還包括了表面上應該與攝影記者最密切連結的攝影機，也

遠離了攝影記者的掌控（雖然物理意義上還是受攝影記者操作），成為被其他行動者所連結

的工具。

但「自動攝影器材」或攝影記者被「工具化」真的都是攝影記者被迫接受的結果嗎？

其實，在實務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很多時候是由於攝影記者本身缺少新聞和

解題資訊，並且也不主動和其他行動者（例如：文字記者、主管、受訪者，或新聞同業）連

結的結果。當然，這也可能是慣常的工作方式中，攝影記者沒有意識到各種資訊工具以及與

其他行動者連結的重要性，或甚至可能是「偷懶」。但正如研究分析中重複顯示，電視新聞

攝影不只是操作攝影機而已，更是處理新聞和解題資訊，以及連結各種人與非人資源的智能

配置活動，因此，當攝影記者在這些活動中缺少主動參與的能力時，攝影記者與攝影機以及

新聞現場之間的距離便只會越來越遠。而在涉入活動或現場情境性的建構過程中，攝影記者

的「我」也難以在「我們」之中也扮演更主導或更重要的角色。

其實，如同張文強（2006）提出「常規」時，強調新聞工作者容易經由學習累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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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目標校準，而形成一套處理每天工作任務的「習慣方式」；這套方式或許能解決任務，

但卻可能造成「自我控制」與「自我放棄」的結果，那在本研究中，我們也似乎看到某種電

視攝影記者習慣的，並且在以往也似乎能順利解決工作任務的固定連結的常規方式存在。這

套連結的常規或習慣除了是智能上的協力，也同時是權力的互動的事情，而當這套連結方式

幫助攝影記者完成任務的同時，卻也可能固定了攝影記者在網絡中的位置，而形成了他們對

現狀的各種抱怨與不滿。當然，更一步地想，固定的連結方式或許也不是某個攝影記者的個

人事情，而是長時間以來，新聞部的攝影部門與文字部門，或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習慣的互動

方式。因此，儘管某個攝影記者願意主動打破固定的連結方式，卻可能因為影響到網絡中其

他行動者的工作或連結習慣而遇到困難。畢竟「連結」所強調的，就是它不只是個人的事情

而是「我們」的事情。

第五節  尋找個人角色

當然，再換個角度來想，「常規」或固定的連結方式也不一定壞事，因為如果以解題

的效率，或人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以固定的連結方式進行工作可能是「安全」的。攝影記者

到底要多大程度地主導攝影機的使用以及詮釋新聞現場，其實可能並非是技術上，而是價值

觀或自我工作認同的問題。在實務中，似乎沒有認為攝影記者必須完全主導電視新聞的影像

產製。其實，如同受訪者Ｈ所說，不同新聞類型中，攝影記者本來就會扮演不同的角色，不

一定都是最重的。但是，當攝影記者對工作感到焦慮而嘗試改變時，以本研究的分析來看，

「連結」依然是最重要的關鍵。不過，正如研究分析中一再看到，要改變「連結」先必須具

備更好的「資訊力」，以及和其他行動者互動的「連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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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資訊、加深連結

在本研究中，我們不斷看到，攝影總是有選擇和目的的。攝影記者的聚焦行為絕非隨

意，而是想像和校準的結果。但在研究中又看到，電視攝影記者在取得不管是新聞資訊或解

題資訊上，往往是被動，或先後順序上比其他行動者晚，特別是文字記者。一般來說，當文

字記者通知攝影記者出任務時，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所具備的資訊量和質，就可能出現不對

等的狀態，而攝影記者也往往習慣地被告知各種資訊。以本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正是攝影記

者在連結網絡中失去主導權的重要原因， 因為除非新聞現場突發狀況不斷，否則攝影記者

容易變成被文字記者動員的對象。當然，本研究並不認為，攝影記者必須變成文字記者，或

與文字記者競爭，而是想提出，攝影記者要維持自己「攝影」和「記者」的角色，資訊可以

說是攝影記者與其他行動者互動的最重要「籌碼」。攝影記者要與文字記者、主管或受訪者

建立互動關係，除了人際情感交流外，也可能要建立在新聞和解題資訊的交流上。不清楚新

聞內容的人，又如何問出與新聞相關的問題呢？要和受訪者聊天以取得新聞資訊，也總先需

要先知道什麼是有用的新聞資訊吧？所以，攝影記者不只為了拍攝而需要資訊（同時包括新

聞和解題資訊），也是為了增加與其他行動者進一步連結的可能性。

其實，在本研究案例三「警察佩槍」的案例中，攝影記者Ｗ便可以說是本研究中的一

個攝影記者的異例。在拍攝前，由於他和主管早以建立一定的互動關係，因此文字主管親自

跟他解釋為何這則對社會新聞記者來說不算是新聞，但他們還是必須採訪的原因（主管會議

的結果）。而在拍攝的過程中，不管與文字記者，或與受訪者（派出所長、警員）的互動，

以及在尋找各種資訊的過程中，攝影記者Ｗ也都顯得非常積極。實際上，在研究者與攝影記

者Ｗ在採訪車上訪談的過程中，攝影記者Ｗ的文字搭檔也突然「插話」，除了讚賞攝影記者

Ｗ外，也提出主動的攝影記者真的幫文字記者很大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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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們去到一個現場，攝影就會幫你看到很多點，就會跟你

講說，他來會拍到什麼東西，甚至還可以挖出另外一條獨家，下午還可以繼

續做，就是會有這樣互補的功能。」（文字記者Ｌ）

在訪談中，採訪車駕駛也加入討論，比較他以前任職的新聞組織與現在新聞組織的攝

影記者：

司機：我來這裡一年多，我來講我的那個，這邊的攝影，他會找新聞

有些地方的攝影，我跟你去，你要什麼...

文字：說一動，做一動...

司機：說一就一，這邊的攝影會...

攝影：積極性跟臨場應變啦...

司機：對，而且，他們不會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攝影：不會把自己當成是攝影工啦。

在此，回歸加強資訊的事情上，可以發現會主動「找新聞」的攝影記者，是可以透過

共同參與生產資訊而改變了他/她與文字記者之間的關係的。當然，以Ｗ的案例來看，「找

新聞」其實不只是資訊活動，還包括人際間的情感互動，但無論如何，在「內容」比「形

式」大的電視新聞中，也就是「拍得到」比「拍得好」更重要的工作目標中，想像、尋找，

以及取得資訊的能力，可以說是攝影記者操作攝影機以外非常重要的專業能力。正如前面的

分析所提過，攝影記者的「聯想力」正是涉入新聞現場情境性過程中，把現場事物與解題目

標連結的能力，因此只有當攝影記者具備更多的資訊時，才可能更豐富自己的聯想力，以

「看見」更多連結的可能。要加強攝影記者工作中的「記者」份量，必須先具備更多的資訊

以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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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參與建構解題資訊和目標

從研究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到達某個新聞現場採訪總是有某個目的

的，但是解題資訊的內容以及解題目標本身，卻往往模糊。以受訪者的話來說，「新聞」是

什麼常常可能連文字主管也難以第一時間說得清楚。但換個角度來說，其實解題目標的模糊

結構也正可能是攝影記者加強自己在攝影活動中所扮演角色的機會。因為正如行動者網絡理

論提出，行動者的角色雖然是網絡連結的結果，但網絡本身卻並非總是穩定不變的；網絡與

其說是「純技術意義上的網絡」，不如說更是一種「描述連接的方法」，也就是強調工作、

互動、流動，和變化的過程，是 worknet，而不是 network（吳瑩等，2008）。所以，當攝影

記者遇到解題目標模糊的情形時，其實可以試著把這樣的情形當作是行動者網絡中的某種進

行中的「狀態」（state of affairs）而非最後「事實」（a matter of fact），並且把握這種狀態

下，或許能夠把自己在新聞現場所觀察到的資訊，「轉譯」成文字記者或主管也認同的「利

益」，以讓自己更大程度地扮演行動者的角色，參與網絡的建構。當然，正如行動者網絡強

調「轉譯」並非個人，而是行動者之間連結的事情一樣，參與建構解題目標也並非攝影記者

獨自進行的事情，而是必須透過和文字記者、主管，以及受訪者等等行動者之間溝通和連結

的努力。而且，參與建構解題目標不只為了連結攝影記者與其他行動者而已，更是為了讓自

己拍到的影像能參與到最後的影像序列之中，增加自己詮釋新聞現場的可能性和能動性。在

新聞攝影中，建構「資訊」與「影像」並非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各別工作，而其實是同一

件事情，特別對影像來說，它往往需要資訊去支撐它的存在：

「事實上，影像的世界弔詭地為字眼所主宰。如果沒有圖說 （ la 

legende]）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讀...，一張照片便什麼都不是，也就是說『圖

說 』 （ la  legende ） 常 常 是 一 些 『 傳 說 』 （ das  legendes ） ... 。 」

（Bourdieu，1996/林志明譯，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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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和戈崙指出：『這照照片和任何一張照片一樣，在生理上是瘍

啞的，它透過寫在它下頭的文字的嘴來說話』。...事實上是沒有一張照片能

做到的—那就是『開口說話』。」（Sontag，1977/黃翰荻譯，1997：136）

「一張照片能勝過千言萬語」雖然是一種流行的說法，但在電視新聞的產製中，含有

「千言萬語」的資訊的影像其實不常見的；而且，能自己「開口說話」的影像可能少之更少

一般來說，影像能置放在電視報導中，總是因為它裝載了某些被認為值得報導的資訊。影像

的資訊質量可以說是它能否成為新聞影像的重要關鍵。而且，再度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

來看，一則新聞中的不同元素，例如：記者旁白、自然聲，以及鋪陳在旁白上的畫面，也可

以說是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而對攝影記者來說，更大程度上參與建構解題資訊，其實為

了讓自己所拍攝的影像能和新聞主題連結，以讓它們在新聞報導的影像序列中取得更好的位

置，擁有更大機會去「開口說話」。

三、尋找更協調的「人 – 工具」 關係

電視攝影記者的焦慮可以說往往是由於從「我」變成「我們」的過程中，「我」的位

置的模糊或消失。其實，攝影記者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可以比喻成攝影人與自動對焦系

統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人 – 工具」之間同時存在的智能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照相機

自動對焦系統，可以追溯到 60年代28，發展至今已經幾乎可以說是大部份攝影器材的必備功

能。對許多當今的相機使用者來說，甚至可能不知道照相機曾經要手動對焦的。而對本研究

來說，自動對焦系統正隱喻了「我」與「我們」，或者人和工具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不

管是物質工具、心智工具，或各種協助人類完成某件事情的外在資源，其實他們 /它們都和

人在實作活動中形成了如同 Clark所說的延伸的心智，或某個進行活動的「我們」。但與

Clark所關注的角度不同，本研究除了關心人與工具/資源的協力外，也更關心當形成「我

28 關 於 照 相 機 自 動 對 焦 系 統 的 原 理 和 發 展 ， 可 參 考 http://www.digital.idv.tw/digital/classroom/mroh-
class/Oh32/index-oh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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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之後，人本身在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進行活動的方式也被影響。所以，如同相機

的自動對焦系統雖然幫相機的使用者快速對焦，但相對地使得攝影者慢慢失去手動對焦的能

力一樣，那攝影記者從「我」變成「我們」的過程中，各種工具和資源雖然也形成了某種自

動化程式一樣，讓攝影記者不用太費力氣就能找到「拍什麼」的目標，但同時卻也讓攝影記

者漸漸缺乏跟「拍什麼」關係密切的資訊處理和連結能力。以這樣的角度來看，「人 – 工

具」之間的協力形成了解決問題的重要資源，但也可能造成某種陷阱，無聲色地影響了攝影

記者的能力發展，而當某一天攝影記者對自動對焦系統感到不滿意時，卻可能已經不知道如

何自己「對焦」。

其實，對攝影記者來說，「人 – 工具」不只是解題資源，更是限制以及工作條件，

當不滿意自動對焦系統的攝影者可以把自動切換成手動，或選擇使用手動對焦的鏡頭時，電

視攝影記者卻似乎難以選擇不和工具或資源互動而單獨地完成任務。因為對攝影記者來說，

工具和資源所組成的智能配置之網更像一臺只能自動對焦的相機，它的「聚焦」運作實際上

在攝影記者「使用」它前就已經開始。攝影記者必須參與其中，進行互動。但智能配置之網

或「我們」真的是一個具體、實在，和穩固的對象物，如同某台機器一樣，與攝影記者對立

地存在某個地方，控制著攝影記者嗎？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就像自動對焦的照相機仍需

要攝影者主動地把鏡頭對著某個地方並按下快門一樣，攝影記者與工具和資源的互動中依然

是可以扮演一定的能動角色的。其實，再次以攝影記者Ｗ為例，當攝影記者在整體活動中不

再只靠連結文字記者去連結其他資訊來源（例如：主管、受訪者）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比

較「累」和比較「忙」，但減少依賴的做法卻可以讓攝影記者保有更大的能動性，以及與其

他行動者之間更平等和密切的互動關係。在Ｗ的例子中，雖然他不一定能完全主導新聞影像

的製作（例如，他還是需要與文字記者校準），但卻似乎讓我們看到一個抱怨比較少，而且

態度更積極的攝影記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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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與工具或各種外在資源之間的關係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們之間的連結

方式。在本研究中，我們看到工具與人之間並非單獨地連結或被使用，而是受到活動特性的

影響，並和其他行動者共同形成行動之網，相互連結。攝影機除了不只被攝影記者使用，也

不只和攝影記者連結；攝影記者與現場之間，也不只靠攝影機所連結而已，還連結了其他行

動者。而只有當攝影記者增加自己的資訊和連結能力，尋找出工作中「人 – 工具」或「我 

– 我們」之間更協調的關係時，攝影機才可能回到攝影記者身邊，與他 /她更密切連結，而

當「攝影記者 – 攝影機 」的關係更密切時，電視新聞攝影才可能比較接近理想中的新聞攝

影，具備更多的紀錄功能。或者，「攝影記者 – 攝影機 – 新聞現場」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更

接近，而攝影記者們也可以變得少抱怨一些，多快樂一點。

第六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作為學術研究，必須把某個期間內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並與理論來回進

行辯證與思考，最後以文字的方式呈現在報告之中。但當這份研究報告進入尾聲之際，研究

者本身卻依然必須以實務工作者的身份，回到實作的場域中，面對每天工作中的「人 – 工

具 – 現場」。事實上，以回到實作的角度來看，本研究雖然分析了某些關鍵問題，卻不認

為自己提出了滿意的策略。不過，透過分析攝影記者工作中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

我們也發現了智能配置之網雖然可能制約了攝影記者的工作，但反過來看，每一種制約也可

能隱含了同時是一種資源。而且，智能配置之網雖然形成了攝影活動的條件，但這種條件的

形成過程其實包括了攝影記者之參與，或他/她所需要承擔的角色，因此本研究認為，電視

攝影記者工作中「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關係，其實不只是「攝影」的事情而已，更是

對人類和工具之間關係的探討，而當工具不再只被看待成是被使用之物時，人和工具之間才

可能取得更協調或和諧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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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不以攝影記者為探討對象，而改為思考「新聞攝影」的話，本研究似乎懷

疑，攝影記者具備更好的資訊和連結能力，並因此和其他行動者更平等互動，取得更好的網

絡位置後，卻不代表他/她也能拉近電視新聞攝影與理想中的新聞攝影之間的距離。尤其是

在實務中，與新聞資訊相比，解題資訊更加重要，力量也更大，但當攝影記者取得足夠解題

資訊後，雖然說或許能增加他/她在網絡中的角色與位置，但卻不能保證他/她能就此以自己

的眼光觀看和紀錄新聞現場。甚至，為了更投入地參與「我們」的形成，攝影記者可能更難

不以「我們」的眼光去進行他/她的新聞攝影。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更好的網絡位置似乎不

代表更接近新聞攝影理想；新聞現場可能依然是解題的素材庫，其功能性依然大於紀錄性或

新聞性。

當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新聞攝影是從「我」變成「我們」的過程，而

「我」如果能夠在連結的過程中努力成為一個能夠造成差異的行動者，其實「我們」的狀態

也可能會改變。也就是說，當一個新的「我們」（或行動者網絡）形成時，這個新的「我

們」觀看新聞現場的眼光也會有所不同，而電視新聞攝影也將會形成不一樣的結果。但是，

當研究者本身以實務工作者的身份也正嘗試以這樣的策略去試著行動時，卻會發現會有更多

新的問題需要面對。例如，如果當攝影記者在實務中不能認同組織任務的內容和目標時，或

當他觀察到的「新聞資訊」與組織主管或文字記者提供的「解題資訊」出現斷裂，但經過回

報和溝通後，主管或記者依然認為要照原本方向進行時，攝影記者到底該堅持自己所看見的

（但破壞經營已久的連結關係），還是拍攝「我們」所聚焦的呢（而忘記把自己當成一個可

以製造網絡差異的行動者）？事實上，這已經不只是「人 – 工具 – 現場」之間的技術性、

智能配置，或權力互動的問題而已，而是關於「我」如何加入，和應否一定要加入到「我

們」（「他們」）的倫理學上的問題。或者說，如果「我們」是人與工具和智能之間契合的

過程，那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倫理問題時，「我」該怎麼辦？「人 – 工具」之間，似

乎除了協力和權力的問題外，還存在倫理學上的問題，但本研究卻沒有相關資料來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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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其實，關於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的倫理問題，在「偷拍」中，就一直困擾著不少攝影

記者。在訪談中，儘管「偷拍」可能合乎「公共利益」，但卻似乎沒有攝影記者願意和喜歡

「偷拍」。例如，攝影記者Ｎ說：

「我覺得這是違反一個道德問題啊。新聞採訪過程道德的問題啊。你

如果用偷拍的話，你一定不會清楚跟人家說你是記者吧？對啊，為什麼你可

以這樣表達啦？那什麼事又牽涉到什麼是公共利益的問題？那誰來界定這個

公共利益問題呢？」（受訪者Ｎ）

實際上，當攝影工具越來越小型化和普及化後，家用攝影機、可上網手機，以及隱藏

式攝影機用於新聞採訪的機率可以說越來越高。以往，除了跑社會新聞的攝影記者，一般攝

影記者一年中難得有幾次使用隱藏式攝影工具，但現在卻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偷拍的任務（不

管是使用隱藏式攝影機還是其他器材）數量越來越多。甚至，如同攝影記者Ｈ所說，在偷拍

時，攝影記者其實也需要把自己「隱藏」起來，假裝是路人、客人、觀光客等等非記者的身

份與現場受訪者進行互動，事實上都不是以往電視攝影工作中常有的事情，也可以說不是他

們習慣與其他網絡行動者連結的方式。「偷拍」中的「人 – 工具 – 現場」關係，除了是協

力、權力和倫理問題外，似乎也包括了攝影記者對自己的工作「認同」的問題。

另外，除了倫理問題和認同問題外，本研究在討論攝影記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時，似

乎也把焦點放在攝影記者如何與其他工具和智能互動後，影響了他 /她「拍什麼」的結果；

事實上，除了「拍什麼」外，攝影活動中還包括了「如何拍」，也就是形式上的問題，這卻

是本研究所缺少討論的。其實，在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中，「自動攝影器材」除了是攝影記者

在拍攝內容上的被工具化外，也可能關於拍攝形式上的僵化。以研究者個人經驗來看，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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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現場中卻不斷以固定的攝影形式來反應各種眼前的刺激時，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人 – 

工具 – 現場」之結果。

最後，如果嘗試把學術研究的分析成果實踐於電視攝影記者或其他新聞工作者時，其

實本研究對「單機」採訪這個問題應該要有更多的探討。正如在本研究的分析中看到，攝錄

影技術發展至今，攝影的技術門檻實際上越來越低，以往許多被認為是「專業技術」的攝影

機操作能力，現在都可以透過各種自動功能變得非常簡單使用。特別是新聞攝影或電視採訪

強調「內容大於形式」或「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則，新發展的各種攝影工具可以說已經能

夠幫助無法熟練操作「專業攝影機」的人，也能夠順利拍攝到畫質或技術條件上勉強可被接

受的新聞影像。因此，如果在以往，由於攝影機的操作必須「耗」掉一個人的精神與精力所

以必須以兩人一組的方式來採訪的話，在未來，單機採訪，或一人記者（one-man-band）將

可能越來越普遍。其實，當本研究以文字記者這種「工具」突然「失效」的角度，來訪談攝

影記者對於單機的看法時，我們除了從訪談資料中看到文字記者作為資訊提供者的重要性外

事實上也看到了如果要進一步發展單機或一人採訪的能力，攝影記者必須加強自己的資訊取

得能力，以及人際關係互動的能力。但是，本研究由於資料不足，也因為單機並非本研究最

關心的採訪類型，因此沒有進一步探討這個「未來」的問題。實際上，單機或一人記者的採

訪方式，早就被某些國外媒體或通訊社所採用，而在國外近年來也出現越來越多包括原本是

平面攝影記者的人，加入動態影像報導的單機採訪行列中。研究者預測，單機記者或許更代

表了攝影技術繼續發展下，未來最普遍的採訪形式。或許有一天，「攝影記者」會成為歷史

名詞，或少數人的工作，因為在那時候，大學畢業生上網找工作時，已經很少看到文字記者

與攝影記者的職業分類，而只剩下工作內容同時要求拍攝和寫作的一人記者。或許，這才是

真正的「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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